
中观四百论释 
　　——善解⼼要论 
      圣天菩萨 造颂 
　　甲操杰 造释 

　　法尊法师 （从藏）译颂　 

       敬礼具⾜⼤悲诸正⼠

　　犹如雪⼭极⽩妙善聚，亦如牟尼能满⼀切愿，

　　于此⼤地皆称为遍智，敬礼有情师⻓能仁尊。

　　阅⽆量经唯⼀正⻅眼，诸佛教法究竟⼼要义，

　　圆满解说佛语证遍智，估主⻰树⾜下恭敬礼。

　　童年⼴学多闻悉圆满，⽆量智慧般若海渊博，

　　谁由智慧灭除⽣死苦，贤善⼤悲不住涅槃乐。

　　由名称光照破众⽣暗，圣尊师徒⾜下恭敬礼。

　　⼤⻋密意固然难通达，但为⾃⼰修习众经论；

　　及为饶益具根有情故，⼤论注释我今乐分析。

　　此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分四：（⼀）题义；（⼆）翻译
敬礼；（三）正释论义；（四）论末义。

　　（甲）初（题义）

　　梵语扎睹夏打戛，此云四百，梵语夏打，此云论，梵语
戛⽇戛，此云颂，即《四百论颂》。此论有⼗六品，每品⼆
⼗五颂，每⼀颂⼤致很圆满的显示⼀义。由有四百颂，故名
《四百论》。本论原⽂称：夏打戛夏打，即名《百论》，如
⽉称释中说：“此《四百论》原先没有‘四’字；能破除诸邪分
别故名为‘百’，能断除实执故名为‘论’。”不说“扎睹”（四）是
有所为的；这就是由于破除百种邪分别为例，以表示破除⽆
边邪执的意思，所以叫做《百论》，这是就它的作⽤⽽⽴
名。有些注释中误解此论题的“百”字的含义，是不合理的，



如上解释题义，乃是此论的本意。⽉称为了破除那些邪分
别，特作注释⽽申正义。

　　（甲）⼆（翻译敬礼）

　　敬礼圣者曼殊室利，是就⼴抉择增上慧学为缘以为主要
所诠，是为令⼈了知此论属对法论摄。

　　（甲）三（正释论义）分⼆：（⼀）总义；（⼆）别
义。

　　（⼄）⼀（总义）分三：（⼀）造论者殊胜；（⼆）破
除某些注释的错误分别；（三）略述各品⼤意。

　　（丙）⼀（造论者殊胜）

　　⽉称释云：“由于圣天阿阇黎是⻰树阿阇黎的弟⼦，是故
此论属于此宗，⾮别宗义。”圣天阿阇黎是狮⼦岛（今锡兰
岛）的王⼦，后舍王位出家，游历到南印度遇⻰树，受⻰树
教，即为⻰树的近住弟⼦。由于他博通和深修显密教法，现
⽣已得佛位，这是圣天阿阇黎在他⾃⼰作的《摄⾏论》中说
他证得⽆上瑜伽“不共幻身”。如果证得⽆上瑜伽不共幻身
时，此⽣决定获得殊胜成就。这是怙主⻰树的意思。有些书
中说，先得⽣起次第，后得圆满次第，其义亦如上说。是故
有说圣天先是凡夫异⽣，后得圣位，亦不相违。在《智慧⾦
刚集论释》中亦说圣天阿阇黎已得⼋地。阿阇黎圣天著有很
多显密论典，兹不烦述。

　　（丙）⼆（破除某些注释的错误分别）

　　⽉称释云：“现在有些⽂学家把此论分为两部分。”这是
指⼤德护法依据“百”字把此论分为两部分，前⼋品名《说法
百论》，后⼋品为《辨议百论》，并且把此论的中⼼意义说
成是破除遍计所执有⾃性，以唯识宗的理趣来解释，这不是
此论的本意。如⽉称释说：“把《四百论》的意义，说成与⻰
树宗的意义不同，这是臆造的。”此论是为了说明，具⾜⼤乘
种姓的补特伽罗趣⼊⽆上菩提的道次第，必须要有整体的联



系故；主要的意义亦是抉择诸缘起法没有少许⾃性。所以⾃
宗（中观宗）从来没有怀疑要许依他起有⾃性之处。⼜彼等
宗许解脱三有不须证微细⽆我，⽽此论正是成⽴解脱三有必
须证微细⽆我故。

　　（丙）三（略述各品⼤意）

　　问⽈：那么，造此论就⽆必要了，因为缘起⽆⾃性的正
理，在阿阇黎⻰树的《中论》等中已经⼴说故。答⽈：⽆
过，由于在阿阇黎的诸论中对⾃他部所计，已由多种正理破
除，但恐有些怀疑《中论》是特为调伏他宗唯是争辩的论
典。其实《中论》等并不是专为争辩的论典，⽽是为诸求解
脱者通达诸法真实性；并且是为具⾜⼤乘种姓者由修习此瑜
伽⾏的道次第⽽得成佛。圣天为了使⼈了解⻰树阿阇黎的密
意，所以作此论。兼带要说的是：诸⼩乘补特伽罗证得菩
提。必须依靠通达诸法真实性。

　　问⽈：这些道理不是在《中观宝鬘论》等中已经说了
吗？答⽈：⽆过，因为此论⼴说⽣起⼤乘发⼼，必须先断除
执为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，修习下中⼠意乐的规则；以及怙
主⻰树建⽴⼆谛，破除他宗的邪执的道理，在此论中当作精
辟地⼴为阐述，所以造此论没有重复的过失。此论不别作皈
敬⽂，是说明此论⾮仅为断除别⼈怀疑⻰树阿阇黎的论典⽽
作（有怀疑《中论》专是为的争辩），⽽是表示此论属于
《中论》。

　　问⽈：此论如何说明道的次第呢？答⽈：⽉称释中说：
“先分析如何安⽴世间诸有为法，然后渐次宣说胜义谛。”初
四品⼴说执有漏五蕴是常等的颠倒，于⽣死应⽣起出离之
理。其中第⼀品是说明五蕴皆依因缘⽽⽣，故是⽆常，此即
⼴说必须修习死⽆常的规则断除常执颠倒。第⼆品是说明有
漏五蕴既然是⽆常，则不应认为是⾃利究竟之处，了知彼有
漏蕴具有损恼性，即说明执有漏为⾃性乐的颠倒。第三品是



说明彼有漏五蕴既是苦，即应当常⽣厌离，从⽽即断除执⽣
死为净的颠倒。第四品是说明有漏五蕴既是不净，则应弃
舍，不应执我及我所⽽⽣我慢，应当破除我慢执境，即是断
除执我的颠倒的规则。这四品是说善修中⼠意乐，⽣起由业
及烦恼为缘⽽流转⽣死犹如⽕坑之想。附带显示：具⾜⼤乘
种姓者志求成佛即应⽣起愿菩提⼼的规则，⼩乘种姓只是⽣
起希求解脱的⽅便。第五品说明由于现⻅成佛必须依菩萨
⾏，即发起⾏菩提⼼⽽趣⼊菩萨⾏的规则。由于现⻅随顺烦
恼⽽转尚且不能圆满⾃利，何况圆满利他，所以第六品⼴说
烦恼⽣起等之理由。由于烦恼⽣、住和增⻓的因是⾊等境，
所以第七品说明破除缘诸境以后⽽⽣起现⾏烦恼的理。第⼋
品说明由于没有通达⾊等诸境真实性⽽起的⾮理作意，即是
烦恼⽣起的因；教诲⽣起断除烦恼的欲乐，和对真实性的理
有少许的怀疑，亦应趣⼊等，是净治弟⼦成为法器的规则。

　　如是前⼋品是说明成熟身⼼的道次第，后⼋品是说明为
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⽽依胜义谛的道次第。

　　第九品是为说明有为法⽆有少许常体，教⼈修习破除执
诸法是常的⻅。第⼗品是说明内外诸法⽆我。第⼗⼀品是说
明执时为常。第⼗⼆品⼴说破除边⻅。第⼗三品别说根境⾮
实有。第⼗四品是说明诸缘起法犹如旋⽕轮虽然全⽆⾃性，
⽽能得解脱和⼀切智等以破除边执。第⼗五品⼴说修习有为
法⽣住灭三相⾃性空的理。第⼗六品是说明造论的所为和断
除诸敌论者的其他攻难，抉择师⻓和弟⼦所应修习。是故就
道的所缘来说，此论则⼴释依世俗谛的道次第和依胜义谛的
道次第。

　　第⼀品 明破常执⽅便品

　　（⼄）⼆（别义）分⼆：（⼀）明依世俗谛的道次第；
（⼆）明依胜义谛的道次第。




　　（丙）⼀（明依世俗谛的道次第）分⼆：（⼀）明由断
除四颠倒⻔修习中⼠意乐发起愿菩提⼼的轨则；（⼆）明发
起⾏菩提⼼已⽽学菩萨⾏的轨则。

　　（丁）⼀（明由断除四颠倒⻔修习中⼠意乐发起愿菩提
⼼的规则）分四：（⼀）明由⼴思维念死⻔断除常执颠倒的
规则；（⼆）明由修有漏身皆苦的⻔断除乐执颠倒的⽅便；
（三）由思维⽣死不净的体性⻔断除净执颠倒的⽅便；
（四）示于有漏法不应执我及我所的⻔断除我执颠倒的⽅
便。

　　（戊）⼀（明由⼴思维念死⻔断除常执颠倒的规则）分
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，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明破常执⽅便品第
⼀。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三：（⼀）略示由念死⻔策发
勤修解脱道的不放逸⾏；（⼆）⼴明修⽆常的规则；（三）
明修⽆常的利益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略示由念死⻔策发勤修解脱道的不放逸⾏）

　　颂⽈：若有三世主，⾃死⽆教者，彼犹安然睡，有谁暴
于彼。

　　修习圣道⽣起精进的主要障碍，是于死执为不死的颠倒
⼼，所以应当数数思维死⽆常⽽勤修圣道，因为若修习死⽆
常则易通达苦等故。由于执诸法实有，则不能解脱三界系
缚。凡为死主魔所⾃在的⼠夫，若有欲界、⾊界、⽆⾊界，
或地下、地上、空间三世间的乐⾃在主（天名），彼⾃⼰即
是为死主，⾮受他命，⾃已亦不命他。⼜由于⾃⼰就是在执
死刑，故名死主。如果有这佯的死主，⼿举利剑，将断命
故，存不存活全凭死主，是故已⻅死相，或如头上燃⽕，⽽
不精进修习圣道，还像已经断灭死主的佛陀和阿罗汉⼀样的



安然⽽睡，不精勤修习对治死的⽅便，那还有谁像这样的粗
暴、懈怠和愚痴呢？所以应当数数修习⽆常，受持暇满难得
的⼼要胜义。譬如有⼀⼤⾂由于得罪了王的执灯侍⾂，彼等
侍⾂亟欲谋杀此⼤⾂，王也同情和⽀持，此⼤⾂也怀疑王想
杀他，因⽽便时刻警惕。我们也应当安住不放逸，时刻警惕
不被死主损害的⽅便。⼜如有⼀⼠夫在旷野中迷失道路，⾏
⾄极可恐怖的村中，但他⼼中坚信⽆恙，终于被害⽽死。所
以住三界城则近于死主的杀害，若是放逸，决定为死主损
害，因此应当精进修习善法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⼴修⽆常的规则）分三：（⼀）明修习念⾃
⼰决定死的规则；（⼆）明不应⾃⼰未解脱死怖不思维死的
过患⽽专忧虑他死；（三）教诲应当远离贪著尘事⽽勤修解
脱道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明修习念⾃⼰决定死的规则）分⼆：（⼀）
修习粗⽆常；（⼆）修习细⽆常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修习粗⽆常）分五：（⼀）明存活不能遮⽌
死亡及不应只坚信存活；（⼆）不应以为死是⼈所共有⽽不
⽣怖畏；（三）不应恃有医疗⽼病的⽅法⽽不畏死；（四）
由于死时不决定故就不怖畏死极不应理；（五）破勇敢者不
畏死的因由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明存活不能遮⽌死亡及不应只坚信存活）分
⼆：（⼀）正明；（⼆）破常作存活想不起怖畏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明）

　　颂⽈：为死故⽽⽣，随他⾏本性，现⻅是为死，⾮是为
存活。

　　问⽈：虽有三世间主的死王，但是，若先有能避免死的
存活，在存活的中间不应畏惧死。答⽈：存活不能遮⽌死，
因为存活的本身就在趣向于死的⽅向故；存活唯是趣向⽼死
的缘故。譬如⼀切婴⼉皆当有死故，因为从初出⽣时起就像



执死刑者⼀样步步引导被杀者往杀的刑场，中间亦随着⽼病
衰等因缘⾃在⽽转，刹那不停地趣向死主之前的本性（⾃然
规律）是不可抗拒，所以完全不应当只坚信永久存活，亦如
正在作死亡之事，如断其头，⾮是作的存活之事。如《本⽣
经》云：“佛⾔，⼤王，众⽣于初夜⼊胎住世间，⽇⽇所作，
都是在迅速不停地趣向于死。”譬如有残忍暴君，若群⾂按时
未到即斩其⾸，所以畏罪侍⾂唯向前⾏，不敢停留，因此，
⾏住坐卧任作何事⽆不是向往寿减之处，所以不应坚信存活
不死。譬如有⼀旅⾏的⼈，思念回家，脚踢⻔前的骆驼，骆
驼警畏⽽起，随主⾃在⽽⾛。当知我们⼀切众⽣皆是随逐死
亡的⾃在⽽转。⼜如有⼈为了陷害他⼈故⽽作刺客，由于杀
他未逞，刺客反⽽被他⼈杀害。当知⼀切有情唯作死事，⾮
是为的存活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常作存活想不起怖畏）

　　颂⽈：汝⻅去时短，未来时间⻓，汝思等不等，显同怖
呼唤。

　　问⽈：现在⼈寿百岁，先过了⼗六岁，还有⼋⼗四岁的
寿命，在这⼋⼗四年的中间应当尽情享受快乐，然后再努⼒
对治死主，所以存活的时间很⻓，应当希望存活。答⽈：极
不合理。若汝⻅过去的时间短，未来的时间⻓，从这佯的执
著⽽⽣懈怠，是极不合理的，何以故？如《中观宝鬘论》
云：“死缘极众多，活缘唯少许，此等亦成死，故当常修
法。”由于死⽆定期，汝思维过去未来的时间⻓短相等，或者
过去的时间短未来的时间⻓不相等，这显然应当了知由死⽽
⽣怖畏。可是，汝反⽽说不怖畏，这就像误⼊怖畏险道的⼈
⼀样，本被盗贼所恐怖，反⽽呼唤我不怖。还装着唱歌。⼜
如有⼀群⼉童，夜宿⼀村，到处⼤便，明旦早起诸童⼦⻬
去，有⼀些婆罗⻔未去。守村者便说：“汝愚痴当受责备，在
村⻓不罚你以前快将粪除去。”诸婆罗⻔只除去了⾃已的粪



便，不除旁⼈的粪便。世间共许粪同样是不净的，执⾃⼰的
粪便为净者，诸由我所执执死⽆定期的未来时间很⻓与彼相
同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不应以为死是⼈所共有⽽不⽣怖畏）

　　颂⽈：由死共他故，汝⽆死畏者，岂唯害⼀⼈，由嫉使
⽣苦。

　　问⽈：本来的时间虽然不决定⻓，但是，死是⼀切有情
共有，所以对于死⾃⼰不必要畏惧。答⽈：极不合理。由于
死是⼀切有情共有故，汝就不畏惧死，这岂不是只⻅害⼀个
补特伽罗的死，不⻅其他的死便⽣苦恼吗？假若⻅⼀切众⽣
死就不⽣苦恼的⼼者，⾸先汝就是由嫉妒彼⼀⼈⽽有的苦，
但是死由嫉妒⼼所使⽽⽣的苦恼吗？不是，因为由死的本身
就能⽣苦。共死并不是遮⽌苦的因，故于可畏处应当怖畏。
譬如有⼀国王最初征收⼀⼈的税，其⼈即⽣苦恼，后来普遍
征收其苦则消除，⾸先这是由嫉妒⽽⽣的苦，死苦就不是这
样了。⼜如有很多同伴共居⼀狱，毫不能减少每个⼈的痛
苦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不应恃有医疗⽼病的⽅法⽽不畏死）

　　颂⽈：⽼病可治故，汝⽆畏死者，后罚⽆可治，汝极应
畏死。

　　问⽈：由⽆⽼病则⽆有死，因为⽼病由医药⾦丹堪能治
疗故，所以不必畏死。答⽈：病⽼纵有少许医药治疗，但不
畏死是不应理，因为暂时以医药能治病，⾦丹能冶⽼，由此
汝虽暂时可以不畏惧⽼病，但是，到了最后死的怖畏以任何
⽅法也不能对治，所以很明显的汝须怖畏死故。譬如有⼀⼤
⾂性情强横，王派遣其他⼤⾂他都能抗拒，可是最后国王亲
领军来则⽆法对治。⼜如浣⾐者损害婆罗⻔⾐⽽有⽅法对
治，若损害王⾐则⽆法令王满意，⽉称释中引与颂⽂不同的
喻说：损害王⾐能以美善慈和悦⽿的歌赞请求，有对治的办



法，对于死主以请求是不能对治的。虽然难治能治，但死不
能以请求⽽对治，所以应怖畏死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由于死时不决定故不怖畏死极不合理）分
⼆：（⼀）现⻅死是⼀切共有故须畏死；（⼆）破未⻅决定
死故不须怖畏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现⻅死是⼀切共有故须畏死）

　　颂⽈：如所宰众畜，死是众所共，复现⻅死者，汝何不
畏死。

　　问⽈：⼀切异⽣虽有不可避免的死，但是。现在不能决
定了解当死，所以不应怖畏。答⽈：死并不是难得理解的，
例如所宰杀的众畜牲死是共有，由⻅⼀个死则能推知死是⼀
切异⽣共有。复⼜现⻅很多众⽣已死，现在亦⻅很多众⽣正
死和当死，汝以未⻅死作理由，究由何因⽽不畏惧死呢？应
当深思死的怖畏。犹如屠夫宰杀众畜，⻅杀⼀畜，余畜不应
安乐⽽住，所以应当精进安住善法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未⻅决定死故不须怖畏）

　　颂⽈：由时⽆定故，便思我常者，则终有⼀⽇，死来伤
害汝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现⻅有死，但死的时间不决定，何须励⼒遮
⽌死呢？答⽈：此不应理，因为由于死时不决定故汝便计我
是常，这是最愚痴的，正因为死⽆决定，现在更须要作死的
警惕，今天虽然还没有死，但是，明天后天等终有⼀⽇，死
来伤害汝，所以应当弃舍久存活的希望⽽思维死，勤修解脱
圣道。譬如有“巴格罗刹”，展转⻝⼈，彼境诸⼈依次为其所
⻝，所以⼀切众⽣终当有死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破勇敢者不畏死的因由）分⼆：（⼀）不应
认为只是怯弱者才起死的怖畏；（⼆）不应为爱护⾃⼰的命
故⽽造恶业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不应认为只是怯弱者才起死的怖畏）




　　颂⽈：只顾未来利，不顾⽣命尽，谁说⾃卖身，称汝为
智者。

　　问⽈：此中虽知决定死，但死的怖畏只是怯弱者才有，
⼀切勇⼠为了成就名利赞美故⽽勇敢陷⼊战场，虽由利刃伤
身，但是，由于没有怯弱故，所以就没有死的畏惧。答⽈：
极不合理，只顾现⽣将来的名利恭敬等⽽奋⽃，若不顾受⽤
的所依身⽣命将尽，则是以出卖⾃⼰的身命之事⽽求得将来
的名闻利养，像这样的⼈，谁也不肯称汝是智者，唯说愚
痴。是故应当观察身命当尽，不应贪著名利恭敬。譬如有⼀
商主的⼉⼦，为了名利，⼴结交情，顾此失彼，结果破裂交
情，其⼦断然穷困。⼜如有⼀婆罗⻔有三个⼉⼦，当遭遇荒
年时，他对妻⼦说，当卖掉⼀⼦以度灾荒。当时有⼀王⼦。
⻅欲购买，尔时婆罗⻔⽗携其⻓⼦，⺟抱⼩⼉。依依不舍，
第⼆⼦即对王说，只有我卖了，随请携我去吧！是故为⾃⼰
未来的名利追求，就等于出卖⾃⼰的身命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不应为爱护⾃⼰的身命故⽽造恶业）

　　颂⽈：何故⾃为质，造作诸恶业，汝定如智者，对我已
离染。

　　问⽈：为求财物⽽舍身命固然是错误的，但是，为了保
护⾃⼰的身命⽽作恶业这为何不可呢？答⽈：不应道理，何
以故？把⾃⼰当作今后受⼤苦恼的物质抵押。现在为了少许
的受⽤，为什么要造作诸恶业呢？假若汝定要这样作，那就
应当像智者阿罗汉⼀样，对“我”已经远离贪染了。譬如有⼀
闹妓⼥者，却被妓⼥所卖。⼜如有⼀好沽酒者，由于⽆钱⽽
抵押⾃身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修习细⽆常）分⼆：（⼀）由于存活就是在
刹那刹那的消亡故不应坚信不死；（⼆）欢喜久存活与不乐
衰⽼是相违故不应贪著相续不断。




　　（癸）⼀（由于存活就是在刹那刹那的消亡故不应坚信
不死）

　　颂⽈：任谁所谓活，唯⼼刹那顷，众⽣不了彼，故⾃知
极少。

　　由于希望⻓久存活，⽽于现⽣出卖⾃⼰，造作恶业，是
不合理的，何以故？刹那不住是有为法的法性（⾃然规
律），所以任何有情的所谓存活，除开唯是⼼的⼀⼀刹那
外，别⽆存活，执著恒常不变为因的众⽣，决定不合道理，
是故世间上了知⾃⼰的本性（⾃然规律）者极为稀少，所以
应努⼒修习细⽆常。譬如⾐堕河中，经久⽅捞，终不可得。
⼜如有⼀天⼦⾏⾛迅速，任何空⾏天等都不能及。所以除开
刹那坏灭的存活之外，再也没有最短的时间了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欢喜久存活与不乐衰⽼是相违故不应贪著相
续不断）

　　颂⽈：汝爱久存活，⽽不乐衰⽼，噫同类众⽣，⻅汝⾏
为善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存活只是刹那顷，但存活是相续不断，所以
为求⻓寿故，应当耽著存活。答⽈：这是邪⻅，因为汝欢喜
⻓久存活，⽽⼜不乐发⽩⾯皱等衰⽼形相，噫！真是可怜，
汝的这种邪⾏，只有像汝同类的不善众⽣，才同汝⾃⼰⼀样
认为是善，诸智者则⻅为恶，所以不乐衰⽼者则不应贪著相
续不断。譬如有⼀园中来⼀⽼⼈，有些童⼦对他说，汝颜⾊
憔悴，⽽作讥笑，但是，彼等童⼦⼜乐于⻓久存活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明⾃⼰未解脱死怖不思维死的过患则不应当
专忧虑他死）分⼆：（⼀）略示；（⼆）⼴说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略示）

　　颂⽈：汝应忧⾃死，何忧⼉孙等，⾃过⽽责他，岂⾮所
应呵。




　　问⽈：虽然不乐于⽼死，但是，⼉⼦有⽼死，这就成了
忧虑之因，对⾃⼰倒⽆忧虑，所以应当忧虑⼉⼥等死。答
⽈：不应道理，因为汝⾃⼰还是随顺死主⾃在的众⽣，造作
恶业，若要忧虑死，汝就应当念⾃死，何须忧虑⼉孙等死
呢？应当忧虑⾃⼰死，为什么？⾃⼰还在死主的恐怖下，反
⽽说忧虑他死，这岂不是被诸智者所应呵责吗？应当呵责，
所以应当努⼒念⾃⼰死。譬如有⼀带有标志为婆罗⻔的奴
婢，别的奴婢了知他是某⼈的奴婢，却忘记了⾃⼰也是奴
婢。忘记⾃⼰死⽽忧⼉孙死的⼈，与此相同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⼴说）分六：（⼀）破⼦⼥未请问便往后世
应当悲伤；（⼆）对于⼦⼥不应过分贪著；（三）不必向⼈
表示对⼦⼥死的哀痛；（四）不应为了联络亲友后辈对亲友
的死表示哀悼；（五）不应贪著亲友聚会；（六）不应贪著
良⾠美景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破⼦⼥未请问便往后世应当悲伤）分⼆：
（⼀）正说；（⼆）只是⾃⼰愚痴实则已请问过⽽去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说）

　　颂⽈：若时未请求，⾃来为⼦⼥，彼不问⾃去，⾮是不
应理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应当忧⾃死，但是，⼉孙是属于我所有，他
不请问我便往后世，故应忧虑。答⽈：这也不合理。假若在
何时汝未请求他来为我作⼦，是由他⾃已的业⼒使他来为汝
作⼦⼥，尔时他往后世，不请问⽗亲⾃⼰⽽去，⾮是不应道
理，因为来与去⼆者是⼀般⾃然的现象，这是法尔如是。譬
如有⼀⼥⼈忽然来⾄园中为⼈作妇，其⼈不知此⼥从何⽽
来，后来此⼥不请问彼⼈⽽去，尔时彼⼈⽣⼤苦恼。旁⼈问
⽈：汝如此⼥从何⽽来吗？答⽈：不知。既然是这样，彼不
请问⽽去与不请问⽽来⼀样，汝何必忧恼呢？所以既不知道
从何来，⼜不知道向何处去，那⼉⼥死汝就不应当忧恼了。




　　（⼦）⼆（只是⾃⼰愚痴实则已请问过⽽去）

　　颂⽈：唯由愚痴故，不知⼦⾏相，此欲他去相，已⽤⽼
衰表。

　　就另⼀⽅⾯来说，彼并不是没有请问⽽去，因为只是由
汝⾃⼰愚痴故，⼦⼥表现往后世的⾏相时，汝没有去观察
它。从此世往后世，其实已经⽤⾯皱发⽩衰⽼等⾏相所表
示。譬如有⼀⼈令⼦负担远去，⼦正去时，其⽗悲伤。于是
勤劳为⼦⽣⻓故⽽所得的果实，必然死亡，所以不应悲伤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对于⼦⼥不应过分贪著）分三：（⼀）不应
过分贪⼦⼥的理由；（⼆）随不随顺⽗⺟都不应⽣贪著；
（三）⼉⼦爱⽗⺟不待他缘是不坚固的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不应过分贪著⼦⼥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如⽗爱其⼦，彼则不如是，世间向下⾏，故难⽣
天趣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⼦⼥往后世，已⽤衰⽼等⾏相所表示，但
是，由于过分贪爱⼦⼥则成为忧苦之因。答⽈：不应过分贪
著，为什么？例如⽗⺟珍爱⼦⼥，⽽⼦⼥对⽗⺟则不是这
样，因为世间⼈对下辈⼦⼥极其爱惜，⽽下辈⼦⼥对上辈则
⾮如是爱重，⽗⺟百般艰苦为⼦⼥等⽣⻓，却有些⼦⼥在顷
刻间即抛弃⽗⺟等的恩德故。如是贪爱则成引业，故此世间
⼈⼤半趣向地狱下⾏，是故⽣⼈天趣者尚且难得，何况得解
脱，因此应当尊重⼀切⻓辈（越是下下辈⽽对上上辈的爱就
越疏远）。譬如⼀瓶阿魏丸，⽇⽇取之则少。⼜如铃声渐渐
由⼤⽽⼩乃⾄消失。不知报恩，则坏善法，是故难得⽣天
趣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随不随顺⽗⺟都不应⽣贪著）

　　颂⽈：若时不随顺，则都⽆所爱，尔时起贪爱，唯同于
贸易。




　　复次凡是随顺⾃意与不随顺的⼦⼥，都不应过分的贪
著，因为何时⼦⼥对⽗⺟不随顺，则完全⽆有爱故。问⽈：
如果有时随顺则应贪爱吗？答⽈：尔时若起贪爱，就唯与贸
易相同，⾮因他是⼦⼥⽽起贪爱了。譬如有⼀⼤王，最可爱
的太⼦死后，诸⼤⾂启奏说：⼤王，太⼦谋反。⼤王闻之，
特别恼怒，欲杀太⼦。后来诸⾂⼜奏⼤王⽇：⼤王，王⼦已
死。⼤王闻之，顿⽣欢喜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⼉⼦爱⽗⺟不待他缘是不坚固的）

　　颂⽈：由离所⽣苦，⼈⼼速消失，可观由离苦，表贪不
坚固。

　　问⽈：不观待随不随顺⽗⺟，⼦⼥爱⽗⺟都是很坚固
的。答⽈：⾮有坚固不变的爱，因为由于离开贪爱境等对⼉
⼦所⽣的苦恼，在⼈们⼼中即会迅速消失，所以贪爱不是永
恒。若贪爱系缚永久不能解松，则由贪爱所⽣的苦恼即不会
消失，由此即可观察也有远离彼贪爱的苦果，这就表示贪爱
不坚固。譬如有⼀⼤王航⾏，被⾮⼈索其船，有⼀⼤⾂请求
⼤王⽈：⼤王，请你爱护我的⼉⼦。⾔毕投⼊⽔中，向⾮⼈
说我替王死。由此⼤王即平安⽽归。⼤⾂⼦等闻⽗替王死，
深⽣痛苦，但是，由于⼤王的妥善爱戴，⼤⾂⼦等便思维：
我得受⽤悉由⽗死的功勋所感。从此以后则永⽆忧苦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不必向⼈表示对⼦⼥死的哀痛）

　　颂⽈：既知⾃损恼，都⽆少功德，汝⾃为诡诈，此亦不
应理。

　　问⽈：对于⼦⼥等死⼼中虽然不应忧恼，但顺世间习
惯，必须悲哭槌打身等以表示哀痛。答⽈：此不应理。既知
拔发等事对⾃身有损恼，完全没有⼀点好处，汝⾃⼰诡诈伪
装⽽受⽆义的痛苦，这是妓⼥等⼈所为，对于我等则不应
理。譬如有⼀⼥⼈模仿别的⼥⼈⾃刎。这是说与⽆故⾃杀反
⽽骄傲相同。




　　（癸）四（不应联络亲友后辈对亲友的死表示哀悼）

　　颂⽈：如为分布苦，世间遍流转，于已苦众⽣，布苦复
何为。

　　问⽈：⾃造痛苦虽然毫⽆益处，但是，为了联络亲友后
辈故，所受点苦也是难免的。答⽈：如世间众⼈随业⾃在，
成为⼦⼥，分布诸苦，在此世间，遍布流转。对于⾃⼰本来
就是受苦的众⽣，还要分布给他的新苦复有何为呢？如同疮
上放盐，因此联络亲友后辈等⽆有⼀点须要，⾃⼰应当勤修
解脱⽣死的⽅便。譬如有⼆堂兄弟，⼀⼈亡⽗，⼀⼈丧⺟，
⼆⼈相遇彼此互相增加痛苦，所以联系亲友后辈毫⽆必要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不应贪著亲友聚合）分⼆：（⼀）正说；
（⼆）不应贪著亲友⻓时会合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说）

　　颂⽈：若喜彼集聚，何不喜彼离，集聚与分离，岂⾮俱
时有。

　　问⽈：由于分离是苦的因，亲友聚会是快乐的因，所以
应当贪著亲友聚会。答⽈：此不合理。若亲友聚会是欢喜的
因，云何不应思维亲友的分离是欢喜的因呢？应当这样思
维。集聚与分离岂不是同时俱有吗？因为唯是同⼀因故。譬
如吉祥⼥的后⾯决定伴随逐⿊⽿⼥。当知如毒⻝，暂时虽⽣
少许快乐，但是，到了最后毕竟会发⽣痛苦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不应贪著亲友⻓时会合）

　　颂⽈：过去⽆有始，未来⽆有终，何故汝⻅合，不⻅⻓
时离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最后决定分离，但是，合会的时间很⻓，所
以不应计较分离的痛苦。答⽈：那么，分离与相遇的时间应
是短，合会的时间应是⻓，因为流转⽣死的诸众⽣，过去时
间⽆有始，未来的时间⽆有终，汝以何理由只⻅最短时的合
会，⽽不⻅⻓时的分离，对分离不⽣忧愁，反⽽对极短的合



会⽽⽣贪著呢？因此必须忧⻓时的分离，不应贪著短时的合
会。如有⼀些⼈离家很久，妻顺别⼈，此⼈后⽇回乡，即时
不停地寻⾄妇家⽽感受痛苦。所以世间有情不忧⻓时的分
离，只忧虑短时的分离，故不合理。

　　（癸）六（不应贪着良⾠美景）

　　颂⽈：刹那等诸时，定如诸怨害，故于彼怨害，汝都不
应贪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分离的时间⻓，但是，夏⽇花开、秋⽉圆明
等良⾠美景，吸引着⼼思，所以没有分离的苦恼。答⽈：刹
那、那缚和须臾等时间的渐渐增多，就是汝的存活在刹那减
少，如像怨仇决定夺汝的寿命。就由这个原因，故于彼刹那
等怨仇，汝都不应贪着。譬如有⼀⽼⼥仆，经常受⼥⽼主⼈
的打骂痛苦，她不⽣仇恨，反⽽贪爱主⼈。贪著良⾠美景的
世间⼈，则与此⼥仆⼈相同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教诲应当远离贪着尘事⽽勤修解脱圣道）分
⼆：（⼀）定须出离勿待死主治罚；（⼆）教诲早舍尘事依
寂静处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定须出离勿待死主治罚）

　　颂⽈：恶慧怖分离，不能出家者，智者定应作，谁待于
治罚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上⾯所说符合正理，但是，亲友分离实在很
难，故由怖畏分离，不往林间。答⽈：恶慧，汝为了怖畏分
离依寂静处，⽽不能出家者，那么，令亲友分离，死主决定
能作。所以智者抉择取舍，必须应作的事业，就决定去作，
谁肯等死主的治罚呢？是故在死主治罚未施⾏时，应往林
间，勤修解脱。譬如必定应缴纳的赋税，勿待受苦才去缴
纳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教诲早舍尘事依寂静处）




　　颂⽈：汝思作此已，后当往林间，若作已后弃，作彼有
何德。

　　问⽈：亲属虽然决定要舍离，但是，等待⼦⼥⻓⼤，能
负家务重担，才可能决定往林间。答⽈：汝若思维等待⼦⼥
⻓⼤，应作之事已作，然后当往林间，但是，如果作完事后
⽽⼜决定弃舍，那么，汝所求之果实就全⽆所有，这样对所
作的事⼜有何功德呢？⾸先是弃舍。譬如⽆义地琢磨⽯块；
芒果已染不净，纵然浣洗终不能吃，必然弃舍。

　　（庚）三（明修⽆常的利益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谁有此念，思我定当死，彼已舍贪故，于死更
何畏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往林间是主要的，但是，由于贪爱我及我
所，故起怖畏⽽不能往林间。答⽈：若精进修习死⽆常，则
对于贪爱我及我所，亦能远离。为什么？若谁这样思维：我
必定死，死⽆定期，并很快就会死。谁有迅速死决定⽆疑的
⼼，彼就能远离⼀切愦闹，对于我的贪爱尚能弃舍，对于死
主更有何怖畏呢？永断怖畏，为了当得解脱，于是往林间，
离⼦⼥当⽆怖畏了。譬如为了使饮⻝不成毒故，应当先⽤⾦
镯⼦试验，若⻝有毒，⽴刻弃舍。

　　如是如上所说，随死主⾃在，决定当死，死⽆定期，应
当数数思维，因为若能于此善修。则能于诸上上圣道，⽆须
劬劳亦能⽣起。否则，即如善知识博朵瓦说：“乃⾄未⽣起死
⽆常的⼼，则障碍⽣所证之道。”粗⽆常与细⽆常，⼆者都应
当恒常修习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能断财利贪爱缚，静处勤修胜策法，

　　诸经密语殊胜法，最初思维死⽆常。

　　第⼆品 明破乐执⽅便品




　　（戊）⼆（明于有漏身修苦⻔断除乐执颠倒的⽅便）分
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

　　（已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明破乐执⽅便品
第⼆。

　　（已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⼆：（⼀）别释⽂义；（⼆）
略示本品的旨趣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别释⽂义）分三：（⼀）于粗身修苦的轨
则；（⼆）由此佛说修习身苦的轨则；（三）修习⾏苦的轨
则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于粗身修苦的轨则）分三：（⼀）示身具苦
的理由；（⼆）⼴释修苦的轨则；（三）破乐有⾃性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示身具苦的理由）分⼆：（⼀）虽⻅身苦但
须保护勿令损伤；（⼆）断除过于贪著身体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虽⻅身苦但须保护勿令损伤）

　　颂⽈：虽⻅身如怨，然应保护身，具戒久存活，能作⼤
福德。

　　有漏身中内有四百零四病的损恼；外界有⼑杖⽯块等击
伤的损害，所以身是⽣苦的源泉。圣者虽然现⻅苦的⾃性，
⻅身犹如怨仇，然应对身加予保护勿令损伤，因为若具⾜律
仪⻓久存活，由此则能作圆满⼴⼤福德智慧资粮⼤福德故，
这是为断除既然身如怨仇是否应当保护的怀疑，故说应当保
护。总起来说，说⽆常的教授，是令⼼⽣起厌离；⼜为有执
身既能引⽣⽆义造作恶业，由此则⽣轻贱何⽤保护身的怀
疑，为断除此轻视，故颂云：“虽⻅身如怨，然应保护身。”
譬如商主的⼉⼦与贼同系⼀枷，所以商主对贼同样保护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断除过分贪著身体）

　　颂⽈：⼈苦从身⽣，安乐由他起，身是众苦器，汝何重
此身。




　　问⽈：若是应当保护身，那就必须从⾐⻝等⻔极⼒爱
护。答⽈：⽆过。⼈们稍有饥渴等苦，皆从身⽣，由于饮⻝
等满⾜，使身稍有安乐，这种安乐都是唯独依赖其他外缘⽽
⽣起的，因此身是众苦之器，那么，汝何以贪重此身呢？应
当努⼒精进修习善法；以及仅就⾐⻝不⽣过患⽽养活身体。
⽐如有⼀罗刹⼥化现为庄严的⼥⼦，有⼀男⼦与她共乘⼀
⻋，不久即在此⼈⾯前显现罗刹可憎形象，此⼈即⽤利剑砍
之，罗刹⼥即成为⼆，复破此⼆，即成为四，其后空中有天
⼈⽈：“若杀此罗刹⼥即能杀尽⼀切罗刹。”此⼈即遵令⾏
之，果然杀尽罗刹。我们修习苦、⽆常则能断除贪爱身体的
业惑，何以故？若⽆有身造业，即⽆⼀切痛苦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⼴释修苦的轨则）分七：（⼀）思维此身多
分是苦受；（⼆）思维勿须多加功⽤⽽苦易⽣；（三）思维
身不越苦的本性；（四）思维为苦所损恼的状况；（五）思
维苦有⼤⼒；（六）思维乐受如身中之旅客；（七）由此于
本性是苦的身应⽣厌患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思维此身多分是苦受）分⼆：（⼀）正说；
（⼆）思维虽然厌苦欣乐但苦随逐的理趣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说）

　　颂⽈：若⼈所⽣乐，不能⼤于苦，如是极⼤苦，宁犹思
维⼩。

　　问⽈：苦虽然唯独从身⽣起，但有医治苦的⽅法，故苦
的⼒量⼩，乐的⼒量⼤，所以不应畏惧苦。答⽈：若有某甲
天授坐柔软的垫褥时，⼼意舒畅⽽⽣乐受，但是，忽被毒蜂
所刺时，其乐顿然消失以后，由苦则⽣厌患，因为苦有⼤
⼒，所以乐受不能⼤于苦，如是极⼤苦⼒，宁犹思为⼩吗？
这样思维不合道理，应当思维苦，⼼⽣厌离。譬如有⼀“札左
罗刹”具⼤苦蕴，虽然劫夺“挣桑”之妻，但他仍然受苦，⽆有



少许快乐。所以陷⼊苦泥的⽣死中，⽽思维安乐即与彼喻相
同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思维虽然厌苦欣乐但苦随逐的理趣）

　　颂⽈：世⼈皆趋乐，乐者实难得，故于此众⽣，众苦如
随逐。

　　乐由苦⼒压伏，其乐即微⼩故，但世间诸⼈皆想成办现
前安乐，⽽思避免苦恼，但本性是苦的身体希求安乐也很难
得，为什么？由于希求安乐则积集成苦的因故。是故于此众
⽣刹那坏灭⽆常，虽欲避免苦恼。然诸众苦对于众⽣如影随
逐，此随⾏苦实在难断。譬如有⼈被狂象恐怖，潜⼊枯井，
⼼便思维我得解脱，但狂象随他并未远离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思维勿须多加功⽤⽽苦易⽣）分⼆：（⼀）
若求稀有之乐即应于⻓时之苦⽣畏；（⼆）过分爱惜身体等
同爱惜仇⼈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若求稀有之乐即应于⻓时之苦⽣畏）

　　颂⽈：如欲能得苦，乐岂能如欲，汝何重稀者，多者何
不畏。

　　众⽣于苦恒常相近，纵不相近，亦不须劬劳成办即能如
欲获得痛苦，乐岂能如欲获得吗？当然不能，因为具苦的身
体乐很稀少故。如夏⽈炎天求冷极少。世间有情，汝由何因
只爱重稀少的安乐，⽽对于多苦者何不畏惧呢？若欲爱重稀
少的安乐，则于不欲的众苦，那就应当⽣起厌离。譬如挖开
王的库藏，苦则随⾃所欲皆有，但不能得安乐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过分爱惜身体等同爱惜仇⼈）

　　颂⽈：已得安乐身，反成众苦器，重身与重怨，⼆者实
相同。

　　犹如娇嫩肌肤的身体，偶被荆棘刺之即⽣⼤苦，所以已
得少许安乐的身，反⽽成为受⼤苦器，因为由彼补特伽罗爱
重身与爱重怨，⼆者实属相同，为什么？⼆者都是同⼀苦因



所摄故。譬如⼀⼈睡卧⻋上，有⼀⼤王⻅已⼼⽣愍念，即携
彼⼊宫，以好饮⻝资具抚养，其⼈身体即变成娇嫩，其后乍
⼀遇芥⼦许的硬物所触，即⽣苦痛不能⼊睡，所以依靠如是
安乐的资具，即有如是痛苦的⽣起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思维不越身苦的本性）

　　颂⽈：身虽久享乐，不能成乐体，谓他胜本性，此定不
应理。

　　复次身虽以恒常受⽤安乐为因，加重爱护，企图久享快
乐，但不能成为乐体，为什么？是具⾜苦的本性故；谓由其
他外缘的压伏⽽战胜苦的本性，此种说法决定不应道理，譬
如乌鸦抚养杜鹃的⼩雏，必定是杜鹃，决不能变成乌鸦，所
以希望身体变成乐体即与⽐喻相同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思维为苦所损恼的状况）

　　颂⽈：胜者为意苦，劣者从身⽣，即由此⼆苦，⽇⽇坏
世间。

　　问⽈：现⻅有些⽣⻓在刹帝利等种族，终身唯独享受快
乐，则不应是苦的本性。答⽈：具⾜眷属及丰富受⽤的国王
等胜者，为疑恐⾃⼰的富贵消失和不忍别⼈富裕的意苦，恒
常皆有；缺乏资具受⽤的诸劣者，苦受皆从身⽣。即由如此
身⼼⼆苦，⽇⽇损坏世间有情。譬如有⼀象师善会调御⼤
象，国王⻅已⼼⽣喜爱，另⼀管理象的⼈，由⻅此事⼼⽣忧
苦；另有不善调御象的⼈，即被国王鞭打，身受痛苦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思维苦有⼤⼒）

　　颂⽈：乐由分别⽣，分别随苦转，是故除苦外，更⽆⼤
⼒者。

　　问⽈：虽有身⼼⼆苦，但由⼤乐则能胜过痛苦，所以不
知苦恼。答⽈：能胜过苦的⼤乐决定⽆有，为什么？乐是由
苦⾃在的分别⽽⽣，例如有⼈为施者时⼼⽣快乐，但⼜⽣起
我皆不致贫困的怀疑分别，布施的意乐即顿时消失，所以乐



由⽣灭分别⽽⽣。由乐所⽣的分别，即由苦所摧毁，随苦转
变，是故⼀切世间除苦以外，全⽆所有⼤⼒的乐受者。譬如
⼀⼈有⼀妻⼀妾，其妻之⼦死亡，但她⻅妾的⼉⼦孝顺时，
如是即更⽣⼤苦。

　　（癸）六（思维乐受如身中之旅客）

　　颂⽈：如如时渐进，如是苦渐增，故乐于此身，现⻅属
客性。

　　问⽈；乐虽然难得，但不作损恼故，它是身的本性；苦
虽然多，但它能为损恼，所以苦如身中的旅客。答⽈：乐受
应⾮身的本性，因为⼉童、⻘年、壮年、⽼年等，皆是如是
如是地渐渐增进，⼜如是如是的衰⽼等，苦即渐渐增⻓，其
乐则渐次地远离，是故现⻅安乐于此身中，就像暂住⼀宿的
旅客⼀样故。譬如远⾏的⼠夫，由于⽇渐疲劳，路粮渐尽，
所以其苦恼就渐渐地增⻓。

　　（癸）七（由此于本体是苦的身应⽣厌患）

　　颂⽈：苦因缘众多，众病及外事，不⻅于⼈类，有尔许
乐因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身是苦的本体，但有乐因对治，所以不应忧
患。答⽈：此不应理。为什么？此身中苦的因众多，现⻅内
缘诸病和外缘众多事，却不⻅于诸⼈类，有尔许安乐的因
故。是故于苦相续⼤种，定应厌离。譬如有些⼈希望国王的
⼥⼉能为⾃⼰的妻⼦，⽽受到许多痛苦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破乐有⾃性）分五：（⼀）明苦虽有⾃相但
乐⽆⾃相；（⼆）明执苦为乐是颠倒；（三）乘骑等本⽆真
实乐；（四）世⼈对暂息旧苦的乐受执为真实乐；（五）明
⽆有真实乐的其他理由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明苦虽有⾃相但乐⽆⾃相）分⼆：（⼀）⻅
乐稍有增⻓但不能成⽴乐有⾃相的理由；（⼆）虽有⽣起真
实苦的因但⽆真实乐的因。




　　（⼦）⼀（⻅乐稍有增⻓但不能成⽴乐有⾃相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如乐正增⻓，现⻅即回转，不⻅苦增⻓，有如是
回转。

　　问⽈：若⽆有乐，就不应增⻓，但是现⻅乐增⻓故，所
以有⾃相的乐是有的。答⽈：此执⾮埋。为什么？如乐正在
向上增⻓时，现⻅即回转为苦；⾮有如是苦正增⻓，回转到
最后唯独由乐所摄。苦若增⻓身⼼当成极⼤痛苦，乐增⻓的
最后际，必定由苦所慑。譬如阿那鲁王（即顶⽣王）欲坐百
施（天帝释）的半座，坐已复想满座，即顿时堕落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虽有⽣起真实苦的因但⽆有真实乐的因）

　　颂⽈：安乐俱因缘，现⻅可回转，众苦俱因缘，终⽆回
转者。

　　乐的因是依饮⻝等，假若过多饮⽤，则安乐⾃⼰的俱有
因缘，现⻅即可回转为苦；若依苦的因，则众苦的俱有因
缘，始终⽆有回转为乐者。譬如⽆忧王的监狱名为“欢喜
园”，捕来罪⼈最初让他欢喜选择何种威仪（住、⾏、坐、
卧），若选择“⾏”，即终⽇⾏⾛。次后再不许作其他（住、
坐、卧）威仪，所以其后使罪⼈⽣⼤痛苦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明执苦为乐是颠倒）分六：（⼀）正死时不
应执为乐；（⼆）正受损恼时不应执为乐；（三）与众仇敌
会遇时不应执为乐；（四）正受伤害时不应执为乐；（五）
正作业疲劳时不应执为乐；（六）为求少许利益⽽种苦因不
应执为乐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死时不应执为乐）

　　颂⽈：汝正死时去，现去及当去，正死说为乐，毕竟不
应理。

　　问⽈：如说：“某甲天授有乐”，所以乐是实有的。答
⽈：刹那刹那地坏灭是诸⾏的本性（⾃然规律），然彼刹那
三时不乱，汝前刹那坏灭即正死时，是时已去，现在正去，



及未来当去，对正死说为是乐，毕竟不应道理。譬如有⼀恶
⾏奴仆，数次损坏主⼈的物品。主⼈⽈：汝不知报恩。仆
⽈：（我不好）你相信我，即汝⾃⼰损坏恩德。所以诸⼈于
正死妄执为乐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正受损恼时不应执为乐）

　　颂⽈：诸有情常有，饥渴等逼迫，逼迫说为乐，毕竟不
应理。

　　复次不应执苦为乐，因为诸有情恒常有饥渴等逼迫，由
苦因逼迫说为是乐，毕竟不应道理故。譬如有些媳妇希求当
家，由作彼家务事，虽然苦恼⽽执为快乐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与众仇敌会遇时不应执为乐）

　　颂⽈：⽆能诸⼤种，和合说名⽣，相违说为乐，毕竟不
应理。

　　四⼤种随⼀⼤种皆⽆能⼒成为⾃⼰的身，要诸⼤种和合
乃可说名为身的⽣起，为什么？由⻛⼤种即吹散其他⼤种，
由⽕⼤种烧坏地⼤，令⽔⼤⼲枯等。四⼤种彼此互相损恼，
互不相顺，⽽⼜能相违地和合在⼀起，对这和合身聚说名为
乐，毕竟不应道理。譬如⻢同豺狼、蛇与⻦、⿅和鳄⻥，六
种同时会合，决定⽆有安乐。

　　（⼦）四（受伤害时不应执为乐）

　　颂⽈：寒冷等对治，⾮能常时有，正坏说为乐，毕竟不
应理。

　　诸有情于寒热等苦，对治的⽅法，⾮能常时皆有，所以
由诸苦逼恼正损恼时说为是快乐，毕竟不应道理，譬如被持
钩索⼑杖者追赶的盗贼，毕定⽆有快乐。

　　（⼦）五（正作业疲劳时不应执为乐）

　　颂⽈：⽆劳⽽享受，地上都⾮有，说作业为乐，毕竟不
应理。




　　问⽈：由于世间上有⼈说“某甲天授安乐坐卧”的名⾔，
所以说乐有⾃相。答⽈：若身⼼⽆有劳作⽽享受卧、坐、
⾏、住等安乐，这样的⼈，在⼤地上皆⾮有的，但是，正在
⾟勤疲劳作业的时候说它为乐。毕竟不应道理。譬如有五个
教⽂学的⽼师，教管王⼦，常有痛苦。

　　（⼦）六（为求少许利益⽽种苦因不应执为乐）

　　颂⽈：⾃于此后世，常应防罪恶，有恶趣云乐，毕竟不
应理。

　　问⽈：若⽆有乐，那么，就不应当为求安乐的事⽽受劳
苦，但是，现⻅为了成办乐⽽受痛苦，所以乐是真实有的。
答⽈：愚者为求少许安乐的事⽽造罪恶，在现⽣中就有死等
痛苦，及后世当受恶趣苦恼；诸智者欲求安乐，⾃于现⽣和
后世，必须常应防护具有罪恶的苦因。若有愚者为求安乐之
事，⽽作恶业，感受恶趣苦果，于彼恶因说云快乐，毕竟不
应道理。譬如对于未发觉的仇敌，常应⽣起慎畏，所以⾃⼰
应当防⽌恶业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乘骑等本⽆真实乐）

　　颂⽈：诸⼈于乘等，安乐⾮恒常，若初⽆发起，彼后何
增⻓。

　　问⽈：⼈们为希求安乐，跋涉⾏⾛即感觉痛苦，现⻅有
乘骑象⻢等，所以有快乐。答⽈：观察彼等乘骑象⻢时，许
为乐因，这本来就是少分苦的开始，为什么？诸⼈于乘骑和
饮⻝受⽤等的安乐，本来不是恒常有的，因为若过分受⽤，
则变痛苦。若最初⽆有苦的发起，后来云何有⼤苦的增⻓
呢？本来是少分苦因的开始，执为是乐，极不合理。譬如愚
夫想饮菸叶⽔执为这是除饥的良因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世⼈对暂息旧苦的乐受执为真实乐）

　　颂⽈：如有于⾦器，呕吐⽣欢喜，如是于治苦，有妄思
为乐。




　　问⽈：对治苦的乐是有的。答⽈：如有钱⼈于⾦器呕
吐，⻅奴婢在⼟器呕吐，对呕吐虽然不是安乐、⽆有差别，
但富⼈⼼中思维我是家⻓，拥有财富权势，由此富⼈即⽣⼤
欢喜。如是于对治苦时，在暂时减轻苦的分位上稍微⼀点乐
受，便执为是真实的快乐，这只是妄思为乐，并⾮是真实的
乐。譬如被⽕热的太阳所晒，往荫处坐时，对于少许减轻酷
热苦时所⽣的乐受，名为对治苦的乐；由于酷热逼恼的苦⼒
减轻时，则冷苦⼜开始建⽴，所以不可能有完全没有苦的乐
受，因此世间⼈的受，是苦的所依，也⽆须要从乐受⽣起。
是故世间诸⼈只有真实苦，⽆有真实乐。不应许可名⾔中没
有乐受，若名⾔中不许有乐受，当成损减执故。譬如⻘⾊物
与⻩⾊物会合，⻅⻘⾊的⼼⽣起时，即不⽣⻅⻩⾊的⼼；⻓
物与⽐它更⻓的物会合时，只⻅其短，则不⻅其⻓；当知苦
乐是有差别，但不应了知乐有⾃相。譬如被⻢粪所打⽽妄思
为乐相同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示⽆真实乐的其他理由）分⼆：（⼀）现⻅
由⼩苦的开始除其余⼤苦但不能成⽴有真实的乐；（⼆）异
⽣没有究竟压伏苦的乐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现⻅由⼩苦的开始除其余⼤苦不能成⽴有真
实的乐）

　　颂⽈：初起灭已⽣，苦起亦何乐，故思能仁说，⽣灭皆
是苦。

　　问⽈：乐是有的，如挑重担从⼀肩换⾄另⼀肩。此⼈即
有乐⼼⽣起，若没有乐，他就不换肩。答⽈：由右肩担久
时，苦就增⼤，即换于左肩，仅仅是由左肩初发起的⼩苦，
灭除了先已经在右肩⽣起的⼤苦⽽已。但彼中也并⾮没有痛
苦，⽽是由旁的新苦⽣起代替了旧苦，由⼩苦灭⼤苦，这有
何乐？若是⼩苦⽣⽽灭除⼤苦即妄执为乐，极不合理。是故
应当思维能仁在《迦多衍那教授经》说：“佛⾔，迦多衍那



⼦，⽣亦唯是苦⽣，灭亦唯是苦灭。”作者（提婆）亦如是思
维。当知如《难陀⼊胎经》⼴说。应知如挑重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异⽣没有究竟压伏苦的乐）

　　颂⽈：异⽣不⻅苦，云被乐所覆，然能障蔽苦，其乐都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苦是真实有，但是，由被乐的⼒量所覆，所
以苦不现⾏。答⽈：虽然有真实苦，但是，异⽣被乐受所遮
覆⽽不⻅苦，那就须要有⼤⼒量的乐来胜过苦，然由何因乐
能障蔽苦呢？其能障蔽苦的乐都⾮有的，所以在异⽣位中没
有真实的乐故。譬如有⼈被狂象追击，坠于枯井抓住了正由
⽼⿏所⻝的⼀⽀草根，悬挂中间，下⾯有⼤蛇阻击，地上有
⼤蟒追赶，⽽空中有蜂蜜滴滴流下，其⼈饮⽤⼼⽣快乐。诸
异⽣⽣死系缚如⼤象追击，衰⽼如坠枯井，过去的善业如握
草根，下⾯有三恶趣如毒蛇阻击，蟒蛇追赶如烦恼，⿏⻝草
根如异熟寿命，饮⻝蜂蜜如对可悦意境⽣贪爱相同，所以异
⽣没有少许离开苦的真实乐。另有譬喻当知如⼤疏（⽉称
疏）所说，兹不繁述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因此佛说修习身苦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当告异⽣说，汝苦不离染，如来决定说，痴中最
下者。

　　问⽈：设若身是苦的体性，那佛就不须说身是苦，什么
原因呢？⽐如太阳本来是热，不须说它热，⼈皆共知。答
⽈：⽆有过失。因为身虽然是苦的体性，然由痴暗⼒为缘，
不知它是苦，反⽽执为乐，由此即流转⽣死，所以⼤师当告
诸异⽣说：“汝执苦为乐始终不能离染。”是故如来决定说：
有说乐是障蔽苦的最特殊的⼤⼒量，这种说法是由⽆明所
覆，执真实苦为乐，是⼀切愚痴中最下的愚痴者。譬如有⼀
奴婢挣得⼯资，刚⼯作时即遗失，他⺟亲说，任得何物都应
好好地握住别放，有时他紧紧地拉着驴⼦的尾巴不放，驴⼦



乱踢，旁⼈连喊：“勿执，勿执！”但他仍然坚持⺟亲说过的
“任得何物都应好好地握住别放”的话。坚持不舍是异⽣愚痴
颠倒实执，所以佛说“苦应厌离”的教授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修习⾏苦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⽆常定有损，有损则⾮乐，故说凡⽆常，⼀切皆
是苦。

　　问⽈：身虽然是⽆常，但是乐是实有的。答⽈：此执⾮
理。因为凡是异熟身等皆是⽆常，必为坏灭所损恼，应⽣厌
离，有能令⽣厌离相的损恼法，则⾮是乐，故说凡是有漏的
⽆常法，⼀切皆是苦。譬如堕在咸海，⾃⼰也变成咸味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略示本品旨趣）分三：（⼀）正示；（⼆）
明没有真实的乐；（三）断诤论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正示）

　　造论的宗旨是为令所化有情对⽣死⽣起厌离之后安住⽆
上菩提，故经说“⽣是苦”；⼤师在《阿毗达磨论》中亦说“五
取蕴是苦”，如《俱舍论》云：“及苦集世间，⻅处三有等。”
⼜云：“苦由三苦合，如所应⼀切，可意⾮可意，馀有漏⾏
法。”抉择此等密意之后，⼴说⽣死之过患令⽣怖畏。并且是
令诸欲求解脱者，安住⼤乘法中，佛说：“诸⽐丘，汝等⻓久
流转⽣死，⽆⼀众⽣不是⽗⺟。”若已⻅众⽣犹如⽗⺟，诸菩
萨即能忍受痛苦，安置⼀切有情于⼤乘法船⽽越渡⽣死海
故。按造论者（圣天）说，初四品是说缘⽣死之过患后，⼴
说⽣起殊胜愿菩提⼼的轨则。这⾥所引的颂⽂是世亲阿阇黎
著的《俱舍论》原⽂，显然亦是《对法经》的⽂句，因此，
例如有些智者认为，世亲阿阇黎说七部对法⾮是经，⽽⻰树
师徒说彼等随其所应皆是经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明没有真实的乐）




　　许诸法没有微尘许⾃性的怙主⻰树的说法，虽然有真实
的苦，但是，有漏的乐没有少许真实，乐假若有真实的话，
则如前⾯所说有很多过失。对治苦的乐，是苦稍微减轻的分
位时⽽⽣的乐受，因此建⽴为乐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断诤论）

　　世亲阿阇黎在《俱舍论释》中云：“且应反证拨⽆乐者”
（《俱舍论释》卷22,5⻚后）等等，是难问圣天阿阇黎。这
⾥说⽆有真实乐和有真实苦，是有不同的区别，并不是许诸
法实有，所以⽉称造疏于彼作了种种破除。因为乐受若有⾃
性，再⽣乐受应⽆义利；⼜彼果等有体法若是实有，果应⽆
须从因⽣；⽆体法若是实有，应不能⽣；过去和未来法若有
⾃性，过去和未来应成现在，说此等等许多过失，⽽对圣天
阿阇黎毫⽆责难之处。是故如《三昧王经》（即《⽉灯三昧
经》）云：“譬如春⽇中，晖光所焚炙，阳焰状如⽔，诸法亦
如是。”⼜云：“⻅野⻢如⽔，愚者欲趣饮，⽆实可救渴，诸
法亦如是。”虽然许缘起性空，但是，就观待名⾔对执净乐颠
倒⼼，应当努⼒断除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安住⽆边⽣死海，烦恼鳄⻥常损害，

　　智者谁不⽣厌离，努⼒勤修菩提道。

　　第三品 明破净执⽅便品

　　（戊）三（明由思维⽣死本性不净⻔断除净执颠倒之⽅
便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明破净执⽅便品
第三。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五：（⼀）破味著可意境⽽⽣
乐受；（⼆）⼴说不应执身为净的理由；（三）破由⾹等庄



饰后执为净；（四）破对应⽣离贪爱的境⽽执为净；（五）
示观待名⾔于⼀事上容有四种不颠倒境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破味著可意境⽽⽣乐受）分⼆：（⼀）破对
所爱的境丰富受⽤⽣满⾜想；（⼆）对贪爱境愈受⽤愈贪即
终不能离贪的喻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破对所爱的境丰富受⽤⽣满⾜想）

　　颂⽈：虽经久受⽤，境⽆穷尽际，如恶医治病，汝身劳
⽆果。

　　问⽈：身虽然是苦的本性，但是，受⽤可意境若得满⾜
即有快乐⽣起，所以应当依可意境享受安乐。答⽈：认为最
初在⻘年时代对可意境尽情享受，中年时代多积财宝，对可
意境远离贪爱，晚年就依法修⾏的说法，极不合理。因为，
虽然经久远离受⽤，但是对于可爱的境则是⽆有穷尽际的，
例如像恶医不能治病⼀样，虽经施药⼿术，但是唐劳⽆果，
所以汝为身的安乐⽽⽣满⾜，即唐劳⽆果。譬如猴⼦身披豹
⽪当成恒⽣厌离的因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对贪爱境愈受⽤愈贪即终不能离贪的喻）

　　颂⽈：如有依⼟⾍，爱⼟终不息，如是爱欲⼈，欲望增
亦尔。

　　问⽈：假若满⾜欲望就对境没有贪爱。答⽈：例如有些
依⼟⽣活的⾍，对⼟的爱始终不能⽌息。如是依贪爱境受欲
乐的⼈，对境不但不能满⾜，反⽽欲望还会不断地增⻓。譬
如由渴恼所逼迫的⿅⼦，追求阳焰，终不能⽌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⼴说不应执身为净的理由）分⼆：（⼀）破
贪爱⼥⼈身；（⼆）破现⻅身不净⽽⽣贪爱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破贪爱⼥⼈身）分六：（⼀）不应贪爱⼥⼈
的美⾊；（⼆）不应以美⾊难得⽽⽣贪；（三）破贪爱有德
⼥；（四）不应对深受⾃⼰的⼥⼈⽣贪；（五）世俗典章中
须依⼥⼈之说是颠倒；（六）明不应贪爱⼥⼈的其他理由。




　　（壬）⼀（不应贪爱⼥⼈的美⾊）分⼆：（⼀）不应贪
爱⼥⼈美⾊的理由；（⼆）美⾊不⼀定是⽣贪爱的因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不应贪爱⼥⼈美⾊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⼀切诸妇⼥，稠密⽆差异，⾊亦为他⽤，美⼥汝
何为。

　　问⽈：若缘上述过患，则对⼀般⼥⼈可能遮⽌贪爱，但
是，对于颜⾊和相貌特别端正的⼥⼈，是不能不起贪爱的。
答⽈：酷爱⼥⼈的身内、颜⾊和相貌端严的美⼥，对汝⼜有
何益？对彼不应过分贪爱。因为，⼀切诸妇⼥的不净身躯，
⾃然常流臭秽。不净身城的深堑犹如厕舍，容汇许多异⽣不
净之物，似若粪池，于彼阴暗不净之处，除⾮⾃⼼颠倒的有
情，⽅能于彼稠密交会所触，⼀点也不能分好坏的差别；⽽
⼥⼈的颜⾊亦为其他⼠夫，乃⾄死后弃⼫于林被⽝与乌鸦等
共所受⽤，所以对于美⾊不应过分贪著故。譬如有⼀丑妇，
她丈夫说：汝的相貌丑恶。妇说：相貌好或丑，若依交会爱
情则⽆差异。另有譬喻当知如⼤疏所说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美⾊不⼀定是⽣贪爱的因）

　　颂⽈：谁于谁悦意，彼由彼⽣喜，⽝等亦所共，恶慧汝
何贪。

　　恶慧颠倒者，汝以何因唯独对美⾊⽣贪爱呢？不应贪
著。为什么？⿐梁低的男⼦就喜欢⿐梁低的⼥⼦，⼥⼦于何
男⼦悦意，彼男即为彼⼥所欢喜，⽽⽝和乌鸦等亦是对⾃⼰
的妇贪爱，这是共同的。譬如药叉爱重⾃妻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不应以美⾊难得故⽽⽣贪）

　　颂⽈：汝得端正⼥，原为众⼈共，获彼汝觉奇，此奇实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难得悦意的⼥⼈，假若获得的话，真觉得希奇，
所以于她应当贪爱。答⽈：凡是汝获得的端正⼥⼈，在她与
汝没有相会之前原为众⼈所共，获彼众⼈所共的⼥⼈，对汝



何觉为奇？此奇实⾮有。譬如邬陀夷王获得众所共⼥，便觉
为奇⽽⽣贪恋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破贪爱有德⼥）分⼆：（⼀）不应贪爱有德
⼥；（⼆）⽣贪与否不⼀定在于有德，

　　（癸）⼀（不应贪爱有德⼥）

　　颂⽈：具德则觉爱，相违则⽣嗔，不决定住故，前后何
者实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不应贪爱⼀切⼥⼈，但是，对于本性正直纯
朴等有德的⼥⼈是应当贪著。答⽈：若⻅具⾜有德⼥⼈则觉
得可爱，认为是贪的因，那么，与德相违具有过失者，相
反，则应⻅为⽣嗔的因，所以唯独有德⽽⽣贪爱是不合道
理，因为在⼀事上渐次能产⽣功德和过失⼆种作⽤，故在⼀
事物上不决定有功德和过失故。前者具德，后者亦具过，此
⼆何者是实，何者⾮实呢？因此于⼀事上贪与嗔则不⼀定。
譬如受⽤美好饮⻝时则⽣欢喜，上厕所时则觉不乐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⽣贪与否不⼀定在于有德）

　　颂⽈：愚夫起贪欲，⾮唯具德者，⽆因⽽转趣，其灭岂
从因。

　　唯以具⾜有德⼥为贪的因，应不合理，因为现⻅愚夫所
起的贪欲，并⾮唯独是对有德者⽽⽣的，对于有过患者也有
⽣起贪欲故。⽆有具德的因⽽转趣贪爱也是有的，其灭除贪
爱岂从不具德的因吗？⽆羞惭者则不决定故。譬如有⼀婆罗
⻔⻩⻔⼥从来没有享受过其他⼥⼈⼀样的乐受⽽⽣悲哭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不应对深爱⾃⼰的⼥⼈⽣贪）

　　颂⽈：若时未知他，尔时爱其夫，妇⼥如恶症，常应防
外缘。

　　问⽈：有些⼥⼈对⾃⼰的丈夫死后，寻死⾃杀，但是，
男⼈则不如是，所以应当依靠⾃⼰的⼥⼈。答⽈：⽆有唯对
⾃⼰贪爱的⼥⼈，因为所有⼥⼈若时未知其他男⼦的乐受，



尔时则爱其⾃⼰的丈夫，近⼼⽽住，若爱上其他男⼦，对汝
则抛弃。所以妇⼥如像恶症⼀样，恒常防⽌真他男⼦的外
缘，因此对⼥⼈是不应坚信的。譬如有⼀婆罗⻔妇，对所希
求的男⼦，她善于安置。

　　（壬）五（明世俗典章中须依⼥⼈之说是颠倒的）

　　颂⽈：壮年⾃所作，⽼时不乐彼，如何解脱者，于彼不
忧恼。

　　问⽈：有些典章说：最初在⻘年时代必须依赖贪欲，若
如是作极为合理。答⽈：⾃他都不应当作的规则，即不应
作，因为诸有情在壮年时⾃⼰所作的恶事，⽼年时虽然未得
远离贪爱，但是，⼼意则不乐彼恶事，如何因由已得解脱的
诸阿罗汉者，对于彼贪欲⾏⽽不起忧恼呵毁呢？观察起来极
应呵毁。唯是厌离之处，所以⾃⼰欲得善处则应断除贪欲。
譬如有⼀妇⼈为了急于赶会将⼩⽜犊系在公公的腰上，公公
问⽈：此是何物？妇⼈知已极其羞愧⽽去。

　　（壬）六（明不应对⼥⼈⽣贪爱的其他理由）分五：
（⼀）与⼥⼈相会的欲乐并⾮胜乐；（⼆）贪爱⼥⼈不能随
⾃主宰；（三）若贪即是乐就⽆需要⼥⼈⽽为摧毁贪爱的⽅
便；（四）与⼥⼈相会的乐因不应唯属⼥⼈；（五）有情数
数追求⼥⼈彼乐并⾮可贪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与⼥⼈相会的欲乐并⾮胜乐）

　　颂⽈：不贪者⽆乐，⾮愚亦⽆贪，若意常外驰，彼乐为
何等。

　　问⽈：依靠⼥⼈所⽣的乐是欲界最殊胜的快乐，为了求
彼欲乐所以应当贪著⼥⼈。答⽈：不合道理。谁若贪爱⼥
⼈，意常往外驰，永远不能悟⼊真实义，云何说彼是殊胜
乐？这应⾮殊胜乐，因为，对于不贪⼥⾊者来说，缘⼥⼈则
⽆有乐，不愚者亦⽆有贪爱故。譬如有⼀⻘年男⼦为贪爱王
妃，虽然经过⻓时的苦痛，但始终不能成就爱欲。




　　（癸）⼆（贪爱⼥⾊不能随⾃主宰）

　　颂⽈：如汝常爱重，不能常与合，属我⾮他有，此摄持
何为。

　　假若有说，⼥⼈属我所有，此也是我所有的，⾮他⼈所
有，这就是由嫉妒其他男⼦，此种摄持有何所为？应不合
理。如汝有贪欲，为了受⽤经常不断地爱重⼥⾊，但是，不
能恒常与⼥⼈同时会⽽亲近故。譬如有⼀婆罗⻔得了胃病⽽
消化不良，可是他囤积许多美好饮⻝，⼜不肯惠施他⼈，⾃
⼰⼜不能⻝，但他仍然坚持不舍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若贪即是乐就⽆需要⼥⼈⽽为摧毁贪爱的⽅
便）

　　颂⽈：若贪即是乐，妇⼥应⽆⽤，未曾⻅有说，乐是所
弃舍。

　　问⽈：世间上说，贪欲为乐，⽆有⼥⼈乐则不⽣，所以
应当贪爱⼥⾊。答⽈：设若贪欲即是乐，那摧毁乐的⽅便
——妇⼥应成⽆⽤，因为未曾⻅有⼈说，乐是所应弃舍的
故。譬如有⼈极其饥饿；回⾄家中⻅⼀缸灰和另⼀缸⽔，其
⼈想此粉末定能充饥，由此则⽤⽔搅拌⽽⻝，果然离饥，后
知是灰，深⽣厌悔，即将已⻝之物全部吐尽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与⼥⼈相合的乐因不应唯属⼥⼈）

　　颂⽈：虽与妇相合，乐从馀缘⽣，⾮愚孰妄执，唯妇为
乐因。

　　问⽈：与⼥相合即有乐⽣。答⽈：与⼥⼈同时相合的乐
说成是唯独属于妇⼥为乐因，⾮是愚痴者孰肯妄执唯妇为乐
因？应不是唯彼为乐因，因为虽然与妇⼈同时会合，然彼所
⽣的乐是从⾮理作意其馀因缘⽽⽣故。譬如有⼀⻘年随由⾃
⼰的妇⼈所使，于⼀切劳作极其爱乐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有情数数追求⼥⼈彼乐并⾮可贪）




　　颂⽈：贪蔽如搔癞，不⻅欲过失，离欲者则⻅，贪苦如
癞者。

　　问⽈：没有贪欲⽽⽣的真实乐也是有的，因为有情数数
追求贪欲故。答⽈：若贪欲就是乐体则不应追求，因为由贪
爱所蔽，则看不⻅脓⾎等流滴的过患。⽽得少许安乐犹如搔
癞，这是由贪欲遮蔽慧眼，所以不⻅欲贪的过失故。远离贪
欲的诸圣者，则⻅有贪爱的补特伽罗所爱的痛苦如同癞者，
因此不应追求贪欲。譬如好赌博者和耽酒者等则造成浪费财
物的因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破现⻅身不净⽽⽣贪爱）分六：（丁）破与
⼥⼈相会时忍受轻贱执彼身语动态为乐；（⼆）破为⼥⼈故
嫉妒其他男⼦执有⼥⼈的乐；（三）不应明知⼥⼈身不净⽽
极其贪著；（四）破⾮有过失则不应指责；（五）破耽著⼥
身为净；（六）破执身为净的其他相似理由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与⼥⼈相会时忍受轻贱执彼身语动态为
乐）

　　颂⽈：⽆怙饥所迫，饥时所动作，贪者遇⼥时，动作亦
如是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有贪欲等不净之事，但是，由于能忍受⼥⼈
喷吐唾涎等轻贱并且对他赞美⽽身语表示娇媚的态度，认为
是乐。答⽈：不合道理，因为有些⽆有依怙的⼈，被讥饿所
逼迫，在饥馑时虽然被残忍富⼈百次毁骂，但是，为了希求
今后给予少许饮⻝，不能不忍他⼈种种毁骂动作，所以贪欲
者遇⼥⼈时忍受⼥⼈唾骂⽽爱其娇媚等动作则与此喻相同，
因此对⼥⾊不应执为是真乐。譬如有⼈被系牢狱，由渴所逼
⽽饮尿⽔便觉为乐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为⼥⼈故嫉妒其他男⼦执有⼥⼈的乐）

　　颂⽈：有由骄傲故，于厕亦⽣著，有者贪其妇，于他起
嫉⼼。




　　问⽈：现⻅有⼈由贪爱⼥⼈的乐⽽嫉妒其他男⼦故，所
以⼥⼈的真实乐是有的。答⽈：依靠⼥⼈的真实乐应⾮有，
因为有些富⼈由财富⽽⽣骄傲故，甚⾄对于厕所亦⽣贪著⽽
不准别⼈进⼊。现⻅有些具有贪爱者亦与彼相同，为了贪恋
某些妇⼥，对于其他男⼦毫⽆意义地⽣起嫉妒⼼故。譬如乾
顶王分辨贵贱，仗⾃势⼒⽽起骄傲，下令不许奴婢饮⽔，以
表⾃⼰的权威，

　　（壬）三（不应明知⼥⼈身不净⽽极其贪著）

　　颂⽈：于不净起痴，起嗔较应理，于彼起贪爱，毕竟不
应理。

　　问⽈：⼥⼈的身体虽然是不净，但是，从她能⽣乐，所
以应当贪爱。答⽈：明知不净则不应贪著，因为由于⾜踏不
净，未⻅彼故⽽起愚痴；若由臭秽损恼，按说应当起嗔⽐较
应理，可是，汝对于这⼀切相反的却⽣起贪爱，这样，毕竟
不应道理，所以不应贪著⼥⼈身。譬如夜⾥⾜踏不净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破⾮有过失则不应指责）

　　颂⽈：除⼈不净器，尚为所应呵，不净所从出，何不思
呵毁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身是不净，但就世间上说则没有不净的过
失，所以不应呵毁，如世间⼈都说：“婆罗⻔⽐他⼈净；⼥⼈
⼜⽐诸⼈净。”答⽈：此不合理，除开疯狂的⼈外，其他的⼈
对于盛呕吐等不净器，尚为所应呵毁，何况⼀切不净恒常从
身所出。如果不是疯狂⼈，谁有何理由对彼不思呵毁呢？所
以说⼥⼈身不应呵毁，是不应道理。譬如有⼀美丽⼥⼦，有
些具有贫欲者则执为美德，若⻅彼为盛呕吐之器，则思过
患。

　　（壬）五（破耽著⼥身为净）

　　颂⽈：若⼀切净物，后触成不净，智⼈谁能说，彼中有
净性。




　　问⽈：⼥⼈身中有净，因为有些男⼦耽著为净故。答
⽈：若有智慧的⼈，谁能说彼⼥⼈身中有净性？不合道理。
因为若花、⾹、庄饰等⼀切净物，由于⼥⼈所触后则成不净
故。譬如恒河的甜⽔与海⽔相触则变为咸味。

　　（壬）六（破执身为净的其他理由）分三：（⼀）破⻅
身骄慢故执身为净；（⼆）破现⻅涤除身的不净则执身为
净；（三）破⻅有苦⾏仙⼈亲近⼥身故⼥身⾮所应离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破⻅身骄慢故执身为净）

　　颂⽈：有唯住秽室，⽆秽则不住，于彼不净⾍，愚故⽣
骄傲。

　　问⽈：有⼈⻅身起骄慢故，所以身中有净。答⽈：有正
从胎⽣的婴⼉，他住在⺟胎⽣藏与熟藏之间，完全像住在粪
坑之中⼀样，⽽吸饮秽藏精华存活，若⽆彼秽则不能存。对
于彼不净之⾍，只有由愚痴遮蔽的⼈才执为净⽽⽣骄傲故。
仅由彼就⽣骄傲应不合理。譬如有⼀奸夫被⼈所捉推⼊不净
池中，由饮不净物养命，后来脱离此苦时，由于其他贫⺠的
破旧⾐物所触，彼便认为不净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⻅涤除身的不净则执身为净）

　　颂⽈：随⽤何⽅便，身内不能净，汝应勤净内，⾮如是
净外。

　　问⽈：由浣洗等涤除身中不净故，所以身中决定有净。
答⽈：虽然随⽤⽔冲和浣洗等任何⽅便，但对于身内皆不能
净。汝应勤净身体内部，⾮应如是净涤从身所出的外部不
净，应当努⼒净彼内部故。譬如有两个豺狼，⼀个想落下来
的是甄叔迦花⾁，此树与⼀切树皆是⼀样；另⼀个想落下来
的不是⾁，在甄叔迦树上的才是⾁。所以从身中流出的是不
净，身体内部是净的想法亦与⽐喻相同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破⻅有苦⾏仙⼈亲近⼥身故⼥身⾮所应离）




　　颂⽈：若具污秽身，如癞⾮众同，有秽如癞者，则为众
所弃。

　　问⽈：现⻅有诸苦⾏仙⼈亲近⼥身⽽不能舍离故，所以
爱⼥⼈是不应弃舍的。答⽈：诸仙⼈不能舍离⼥⼈，是他⾃
⼰与⼥⼈本性⼀样的具有污秽。设若具有污秽身者，唯有污
秽的⼈才亲近，如像癞者唯与癞者同居，⾮与⽆癞的清净众
⼈相同，有污秽者清净⼈⻅之则掩⿐防⽌和怕接触，如同癞
者⼀样则为众⼈所弃舍，所以仙⼈亲近⼥⼈不是清净⽽是他
们本性相同。譬如⽆有颈瘤（猴⼉包）的⼈，若到全是颈瘤
者的地⽅，反⽽认为他不庄严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破执⾹等庄饰为净）

　　颂⽈：如⼈肢残缺，假⿐⽣欢喜，花等治不净，贪著亦
如是。

　　问⽈：⼥⼈身虽然是不净，但是，由⾹等涂洗庄饰，则
能涤除不净。答⽈：如像有⼈断⿐，肢节残缺，安置假⿐⼼
⽣欢喜⽽起骄傲。由花等修治不净身的⽅便，则认为花等安
置于身其身即转变为净，贪著亦是如是，终究不能令身成
净。譬如猫⼦⿐上涂上酥油，⽽⻝其他⽆油饭抟，便觉得是
有油⻝物。

　　（庚）四（破于应当⽣离贪的境⽽执为净）

　　颂⽈：若处⽣离贪，彼不应名净，决定为贪因，是事都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决定应贪的⾹等境是有。答⽈：决定为贪欲的
因，任何物中也没有，因为到了最后，⼀切当成离贪故；圣
者诸阿罗汉最后于身⽣起离贪，彼即不应说名为净。譬如有
⼀商⼈先不认识⾃⼰的⼥⼉时即⽣猛烈的贪爱，其后识已贪
爱即顿时远离。

　　（庚）五（示观待名⾔于⼀事上容有四种不颠倒境）




　　颂⽈：⽆常与不净，苦性及⽆我，总于⼀事上，四性皆
容有。

　　问⽈：⽆常等四种不颠倒，于⼀事上容有耶，抑⾮有
耶？答⽈：⽆常与不净，苦性及⽆我，总之于⼀事上，四性
皆容许有，因为凡是有为法，彼即是⽆常，刹那性故；凡是
有漏⽆常法，彼即是不净，可⽣厌离故；凡是不净法，彼即
是苦，为什么？能作损恼故；凡是苦性法，彼即是⽆我，⽆
有⾃在故，是故以⾃身为例，安住在⽣死不净的体性中，则
应当⽣起厌离，勤修解脱圣道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⾃系不净牢狱中，应知有情亦如是，

　　缘诸众⽣起悲愍，勤修⽆上菩提道。

　　第四品 明破我执⽅便品

　　（戊）四（示于有漏法不执我及我所⻔断除我执颠倒的
⽅便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明破我执⽅便品
第四。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⼆：（⼀）略明破我慢所执境
的轨则；（⼆）⼴释破我慢所执境的轨则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略明破我慢所执境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我我所骄傲，世智者谁起，以⼀切有情，诸境皆
共故。

　　拨除我执种⼦的对治法，在后⼋品中当⼴说；此品中只
是说明压伏我执现⾏的对治法。此处说的我与我所执，多分
是针对国王的我慢，即主要是指国王所起的骄傲。国王特别
对⾃⼰称赞：“我有权威⾃在”，这种我或我所执，即认为国
⼟⾂⺠为我所有⽽起骄傲。若有如理思维三有世间真实际的
智者，谁起这种我慢呢？决定不起。对于⼀切众⽣和⼀切国



⼟，国王若完全有⾃在权，固可⽣骄傲，但是，以⼀切异⽣
有情及器世间等诸境皆是众⽣共业所感，依次受⽤，并⾮国
王⼀⼈所固有的。譬如林园、房屋皆是众⼈共有，国王就像
演剧的演员⼀样只是暂时扮演的⻆⾊⽽已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⼴释破我慢所执境的轨则）分三：（⼀）破
由权势⽽起骄傲；（⼆）破由种姓⽽起骄傲；（三）明远离
恶⾏的其他⽅便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破由权势⽽起骄傲）分五：（⼀）断除由五
种因⽣骄傲；（⼆）不应由王位⽣骄傲；（三）应思维法及
⾮法；（四）国王应⽣厌离；（五）不应贪著王位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断除由五种因⽣骄傲）分五：（⼀）不应对
于仆使假⽴王名⽽起骄傲；（⼆）不应以施收财物有权⽽⽣
骄傲；（三）不应由受⽤诸欲境⽽⽣骄傲；（四）不应由是
世间的保护者⽣骄傲；（五）不应由保护众⽣为有福者⽽⽣
骄傲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不应对仆使假⽴王名⽽⽣骄傲）

　　颂⽈：⼤分雇公仆，汝有何所骄，随所负责任，要待他
授给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对世间⼀切作业有权势，所以应该骄傲。答
⽈：劫初诸⼈对⾃然稻⾕，夜间互相派⼈在各个⽥间守护强
⼈盗窃，为了防护盗窃即将⾃⼰六分之⼀的稻⾕作为⼯资，
专雇公仆作守护者，由此即有“王”的称呼。因此，国王汝有
何理由可骄慢的呢？不应道理，因为汝是众⼈以六分之⼀的
稻⾕雇佣的公仆故。说“作⼀切事业有权势”就应该骄傲，也
不合理，因为随其所作任何事业，作者都应当负责任，但
是，作者的权利要待世间众⼈授给，⾃⼰只是听从使唤，必
须如是⼯作故。譬如主⼈使⽤奴仆作事，故不应骄傲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不应以施收财物有权⽽⽣骄傲）




　　颂⽈：如佣得所得，思主为施者，主给所应给，⾃矜为
施主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有布施财物和征收赋税的权势，所以应当骄
傲。答⽈：如国王⾃⼰所养的佣⼈，应得⼀年所得的⼯薪
等，若给⼯薪，⾃⼰应当低下，思主⼈为施者。如是由主⼈
所养的佣⼈给予所应给的财物，国王⾃⼰骄矜，认为是施
主，不合道理。譬如给予仆⼈的⼯薪，⽽骄傲为施者，

　　（癸）王（不应由受⽤诸欲境⽽⽣骄傲）

　　颂⽈：余视为苦处，汝起颠倒念，以他事存活，汝由何
⽣喜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⾃⼰有权受⽤诸五欲境，所以应当骄傲。答
⽈：彼不合理，因为其他具有分别的智慧者，诸根调柔，则
视诸欲境为⽣苦的处所，可是，国王汝起颠倒妄念，执为是
安乐富饶之因故。对五欲境不应执为唯是安乐的因，因为作
众⼈的奴仆，对于守护众⼈的事业经常会遇到苦恼，必须为
他作事⽅能存活，汝由何因⽽⽣欢喜呢？唯是许多衰损的因
故，如像贪爱⼥⾊和耽酒等，并⾮乐因。譬如盗贼所作受惩
罚的事，所以受⼈差使，不应欢喜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不应由是世间的保护者⽣骄傲）

　　颂⽈：王是护世者，亦为世所护，由⼀⽽⽣骄，余何不
离骄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是世间的守护者，所以应当骄傲。答⽈：仅
以为保护世间者⽽起骄傲，应不合道理，因为国王是保护世
间者，若以保护者就起骄傲，那么，世间⼈若不保护你，就
⽆有国王，所以国王亦为世间⼈所保护。倘若由保护世间⼀
种为理由⽽⽣骄慢，那么，由其余⼈所保护国王的⼀切理
由，汝何不离骄慢？所以认为应当骄慢是不合道理的。譬如
夫妻俩彼此互相保护，⼜如森林与狮⼦互相保护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不应由保护众⽣为有福者⽽⽣骄慢）




　　颂⽈：种中喜⾃业，存活者难得，若汝获不善，汝难得
善趣。

　　问⽈：例如国王由于他保护众⽣的福德，就应当骄慢。
答⽈：现在多分进⼊五浊恶世中，婆罗⻔等⼀切种族中，⾃
⼰总是喜爱⾃⼰的业务，若不⾟勤劳作⽽想存活者实在难
得，所以⼤半没有坚实可靠的存活保障，随不善转。设若汝
等有福德，则是六分之⼀的掠夺者，罪恶的六分之⼀的掠夺
者，汝就应当获得不善，是故汝就难得⽣善趣，所以不应骄
慢。譬如有癞麻⻛病，不肯服药⽽乐于饮乳⻝⻥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不应由王位⽣骄慢）

　　颂⽈：若由他使作，世说彼为愚，如汝随他转，更⽆有
余者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是世间的依怙者，⾃⼰有权势，所以应当骄
慢。答⽈：此执⾮理。因为必须决定所应作的业务，原是⾃
⼰有责任应作的⽽不作，若要由他⼈所使⽅去作，这在⼤地
上都说彼为最愚痴者。如国王所应作的事⽽不作，要依靠他
⼈劝告⿎励乃作，只有与汝⼀样的随他所转，更⽆有其余
者。是故说应当骄慢是不合道理，譬如狗和猴⼦要听他⼈使
唤，所以不应骄慢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应思维法及⾮法）分五：（⼀）成⽴国王作
损害他⼈的事则是⾮法；（⼆）破国王作损害他⼈的事是
法；（三）明仙⼈所说⾮完全是定量；（四）损害仇⼈是⾮
法；（五）临阵死亡⾮是乐趣的因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成⽴国王作损害他⼈的事则是⾮法）分三：
（⼀）不应依仗王是护世者⽽⽣骄慢；（⼆）国王治罚罪⼈
不应是法；（三）破国王治罚暴恶者⽆有罪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不应依仗国王是护世者⽽⽣骄慢）

　　颂⽈：要由我保护，取世间⼯资，

　　若⾃作罪恶，⽆悲谁同彼。




　　问⽈：世间诸⼈怕别⼈损害，则要依靠国王保护，所以
国王应当骄慢。答⽈：这种造罪的国王，⽆有悲愍。还有谁
与彼相同呢？因为说“世间⼈要由我保护”，⽽榨取世间众⼈
的⽆数⼯资，并且⾃⼰也作了断命等⽆数的罪恶故。譬如有
⼀恶医⽣欲得更多财帛，不肯给⼈根治病苦，⽽以渐次施
药，榨⼈钱财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国王治罚罪⼈不应是法）

　　颂⽈：若作罪众⽣，⾮是所悲愍，则愚夫异⽣，皆⾮所
庇护。

　　问⽈：若不治罚犯罪的恶⼈，那就会损害世间众⼈，为
了保世间众⼈，所以应当惩办恶⼈。答⽈：不合道理，设若
对于作断命等有罪众⽣，⾮是所应悲愍的话，那么，则对于
其他有罪的⼀切愚夫异⽣起悲愍，皆⾮是所应保护的了。是
故对于有罪的众⽣应加特别悲愍爱护，否则，就成⽆盗贼之
名⽽有盗贼之实了。譬如保护⾃身和财物，国王也应当保
护，

　　（⼦）三（破国王治罚暴恶者⾮罪⾏）

　　颂⽈：⾃⽣欢喜因，随处皆⾮⽆，由教等为因，不能灭
⾮福。

　　问⽈：为保护众⽣故惩办罪⼈，国王应当⽆罪，因为是
饶益诸正⼠故。答⽈：由颠倒实执，⾃⼰反⽽执为是⽣欢喜
的因，这样的⼈随便什么处皆⾮⽆有，因为欢喜杀⻥杀猪的
⼈，也说“这是我的祖传家业”⽽⼼⽣欢喜故。婆罗⻔的恶论
典说：“⼀切畜⽣皆是救世主为我们的⽣活⽽变化的，虽然屠
杀也是⽆有罪过。”由这些相似教理等为因由，加速杀害事
业。这样宗派誓⾔，也不能灭尽⾮福罪恶，因为彼有⽆边罪
恶故。譬如先吃饭⻝尚未消化，即便思维已经消化⽽复加饮
⻝。


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国王作损害他⼈的事是法）分三：（⼀）
破由治罚暴恶者保护世间是法；（⼆）具慧的国王由爱⽽保
护世间是⾮法的喻；（三）由是骄慢和放逸的根本则是⾮法
的理由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破由冶罚暴恶者保护世间是法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谓正防护，国王便为法，烦恼诸匠⼈，何缘不
成法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保护世间就是增上⽣（善趣）的因，这就是
法，所以国王不须要别的法。答⽈：若谓得六分之⼀的⼯资
的国王，真正能防护世间，国王这样作。假使是法，那么，
为保护他⼈⽽制造甲胄兵器和修城堑等有烦恼的诸匠⼈，是
何缘因不成为法呢？应当成为法。若承认彼等是法，那世间
上就没有⾮（恶）法了。譬如保护城市⽽挣⼯资的⼈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具慧的国王由爱⽽保护世间故是⾮法的喻）

　　颂⽈：世间依国王，国王尤可诃，喻善诃有爱，普为世
间⺟。

　　问⽈：具有丰富智慧的国王，以爱⼼⽽保护世间，所以
对于国王不应诃毁。答⽈：说保护世间是依靠国王的，国王
即依仗此⽽作众多骄慢和放逸的事，故可诃责。⽐喻像⽆倒
观察诸法的圣者正⼠，诃责三有是由爱⽽⽣，由爱能⽣世
间，爱是普为世间之⺟，由于现⻅这些过患，所以从根本断
除爱。譬如像供给旷野偏僻地区物质的商⼈，这是有益的⼀
⾯，但另⼀⽅⾯价钱太⼤，这就应当诃责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由骄慢和放逸的根本则是⾮法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⾮愚不得王，愚⼈⽆悲愍，国王虽护者，⽆悲不
住法。

　　问⽈：由有悲愍⼼⽽保护世间，所以国王是法。答⽈：
不合道理，因为已舍弃律仪等妙道，⽽唯独贪著权势，⾮是
愚痴⼈则不得当国王，对于业果愚昧的愚痴⼈即⽆有悲愍。



国王虽是世间的保护者，但是，若⽆有悲愍则不能安住法，
⽽且还能为骄慢放逸本故，譬如国王有暴恶残忍的⾂⼦，对
众⽣决定⽆有悲愍仁慈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明仙⼈所说⾮完全是定量）分⼆：（⼀）仙
⼈所说⾮完全是定量的理由；（⼆）示以典章作标准不⼀定
使世间⼈安乐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仙⼈所说⾮完全是定量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诸仙⼀切⾏，智者不全为，以彼诸仙中，有劣中
胜故。

　　问⽈：仙⼈所作的论典说：按刹帝利种的法律作事，虽
然损恼他⼈，但对于国王是⽆有罪过。答⽈：诸仙⼈的论典
中所说的⼀切⾏为，并⾮全是有智慧的仙⼈所说，什么原因
呢？以彼诸仙⼈中亦有劣、中、胜各种差别故。譬如有些仙
⼈的论典，把⾮所应⾏的事说为正⾏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以典章作标准不⼀定会使世间⼈安乐）

　　颂⽈：往昔诸善王，护世如爱⼦，诸依诤世法，今如⿅
旷野。

　　问⽈：昔⽇诸国王按典章为准则的事，就很好地保护了
世间⼈，所以仙⼈的典章完全是合符定量。答⽈：随顺典章
不⼀定会使世间⼈得安乐，因为往昔诸转轮贤善国王，护特
世⼈如爱其⼦，使诸⼈等安乐增⻓。后来诸国王依据有诤的
王法⽽治世⼈，今⽇使世间⼈稀少如像糜⿅的旷野⾥⼀样，
这就是不合法的，⾮是定量的典章。譬如像最野蛮横暴的强
盗；压榨没有成熟的⽢蔗⼀样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损害仇⼈是⾮法）

　　颂⽈：若得便为害，国王⽆罪者，盗贼便害他，最初亦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若有时机得便，虽然损恼仇⼈，但依典章所
说这并不是⾮法故。答⽈：对仇⼈或其他⼈皆不应作损害。



若有时机得便仇⼈，则⽤棍杖等打杀损害，国王这样作设若
还说是⽆有罪者，那么，强盗亦是得便时机⽽损害他⼈，他
最初亦应当⾮有罪过，因为强盗得便财主是最初故；国王得
便盗贼是最后故。“得便”亦应当说是“有机会”的意思。譬如有
⼀⼤⾂，国王死后，他得便时机杀害幼年王⼦，⾃已便夺得
王位，其后出现今世后世许多不乐意的事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临阵死亡⾮是乐趣因）

　　颂⽈：若于酒等事，舍财⾮供养，阵中舍⾃身，岂思为
供养。

　　问⽈：在战争中打败敌⼈，依此功勋⽽得财宝，令国王
欢喜；为了国王陷阵死亡，即能得增上⽣（善趣），因此国
王对于战争应⽣欢喜。答⽈：若对于饮酒、赌博和贪爱⼥⾊
等事，浪费⼀切财物，这并⾮是善⼠所欢喜的供养，亦⾮是
福业。如是以嗔愤⼼深⼊阵中，舍⾃身命，岂能思维为善⼠
所欢喜的供养呢？以何理由，为国王临阵舍身能得增上⽣
（善趣）？实不可得。譬如有⼀牧⽺者的妇⼈献身于公公，
⽽公公不喜即远离家乡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国王应⽣厌离）

　　颂⽈：国王护世间，汝全⽆依怙，怙者⾃⽆助，谁能⽣
欢喜。

　　问⽈：由于国王是世间⼀切⼈的依怙，所以对于国王应
⽣欢喜。答⽈：国王既是保护世间的依怙者，那就应该教导
⼈们远离⾮理不善，⽽作正义事业，可是，国王他完全没有
作到教导⼈的依怙，使⼈⽆有依靠，⽽栖泊荒凉草原漂流游
荡。实⽆教导者的能⼒⽽得依怙者的名称，因此⾃⼰即是堕
落恶趣的苦因，对⼈毫⽆帮助，这样取得王位，谁能对汝⽣
欢喜呢？不应当欢喜。譬如⽆德的上座僧⼈，受⼈礼敬等，
不起惭愧，反⽽⼼⽣欢喜。

　　（壬）五（不应贪著王位）




　　颂⽈：国王命终后，名称⽆少德，⽆德与屠狗，何⽆⼤
名称。

　　问⽈：不作惩办的国王就没有名声，只有强烈地治罚
⼈，死后乃能得⼤名称，所以国王应当强烈地治罚⼈。答
⽈：死后若由名称⽽有⼀些殊胜功德，固可以作；但国王死
后，并不以名称⽽来少许消灭罪过等功德。设若由名称能洗
涤罪垢，汝夺取他⼈的财物等，⽆有功德，这与屠杀狗者在
诸狗前施威，他云何⽆有⼤名称呢？是故⾃⼰欲得善趣，就
不应该强烈地治罚⼈。譬如有⼀富⼈的⼥⼉死后，奠礼出殡
等极为隆重，有⼀⼥⼦⻅已即便思维我亦希求如是隆重殡
葬，由此她为求死后隆重殡葬即⾏⾃杀。所以国王为求死后
名称⽽造罪恶，则与彼⼥⼦相同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破由种姓⽽⽣骄慢）分三：（⼀）破由恃王
⼦⽽⽣骄慢；（⼆）破由王种姓⽽起骄慢；（三）破由作保
护众⽣的事则为王种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由恃王⼦⽽⽣骄慢）

　　颂⽈：若时⼤权势，由⾃福德招，是则不可说，此终⽆
权势。

　　问⽈：具⾜刹帝利种姓的王⼦，当绍王位，其他种姓则
不可能，所以王⼦应当骄慢。答⽈：不合道理，若时受⽤⼀
切王位的⼤权势，是由⾃⼰过去福德业所招感，如是则就不
可能说别的有情在任何⽣中都没有享受过权势，是故王⼦认
为应当骄慢是不合道理，福业所招感的权势是诸⼈共有故。
譬如学习⼯巧艺术，是⼀切⼈所共有的（凡是学习就能学
会），所以不应骄慢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由恃王种姓⽽起骄慢）分⼆：（⼀）⾮从
⽆始以来就有各各种姓决定；（⼆）既有四种种姓则不⼀定
本体是王种姓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⾮从⽆始以来就有各各种姓决定）




　　颂⽈：诸⽣活⽅便，世间说名种，故⼀切有情，⽆种姓
差别。

　　问⽈：执掌国王的法，唯是刹帝利种，其他三种种姓皆
不可能，必须要刹帝利种才能当国王，所以由种姓的尊贵，
就应当骄慢。答⽈：若就本体来说，不⼀定有各各种姓的区
别。劫初的化⼈意⽣身，⾃有光明，能⻜⾏变化，以喜乐为
⻝，没有男⼥形象的区别，其后渐次由⻝段⻝，有男⼥根，
才有男⼥形象的不同，因此就有了胎⽣。其次有积蓄私有财
产的过失，即有发⽣盗窃等⾏为。为了保护各⼈财物，⼤众
集会推派有品德的⼈，防守农⽥，彼⾃⼰也承认作防守农⽥
的事业，⼤家共称为“刹帝利种”。乐欲调伏诸根，修习苦
⾏，远离城市愦闹，叫做“婆罗⻔种”。听从国王教敕的名为
“吠舍种姓”。耕种农⽥等粗重事业的共许为“⾸陀种姓”。所以
由于⽣活的⽅式不同，在⼀切⽣活⽅便上，世间上就说有种
姓，是故就⼀切有情的本体来说，决定⽆有各各种姓的差
别。譬如盛不同汁浆的瓶⼦（盛糖即名糖瓶，盛酒即名酒
瓶，⽽瓶⼦并没有本质不同的区别）。是故仙⼈所作的论典
说：“刹帝利种虽然造罪，但不是⾮法”，是极不合理的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既有四种种姓则不⼀定本体是王种姓）

　　颂⽈：过去时久远，⼥性意动摇，是故刹帝利，⾮由种
姓⽣。

　　问⽈：⼈类有四种不同的⾎统，故就本体来说还是有种
姓差别。答⽈：从⽗⺟所⽣的种姓，实难决定，因为世间出
现四种种姓的区别以后，过去经历的时间很久远，⼥性的意
识对其他男⼦最容易动摇，是故刹帝利种，皆⾮⼀定由刹帝
利种姓⽣，所以由种姓传统⽽⽣我慢不合道理。譬如有⼈寄
存⼀⾦瓶在⼀婆罗⻔家，时年久远，家中的主⼈亦皆有死亡
变化，⽽瓶⼦亦有损伤的变化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破由作保护众⽣事即当为王种）




　　颂⽈：⾸陀由作业，既成刹帝利，⾸陀由作业，何⾮婆
罗⻔。

　　问⽈：刹帝利假若不⼀定是刹帝利种⽣，那作保护众⽣
的事业应该是刹帝利种。答⽈：设若作保护世间等的事即名
刹帝利种，那么，⾸陀由于作保护世间的事业，既然能成刹
帝利种，⾸陀作婆罗⻔所读诵的吠驮等事业，以何理由⾮能
成婆罗⻔呢？所以许决定由作保护众⽣的事业就是刹帝利
种，不合道理。譬如虽然说船往彼岸即名去，往此岸即名
来，但是，彼与此皆⽆有⾃性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明远离恶⾏的其他⽅便）分⼆：（⼀）破王
在必要时能分布众⽣财物等⼤权势遂⾃矜为⼤富有者⽽起骄
慢；（⼆）由此破王应起⼤骄慢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正在必要时能分布众⼈财物等⼤权势遂⾃
矜为⼤富有者⽽起骄慢）

　　颂⽈：如王分权利，不能分罪恶，智者谁为他，⾃摧毁
后世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的权势很⼤，在必要时能以财物分布众⼈，
所以应该骄慢。答⽈：如国王虽然有实⼒能分布⻓久积聚的
财富权利，但是，不能分布国王为求财富⽽积集的罪恶，罪
业果报唯独⾃⼰受⽤，智者谁肯为了他的⼩⼩利益⽽⾃⼰摧
毁后世的利乐呢？因此应该惭槐，不应当骄慢。譬如宰⼀⽔
⽜祭天，众⼈共⻝，然罪恶唯归于杀⽜者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由此破王应起⼤骄慢）

　　颂⽈：⾃在所起慢，当观他有势，若等若增胜，善⼠⼼
不起。

　　问⽈：国王有⼤权势，所以应该骄慢。答⽈：若计以王
位等⾃在权势所起我胜过他的我慢者，就应当观察他⼈有更
⼤权势胜过⾃⼰。或者与⾃⼰权势相等，或者是他⼈增胜，
若能如是观察，则善思维有分别慧的善⼠⼼上决定没有这些



我慢。譬如掌财婆罗⻔的妇⼈，颜⾊很美，⽽起骄矜我慢，
后来⻅王妃的眷众侍⼥的美艳，即骄慢⾃息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应思不净⽆常身，应知贪爱身过患，

　　勤修⽆上菩提道，当断我与我所慢。

　　第五品 明菩萨⾏品

　　（丁）⼆（明发起⾏菩提⼼已⽽学菩萨⾏的轨则）分
四：（⼀）正明；（⼆）明断菩萨⾏的障碍——烦恼的⽅
便；（三）明远离耽著烦恼所缘——五欲受⽤境的⽅便；
（四）明为成就道器故净治弟⼦身⼼的⽅便。

　　（戊）⼀（正明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
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明菩萨⾏品第
五。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四：（⼀）明所得的佛果殊
胜；（⼆）明得果的因受持菩萨⾏的轨则；（三）成⽴佛果
是遍智的理由；（四）劣慧⼩乘畏惧⼤乘的原因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明所得的佛果殊胜）分三：（⼀）佛陀所作
的事业殊胜；（⼆）佛果殊胜；（三）⼗四⽆记不能成⽴佛
⾮遍智的因由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佛陀所作的事业殊胜）

　　颂⽈：诸佛所动作，都⾮⽆因缘，乃⾄出⼊息，亦为利
有情。

　　问⽈：如前⾯已经善说诸劣乘种姓者厌离⽣死⽽希求解
脱；此品是说，具⾜⼤乘种姓者⽣起⼤悲⼼是希求⼤觉的胜
因，那么，此等胜因从何⽽得呢？答⽈：从佛⽽得。问⽈：
佛果如何？答⽈：具⾜⼤悲⼼为饶益⽆余众⽣，作不可思议
的事业，因为诸佛三⻔之所动作，都⾮⽆有饶益众⽣的因



缘，如《三昧王经》（《⽉灯三昧经》）云：“百千种光明，
法王⾜下放，地狱尽清凉，除苦获安乐。”⼜云：“由佛履阃
故，聋盲喑痖辈，贫穷薄福等，诸根悉具⾜。”乃⾄如来不观
待等起作意⽽任运⾃然地所出之息，亦于地狱界中如⼤云
涌，普降⽢霖，浓⾹清凉，息灭地狱⽕焰，令地狱有情⼼⽣
欢喜，均受饶益。地狱众⽣离苦恼已，若是思维：是谁能⼒
能令我等得离诸痛苦？如是念时则⻅如来相好庄严⽽⽣敬
信。由对如来信⼼之⼒，即息灭地狱的痛苦，⽽能⽣起顺解
脱分的妙善身⼼，所以乃⾄诸佛出⼊息，亦是为利益于有
情，作分位和究竟的饶益，何况说法等作诸饶益事业？是故
⾃⼰欲求妙善安隐，即对于佛世尊应当⽣起恭敬信⼼。譬如
有⼀胁⽣⽐丘，受请于⼀幻师家结夏安居，彼幻师⼀切所作
皆得顺利吉祥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佛果殊胜）

　　颂⽈：犹如死主声，世间皆⽣畏，如是遍智声，死主亦
⽣畏。

　　承事亲近诸佛的⼈，对于死主的怖畏以及会遇其他⼀切
怖畏时皆当解脱，因为犹如死主声⼀样，⼀切世间⼈闻之皆
⽣怖畏。如是谁⼈闻听遍智声，则能远离忧苦获得涅槃利
乐，故死主亦⽣怖畏，甚⾄当摧毁死主故。经云：“何等⻅我
像，乃⾄闻我名，尔时当从三乘法中随依⼀乘获得涅槃。”譬
如国王得⽣太⼦，颁布⼤赦⼀切牢狱，庶⺠闻之⽣⼤欢喜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⼗四⽆记不能成⽴佛⾮遍智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佛知作不作，应说不应说，以是何因说，遍智⾮
遍智。

　　问⽈：我与世间是常是⽆常等⼗四种问难，佛陀不答，
是否佛陀就不是⼀切智呢？答⽈：不是这样，这不但不能成
⽴佛陀⾮是遍智，相反，正能成⽴是遍智，什么原因呢？因
为能仁以现量了知分位和究竟的事，是时应作，⾮时⽆益有



损即不应作；对何众⽣⼀切应说和不应说，如来皆悉了知。
不答⼗四种问难，因彼众⽣是就补特伽罗我和法我⽽问，佛
陀不能破差别所依⽽损害差别法，并且若说⽆我，⻅彼⾮是
甚深法器，佛故不答。是故佛陀现知⼀切是甚深法器和⾮甚
深法器，这正显示是遍智，以是⽆有任何因由能说遍智为⾮
遍智。这是成⽴遍智是遍智的理由。《中观宝鬘论》云：“世
间有⽆边，胜者不答问，如是甚深法，⾮法器不说，智者当
了知，遍智是遍智。”譬如有⼀国王欲惩罚⼀财富婆罗⻔，即
说：“汝家中有⼀⼝井，迅速与我送来，否则当受治罚。”婆
罗⻔⼥⼉对⽗说，如宝⻉能出⽣宝具，叫国王把他的井遣
来，我当把井送去，由此办法对付国王，则免去治罚。佛陀
亦是以⽅便善巧作众⽣的事业。问⽈：若不应说即不说，那
佛陀为什么说提婆达多为“饮唾⼩⼉”，岂不也是说吗？答
⽈：虽然是说，但是，这对他并⽆有损害，是为灭除他们罪
业⽽说。当时佛陀现⻅若不折伏提婆达多，他会使很多众⽣
受⼤损恼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明得果的因受持菩萨⾏的轨则）分三：
（⼀）修学菩萨⾏的等起⼼殊胜；（⼆）明发菩提⼼的福
德；（三）正明修学菩萨⾏的轨则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修学菩萨⾏的等起⼼（出发点）殊胜）分
⼆：（⼀）明三业之中以意业为主的理由；（⼆）明在别⼈
虽成不善但菩萨由意乐增上即成善法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明三业之中以意业为主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除⼼则⾏等，不⻅有福等，是故诸业中，唯意为
主要。

　　三⻔诸业唯以意业为主，因为除开善不善等起⼼外，则
⾏、住、来、去等都是⽆记，不⻅有福、⾮福和不动业等，
是故诸业中，唯意业为主要。譬如有⼀裸形外道，往神庙中



⻅⼀神像即顶礼恭敬，即成善业；同时⼜坐于另⼀躯神像
上，则成恶业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明在别⼈虽成不善⽽菩萨由意乐增上即成善
法）

　　颂⽈：菩萨由意乐，若善若不善，⼀切成妙善，以意⾃
在故。

　　⼀切业中意业为主，是故菩萨由于获得饶益众⽣的意乐
等起⼼，若是作施等善法，或者作断他命等，在他⼈虽成不
善，然在菩萨⾯前⼀切皆成妙善，因为以意随欲利他，不成
恶法，并且能恒顺善法⾃在故。譬如有贼盗商主，欲杀五百
菩萨商⼈，其中有⼀菩萨商主，名⽈“⼤悲”，即⽤短⽭杀死
贼商，不但⽆罪，相反地还免除了亿劫⽣死重罪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发菩提⼼的福德）分⼆：（⼀）最初发胜义
菩提⼼的福德；（⼆）教他发菩提⼼的福德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最初发胜义菩提⼼的福德）

　　颂⽈：菩萨初发⼼，胜过⼤地上，⼀切众⽣类，转轮王
福德。

　　问⽈：于此菩萨从何得名胜义菩萨呢？答⽈：从得初地
起。初地菩萨的功德极其殊胜，菩萨在初地⽣起胜义菩提⼼
所积的福德，譬如统摄四⼤部洲转轮圣王的福德已经为最
⼤，何况⼤地上所有⼀切众⽣类都成转轮圣王的福德？所以
初地菩萨的福德，则胜过⼤地上所有⼀切众⽣类都成转轮圣
王的福德。譬如国王颁布法令，判谁有理，他就能积聚⽆数
财宝。有些不了解世俗菩提⼼和胜义菩提⼼的差别，他说：
若是异⽣（菩萨），就不是真正的菩萨。这样说法罪过很
⼤，应当像唾弃灰尘⼀样地舍弃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教他发菩提⼼的福德）

　　颂⽈：若有建宝塔，⾼与世间等，调伏使发⼼，说福胜
于彼。




　　问⽈：教他发⼤乘菩提⼼的福德是如何？答⽈：若有众
⽣为了敬仰佛陀，于佛舍利起⼤恭敬，建修以⾦银琉璃等七
宝为体的佛塔，⼴量等三千⼤千世界，⾼与世间⾊究竟天等
⻬，以⼀切庄严⽽为庄严。其福德与调伏众⽣使他发菩提⼼
的福德相⽐，佛说此⼈福德胜于彼建修佛塔者。譬如有⼀⼈
死后，有⼀亲友安葬⼫体；另有⼀亲友抚养他的众多⼦⼥，
⽐其福德，后者最为殊胜。烧化佛陀的⼫骸，与令佛种不断
教他发起胜义菩提⼼的福德相⽐，后者最为殊胜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正明修学菩萨⾏的轨则）分五：（⼀）利他
的身语⾏；（⼆）意乐的差别；（三）悲⼼微弱的过患；
（四）不信菩萨的过患和应修信⼼的理由；（五）能究竟圆
满菩萨⾏的理由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利他的身语⾏）

　　颂⽈：师⻓欲利他，应承事弟⼦，因彼不知利，故名为
弟⼦。

　　问⽈：菩萨如何利益有情？答⽈：应当随顺众⽣的意
乐。师⻓欲利益弟⼦，应当以身语随顺弟⼦的意乐⽽承事弟
⼦，因为彼弟⼦不知作何事对⾃有利，所以必须随顺他（师
⻓）的教诫，因此名为弟⼦。譬如⼤师教化⼤迦叶，先以神
变渐次摄受教导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意乐的差别）分五：（⼀）对不知罪的补特
伽罗应悲愍之喻；（⼆）教导弟⼦的次第；（三）对烦恼炽
盛者尤应悲愍；（四）随顺根器意乐⽽作利他的轨则；
（五）悲⼒增盛所得的果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对不知罪的补特伽罗应悲愍之喻）

　　颂⽈：如⻤执虽嗔，医者不⽣恼，能仁观烦恼，⾮惑系
众⽣。

　　若弟⼦不知罪，则应当努⼒摧伏彼的烦恼，犹如病⼈被
⻤所执，虽然对医者特别嗔恚，但是。医者对被魔⻤所迷执



的病⼈不⽣烦恼。能仁观察所教化众⽣的烦恼等，虽然彼众
⽣对佛有粗暴过患，但是，佛陀⾮对被烦恼惑所系执的众⽣
⽽起嗔恚，并且还能随欲摄受所⽐有情。如是轨则，应当修
学。譬如狮⼦追击猎师，⽽不追击猎师所放的⼑箭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教导弟⼦的次第）

　　颂⽈：随彼何所喜，先应观彼法，倘若已失坏，都⾮正
法器。

　　师⻓若是摄受弟⼦，对所教化的众⽣，应以施等法随顺
弟⼦何所喜爱，⽽施设教化，但是，先应善于观察彼何法先
说，何法后说，最后乃能宣说甚深教法。若是最初就宣说甚
深教法，令彼⼼趣背向，不能如理⼊法，使彼的身⼼已经损
伤，即⾮是胜义正法之器了。由于悭吝重者不喜欢别⼈说布
施的话，如果对贪著财物的⼈教他布施，必起反感，譬如有
⼀菩萨，名⽈美发，博通医学，渐次随顺商主的妇⼈的意
乐，⽽作教导。（⽉称疏说：有⼀商主死后，他妻⼦深⽣爱
恋，坚持⼫体不肯舍弃，因此⽽⽣狂病，菩萨⽅便令她将夫
⼫体背着，久则⼫体腐烂，妇⼈⻅之⽣厌，其病即愈。）

　　（癸）三（对烦恼炽盛者尤应悲愍）

　　颂⽈：如⺟于病⼉，特别觉痛爱，如是诸菩萨，特意愍
恶者。

　　对烦恼炽盛者虽作百次遮⽌过失，但他仍然数数随顺⾮
理⽽⾏，菩萨对彼应当特别愍念。犹如⺟亲对于有病的⼉
⼥，特别觉得痛爱；如是诸菩萨亦应特意悲愍作恶者。譬如
有⼀戍陀罗（种姓名）⼥的第六⼦，经常爱作⾮理恶业，⺟
亲恒常忧虑，犹恐国王杀害，因此特别爱护照管他，

　　（癸）四（随顺根器意乐⽽作利他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或作彼弟⼦，或作彼师⻓，以种种⽅便，令有情
通达。




　　菩萨若为有情作利益，则应当随顺诸有情的意乐、胜解
和根器的不同，或作彼的弟⼦，摄受饶益。对于虚⼼谦下的
有情，或作彼的师⻓，以殊胜教法，随顺摄持，所以要以种
种⽅便和智慧⽽调伏有情，令未通达法性的有情通达真如法
性。譬如有善巧的医⽣，对于病者或以油⾁⻝物或以素⻝，
以种种办法令病者得愈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悲⼒增盛所得的果）分⼆：（⼀）悲⼒增盛
⽽不受教益者少；（⼆）观察利他不作策励的过患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悲⼒增盛⽽不受教益者少）

　　颂⽈：如善巧良医，少有不治症；获巧⼒菩萨，⾮所化
甚少。

　　成熟有情⼒量特殊增盛的菩萨，犹如善巧的良医，少有
不能治疗的病症。如是了知胜根和劣根并且获得四摄法善巧
⼒的菩萨，当知⾮为他所教化的众⽣，是极其稀少的。譬如
⻰猛阿阇黎，息灭王⼦贪恋⼥⾊的⼼病，其他⼀切医师皆莫
能知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观察利他不作策励的过患）

　　颂⽈：若菩萨境中，有由未策励，堕落于恶趣，是智者
所呵。

　　若获得调伏有情⼒量殊胜的菩萨⾏境中，若策励所化的
众⽣，则能令彼不堕恶趣。若有菩萨由于未作策励，则能令
彼有情堕于恶趣，彼菩萨则失坏了⽴誓为饶益⼀切有情的誓
⾔，这是其他⼀切智者所应呵责的，所以对于诸有情如何宣
说契机之法，必须恒常策励，譬如有⼀⼤商主不帮助⾃⼰住
处的眷属，即成为众⼈所呵责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悲⼼微弱的过患）

　　颂⽈：若于他苦迫，不欲赞悲愍，如何于⽆怙，能哀愍
⾏施。




　　初业菩萨，若于他有苦因迫恼的众⽣，不欲善于赞叹悲
愍，这如何于⽆怙有情，能作哀愍⾏施身所受⽤及其善根
呢？譬如为劫夺盲⼈的财物和为⼀双破旧靴⼦⽽害他命，是
故努⼒修习令悲⼒增⻓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不信菩萨的过患和应修信⼼的理由）分⼆：
（⼀）不信菩萨的过患；（⼆）应修信⼼的理由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不信菩萨的过患）

　　颂⽈：若有为利他，久住于世间，间住尚有损，况真⼼
起嗔。

　　问⽈：菩萨悲⼼既然随他⾃在，那么，嗔恚彼等菩萨有
何过患？答⽈：若有菩萨欲令⽆余有情界证得究竟⽆余依涅
槃的增上意乐，为利益众⽣故，有久住于世间利他的功能，
对彼菩萨不起敬重、信⼼和等⽆间⼼⽽住者尚且有损失，何
况真⼼于彼菩萨起嗔恚？例如《最极寂静神变经》和《增⻓
信⼒⼿印经》说：“恶趣苦⽆量，定当有损害。”譬如有⼀豢
养很多⼤象的⼈，别⼈寄存⽺⼦在他处，有时别⼈问⽈：您
安乐吗？答⽈：有何安乐，尽被⻛⾬吹散⼤象。他说此话的
⽬的是使⼈了知别的牲畜亦被⻛⾬吹散，因此别⼈也就不问
⽺了。⼜如吃油饼和吃杖（⽉称疏：有⼈饥饿吃草根，旁⼈
⻅之即说：此⼈连草根都吃，何况油饼。⼜有⼀⼈寄⼀⽪囊
和杖在⼀⼈家，不久去取。主⼈即说：杖被⽼⿏吃了，说话
的⽬的，是显示⽼⿏连杖都吃了，何况⽪囊。）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应修信⼼的理由）分⼆：（⼀）于⾏难⾏应
修信⼼；（⼆）思维菩萨⽆量功德⽽修信⼼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于⾏难⾏应修信⼼）

　　颂⽈：若⼀切⽣中，常具⾜五通，于劣现劣身，此乃最
难⾏。

　　菩萨作最极难⾏的事，应当远离嗔恚⽽修殊胜信⼼，因
为菩萨若得忍位，于⼀切⽣中，常具⾜五种不退转神通。菩



萨为饶益有情，往于恶趣，应于劣身得度者即现昆⾍、蝴
蝶、⽔⽜和⽝等劣身共事摄受教化，以身和语⾔⽽为成熟有
情之⾏，此乃是最极难⾏之事。譬如有⼀菩萨观察未来当要
杀害许多狗的⽣命，为遮⽌彼罪障，菩萨即往狗处受⽣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思维菩萨⽆量功德⽽修信⼼）

　　颂⽈：⽅便诸时中，久远所集福，如来说彼量，尚⾮遍
智境。

　　思维菩萨⽆量功德之后，则应⽣起殊胜信⼼，因为若有
不加动⽤任运皆能作利益有情难⾏能⾏之⽅便，则于诸时
中，以三业依⽌久远⽆数劫所积集的福德，犹如虚空⽆边际
故，尚⾮遍智所量之境者，如来说彼功德犹如海⽔莫知滴
数。

　　（壬）五（能究竟圆满菩萨⾏的理由）分五：（⼀）欣
乐布施的理由；（⼆）呵责卑劣施；（三）能修⼀切⾏的理
由；（四）不希求独⾃寂静安乐的理由；（五）能得殊胜身
的理由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欣乐布施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施声能显示，死法及余有，是故于菩萨，施声恒
优美。

　　问⽈：《本⽣经》等中说，菩萨特意欣乐布施语，在戒
律中等则不是这样。答⽈：布施的声⾳，印语为“达那”。以
施的声⾳能显示⽣后必然的死，及能显示三种布施的殊胜差
别，是六波罗密所摄的法；能显示护特三业完全清净，随欲
往余有受⽣；即显示死、法和余有，是故诸菩萨，闻布施声
恒常觉得优美，所以菩萨于布施特别欣乐。譬如应杀的罪
犯，闻听释放声的欢悦⼼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呵责卑劣施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谓今⾏施，当感⼤果报，有所取所舍，如商贾
应呵。




　　问⽈：为什么唯独菩萨才有⽆量的布施，别⼈就没有
呢？答⽈：若谓今⽣⾏布施，当来能感⼤受⽤果报，这种想
法就实有所取和所舍，犹如商贾等为求财利故⽽取舍物质，
这是⼀切圣者所应呵责的。譬如卖诸资具是为求利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能修⼀切⾏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若昔所作恶，有亦成⾮有，彼具善业者，⽆有不
能办。

　　若有积集⽆边福德智慧资粮的菩萨，往昔所作的微少罪
恶，纵然有，亦能转变成为⾮有恶果，“例如⼀两咸盐⽔，不
能转变恒河味；如果微少罪恶业，应知令善根增⻓”。这就是
说，彼具有⼤⼒善业的菩萨，于利他事，⽆有不能成办的，
所以菩萨能办⽆量有情的事业，譬喻如所引颂⽂，故不烦
赘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不希求独⾃寂静安乐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⼤势⼼意者，此间亦⽆损，故彼视三有，涅槃⽆
差别。

　　问⽈：诸圣者菩萨若唯独是善⽽不随业烦恼流转⽣死，
那么，为什么不⼊涅槃界呢？答⽈：有增上意乐⼤势⼼意的
菩萨，不作少分的罪恶业。虽然安住⽣死，但不染三有过
患，因此，虽然住此世间⽣死中亦⽆有损害，是故彼菩萨视
住三有与般涅槃⽆有损恼与不损恼的差别，所以菩萨不特意
欣乐涅槃寂静。譬如独⼉有病，⺟亲终⽇承事看护，皆⽆厌
倦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能得殊胜身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谁⼀切时，从⼼⾃在⽣，何因彼不成，⼀切世
间主。

　　问⽈：有何因由菩萨初得胜义菩提⼼之后，作⼀切事业
⼤致皆能⾃在圆满呢？答⽈：若谁获得初地菩萨，彼就能于
⼀切时中从⼼得⾃在随意在三有受⽣，这有何因由彼为圆满



利益有情不成⼀切世间主呢？如像受⽣四⼤部洲的王等，能
随意作利他⼀切事业。譬如牟尼宝和如意树及妙宝瓶。

　　（庚）三（成⽴佛果是遍智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世间亦现⻅，从胜出最胜，故不思议⼒，应知亦
定有。

　　问⽈：⾏菩萨⾏的果报如何呢？答⽈：能获得佛世尊⽆
⽐殊胜不可思议⼒。有些对于佛陀颠倒信解，他说：“如来⾮
是遍智（宗），是⼗夫故（因），如各各道的⼈（喻）。”这
种说法完全不合道理，因为汝所⽴的因与彼的诤依（前陈）
和所⽴的法（后陈），⼆者是⼀耶，抑是异耶？若是⼀体
者，那就不应成⽴诤依与法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它们是⼀体
故，如像瓶⼦⾃⼰不能为瓶的差别法。若是异体者，这也不
合道理，因为它们是异体故，如像瓶⼦与⾐。由于许因与宗
有⾃性，若是有⾃性的⼀，那必须是⼀体；若是有⾃性的
异，彼此就会⽆有联系；若⼆者俱是，那就不能成其能了别
与所了别。⼜吠檀多派所⽴之声（有法）是常、⾮所作、⾃
然⽣和⾮量（宗），何以故？是声故（因），如疯狂声
（喻）。⼜汝亦⾮婆罗⻔，何以故？有⼿故，如捕⻥⼈。像
汝所⽴的宗因，于汝不乐意的过失就多了。是故世间亦现
⻅，从殊胜因即能出⽣最殊胜的果，所以遍智也决定有应当
许可，因为从胜出⽣胜，世间⼈皆⻅。种姓最殊胜的为婆罗
⻔；⽣处最殊胜的为有顶天；⼭最殊胜的为妙⾼⼭；王最殊
胜的为转轮圣王。是故由诸菩萨三⽆数劫积集资粮的⼒，即
能出⽣如来不可思议⼒，所以应当了知亦决定有遍智。虽不
依经教，就是以正理成⽴，亦应当许有遍智。或许佛陀的⾊
身不是佛陀，这种分别师的宗派，应当像遗唾的灰尘⼀样舍
弃。譬如获得⼀百瓶油，皆因⽐丘的缘故（⽉称疏：有⼀家
⼈很穷苦，有时很诚⼼的请⼀⽐丘住宿家中，因家贫唯有⼀



瓶⾹油涂⽐丘的脚，次⽇有⼀国王深信此⽐丘，欲兴供养，
⽐丘即令国王以⼀百瓶⾹油送彼穷⼈。）。

　　（庚）四（明劣慧⼩乘怖畏⼤乘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如是甚深法，愚夫⽣恐惧，如是劣根者，怖最希
有法。

　　问⽈：何故有情⼤约都畏惧⼤乘，⽽不殷重求佛果呢？
答⽈：是胜解下劣故。⽆智愚夫，于能作所作缘起⽆⾃性最
极甚深的法，闻已即⽣恐惧；如是胜解微弱根性最下劣者，
怖畏最极希有⼴⼤甚深的⼤乘法，和佛陀的殊胜⼒。譬如有
⼀国王名⽈身圣，不信⽐丘（⽉称疏：有⼀国王⼀⽈⻅有兽
⾏外道与兽作欲，如是即认为⽐丘亦与外道同样⽆德，所以
他就不相信⽐丘。）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应善思维⽣死过，诸劣慧者⽣畏处，

　　悟⼊甚深⼴⼤法，应修菩提⾏⼼要。

　　第六品 明断烦恼⽅便品

　　（戊）⼆（明断菩萨⾏的障碍——烦恼之⽅便）分⼆：
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明断烦恼⽅便品
第六。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⼆：（⼀）破许逼身苦⾏能断
除业烦恼；（⼆）明断烦恼之⽅便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破许逼身苦⾏能断业烦恼）

　　颂⽈：由乐增⻓贪，由苦增⻓嗔，若乐⾮苦⾏，苦何为
苦⾏。

　　为众⽣亲友的菩萨，了知⼀切衰⽼之处即是⽣死，⽣死
的因即是业烦恼，所以应当调伏所化众⽣的业烦恼。问⽈：
设若是这样，那出家⼈受五百间⾼⼤房屋和百味饮⻝，就不



合道理，由于随顺彼等住处和饮⻝的安乐，就能增⻓贪欲，
所以⾸先应当断除⽣起贪欲的所依——⾊等境，因此现在由
身受寒热逼恼和拔发等苦，就叫做摧伏业烦恼的难⾏。答
⽈：若是由身受安乐即能增⻓贪欲，⽽应断除这种乐因，那
么，身⼼由苦恼所逼即能增⻓嗔恚，这亦必须断除；以何理
由若具有乐就⾮是苦⾏，⽽断⻝、以⻛⽇逼恼的苦，何名为
苦⾏呢？所以说摧灭烦恼乃名为苦⾏，逼恼身⼼并⾮苦⾏。
世尊为了遮⽌⽣贪故，特别对补特伽罗授予⼗⼆杜多⾏；为
遮⽌有嗔恚的有情⽣嗔，即授予饮⻝和法⾐等美好资具，所
以专为息灭烦恼的释迦弟⼦，乃名为苦⾏。譬如由压⽢蔗乃
能得糖，所以由断烦恼，现世与将来乃能获得种种安乐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明断烦恼的⽅便）分⼆：（⼀）明断现⾏烦
恼的轨则；（⼆）明为拔除烦恼种⼦⽽修习对治的轨则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明断现⾏烦恼的轨则）分三：（⼀）总示断
除三毒的轨则；（⼆）别明断三毒的轨则；（三）别述断贪
嗔的轨则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总示断除三毒的轨则）分五：（⼀）应知三
毒的作业；（⼆）必须断除三毒的理由；（三）应别别依⽌
贪嗔的对治；（四）摄受有贪嗔弟⼦的轨则；（五）了知烦
恼⽣时的次第之后依⽌对治的轨则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应知三毒的作业）

　　颂⽈：贪业能摄集，嗔业起⽃争，痴业能增⻓，如⻛于
⼤种。

　　若了知三毒的作业之后，就应当断除，因为贪欲的业⽤
就是能摄集有情和⾮有情的财物，对治贪欲即是修习不净、
远离誊属和受⽤。嗔的业⽤就是能引起⽃争，对治嗔恚的即
是修习慈⼼和安住适意的殿宇等。犹如⻛⼒能遍⽕等诸⼤
种，所以痴的业⽤是⻓养贪嗔⼆者，对治痴的法即是修习缘



起等。譬如鲸⻥以⽕⼒则能杀害，所以三毒必须由智慧⽕来
对治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必须断除三毒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不会故贪苦，⽆助故嗔苦，⽆知故愚痴，由彼不
达彼。

　　问⽈：既有三毒的对治，⼜何故应断除呢？答⽈：能⽣
苦故。与现前可爱境不能会遇故⽣贪苦；欲想摧伏仇敌⽆有
⼒量的辅助故⽣嗔苦；⽆知微细⽆我理由愚痴故引⽣苦，由
于彼贪嗔等所蔽伏，就不能了达彼贪嗔等苦是极⼤痛苦，所
以应当努⼒断除烦恼。譬如穷⼦希求王妃⽽⽣痛苦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应别别依⽌贪嗔的对治）

　　颂⽈：如现⻅痰病、胆病不俱起；如是现⻅嗔，与贪不
俱起。

　　问⽈：如痴与贪嗔相遇时能同时俱起，是否贪嗔相遇时
也能同时俱起呢？答⽈：如现⻅痰饮病与胆病不能同时俱
起，如是现⻅嗔与贪在⼀补特伽罗的身⼼上不能同时俱起现
⾏，因为贪与嗔的⾏相是相反的，⼆者应是别别依⽌⽽起业
⽤。譬如⽔瓶中不能盛⽕故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摄受有贪嗔弟⼦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役贪如奴仆，不爱治彼故；敬嗔如事主，爱敬治
彼故。

　　师⻓教诫弟⼦应当了知贪嗔的性相和作⽤。摄受有贪的
弟⼦，役贪应如像驱使奴仆⼀样的调伏，不能以爱护⼼情来
对治彼的贪欲故；敬重有嗔的弟⼦，如像承事主⼈，令嗔不
起，以爱敬的⼼情来对治彼的嗔故。譬如浣⾐者养驴⼦⼀样
的照料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了知烦恼⽣时的次第之后依⽌对治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初时愚痴⽣，中间起嗔恚，末后⽣贪欲，每⽇三
时起。




　　了知烦恼⽣时之后就应当依法对治，因为晚上增⻓睡
眠，⽽痰病即增盛。晨早初时愚痴易⽣；中间为寻求⾐⻝，
轮转奔驰，由饥渴逼恼，则容易⽣起嗔恚；夜间最末离疲倦
之后则容易⽣起贪欲；所以随身⽣的过失作⽤，则是每⽇三
次令烦恼⽣起。应当依靠精进不放逸来对冶三毒。譬如则打
戛王考问婆罗⻔⼤⾂，婆罗⻔则⽣起嗔恚，后来国王赐赏⼀
百瓶⾹油，当下⼜⽣起贪爱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别明断三毒的轨则）分三：（⼀）断贪的轨
则；（⼆）断嗔的轨则；（三）断痴的轨则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断贪的轨则）分⼆：（⼀）难知贪是所应断
故应励⼒断除；（⼆）了知贪的因缘差别后则应断除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难知贪是所应断故应励⼒断除）

　　颂⽈：贪⾮亲似亲，汝于彼⽆畏，⼈于⽆益亲，岂⾮特
应离。

　　难知贪欲表现虚伪亲爱⽽欺诳世⼈，所以应当努⼒断
除，因为它最后能⽣苦恼。贪欲对⼈们并⾮是亲友，但它现
似饶益，如亲友⼀般，是故汝于彼贪欲⽆有畏惧。是故⼈们
对于⽆益之亲，岂⾮特应努⼒远离吗？应当远离。譬如贾森
王⻅⼀仙⼈与⺟⿅作欲邪⾏事，王即⽤箭射之，仙⼈咒诅国
王⽈：“汝欲与妻作欲时当下就要死亡。”（国王闻已即⽣恐
惧，远避深⼭修道，后遇王妃复作欲⾏，果真死亡。）

　　（⼦）⼆（了知贪的因缘差别后则应断除）

　　颂⽈：贪有从因⽣，亦有从缘起，从缘所起贪，易纠治
⾮余。

　　不应使贪欲有机会⽣起，因为贪欲是从两⽅⾯⽣起的。
有些贪欲是从过去数数串习的同类因⽣起的；亦有贪欲是从
忽然与境相近的缘⽽⽣起的，彼等缘中凡是从近缘所⽣起的
贪欲，彼就容易对治，由远离可能⽣贪爱的境就能断除故。
有些从内因⽣的贪欲则⾮像其余的烦恼那样容易断除，必须



要由⼤⼒对治乃能断除故。从缘⽣者，如⻦两翼缺⼀即不能
⻜；从内因⽣者难断，像鸽⼦⻦的贪欲⼀样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断嗔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嗔恚极坚固，定恶作⼤罪，知如是差别，当尽烦
恼际。

　　嗔恚⽐贪的过失更⼤，所以应当励⼒断除，因为嗔恚即
是执恨不舍极其坚固，决定能烧毁⾃他身⼼；对他能作损
害，唯是不善业，并且能作⽆间⼤罪。若了知如是诸杂染过
失的差别和过患，及其了知烦恼依何所⽣和断除烦恼的⽅便
差别，当断尽烦恼边际，所以了知各各烦恼的对治之后，就
应当努⼒断除。譬如有⼀爱法梵志，由嗔恚故九⼗⼀劫堕畜
⽣，后闻⼤师的教法得阿罗汉果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断痴的轨则）分⼆：（⼀）认识烦恼的根
本；（⼆）认识断烦恼的对治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认识烦恼的根本）

　　颂⽈：如身中身根，痴遍⼀切住，故⼀切烦恼，由痴断
随断。

　　问⽈：已说贪嗔性相差别，如何是痴相差别呢？答⽈：
如身中身根，遍于眼等其他诸根，若⽆身根等所依处，其他
诸根亦⽆依处。如是执缘起⽆⾃性空为实有的痴，即是染污
⽆知，它遍于⼀切贪嗔等烦恼诸处⽽住，因为痴对假安⽴的
法，执为有⾃性，由此即起可意和不可意⽽⽣贪嗔故。是故
当知贪嗔⼆者的⾏相与实执⾏相互相交杂的理由。其余诸烦
恼皆依染污⽆知⽽住，所以染污⽆知为主体，是故其他⼀切
烦恼由于修习缘起⽆⾃性空，痴即断灭，其余诸烦恼亦随之
断灭，所以应当努⼒了知空即缘起义。譬如若砍伐毒树，⽽
依毒树⽣起的⾮理作意等亦⽆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认识断烦恼的对治）




　　颂⽈：若⻅缘起理，愚痴则不⽣，故此⼀切⼒，唯应说
彼语。

　　问⽈：⾮理作意的根本是愚痴，应当以何⽅便来断除
呢？答⽈：芽与⾏等若有⾃性，那么，应不依观待种⼦与⽆
明等⽽有，可是，须观待彼等种⼦与⽆明⽽有故。芽等有唯
是观待⽽有，⾮⾃性有，应依各种正理论典⽽得了达，因为
若以现量⻅缘起⽆⾃性理，愚痴则不⽣。由于愚痴断尽，其
他⼀切烦恼随即⽽断，是故在此《四百论》中尽⼀切努⼒，
唯独应说的就是：空即缘起义的理趣之语。仅仅只通达芽是
缘起，不能通达谛实空，因为缘起不是成⽴谛实空的因故。
是故若⻅⾃性有多种过失，乃能获得诸法有，悟⼊唯是观待
⽽有，兼带必须通达⽆⾃性义，如《六⼗正理论》的礼赞根
本颂及注释中所说。譬如满⽉圆明能破⿊暗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别述断贪嗔的轨则）分⼆：（⼀）断贪的轨
则；（⼆）⼴明断嗔的轨则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断贪的轨则）分⼆：（⼀）具贪⾏补特伽罗
的相；（⼆）摄受具贪⾏补特伽罗的⽅便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具贪⾏补特伽罗的相）

　　颂⽈：常好歌舞等，舍受者洁净，现⻅有贪⼈，有如是
等相。

　　问⽈：应当如何了知是贪欲炽盛的有情？答⽈：常好
歌、舞、戏笑、修饰、花、⾹、鬘、庄严和颜⾊等；对他⼈
好为舍者、受者和洁净，聪慧、和蔼、温柔及⾔说直爽等，
现⻅有贪欲的⼈，有如是等相。与彼相反即是具嗔⾏的⼈，
贪嗔交杂即是具痴⾏的补特伽罗。譬如积聚种种财物饮⻝资
具和取弃舍物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摄受具贪⾏补特伽罗的⽅便）

　　颂⽈：佛教有贪者，⾐⻝及住处，⼀切离善妙，常依师
⻓住。




　　问⽈：如何是调伏贪欲炽盛⾏者的⽅便？答⽈：诸佛教
中说，具有贪欲者，对⾐服饮⻝及住处等⼀切应该远离美好
善妙，恒常依⽌师⻓⽽住。师⻓恒常策励教授，即能调伏贪
欲，断除⾮理作意。为对治有情贪着住处、卧具、饮⻝和⾐
服，佛说⼗⼆杜多⾏。对于有嗔⾏的有情，应当依据与对治
有贪欲有情相反的⽅便惠施住处等。譬如婆罗⻔被⾮⼈迷执
即以不净物惠施则当遣除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⼴明断嗔的轨则）分五：（⼀）思维嗔恚的
过患；（⼆）⼴说依嗔恚对治的轨则；（三）破惩罚⽆故骂
⼈者⽆过；（四）思维忍的功德之后⽽破嗔；（五）他⼈轻
毁应当修忍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思维嗔的过患）

　　颂⽈：⽆能⽽嗔恚，唯使⾃⼰丑；有能亦⽆悲，说此最
下等。

　　欲断嗔恚，应当思维嗔的过患，因为在⽆有能⼒损害他
⼈时⽽起嗔恚，唯使⾃⼰⾯容恼怒颦蹙等丑恶；若有能⼒，
亦⽆悲愍，所以说此嗔恚是最下等的，因为由彼嗔恚能损害
⾃他⼀切故。譬如有⼀婆罗⻔作了违反种姓的过失，使其他
同种姓的都遭受灾患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⼴说依嗔恚对治的轨则）分五：（⼀）对能
尽⾃⼰恶果的缘不应起嗔；（⼆）不悦意语是⾃⼰⽴为损恼
⾮本体损恼故不应起嗔；（三）典章说应治罚毁骂者是颠倒
的；（四）对能遣除他的⼼境过患不应起嗔；（五）对卑弱
者说恶语不应起嗔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对能尽⾃⼰恶果的缘不应起嗔）

　　颂⽈：说不悦意声，能净昔作恶，愚蒙不善⼠，不乐⾃
清净。

　　闻粗恶语就对彼起嗔是愚蠢的，因为闻不悦意声，能拔
尽⾃⼰往昔所作的恶业果报。对能尽业果的缘，不⽣欢喜反



⽽起嗔，这是对业果最愚蒙的不善⼠，是不乐⾃⼰罪障清净
者。譬如善意医疗⽼象的牧⼈，反被象害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不悦意语是⾃⼰⽴为损恼⾮本体损恼不应起
嗔）

　　颂⽈：所闻不悦意，⾃住⽆损恼，故从分别⽣，妄执由
他起。

　　由此理由，对粗恶语不应嗔恚，因为所闻粗恶不悦意
语，本体⽆有损恼，若本体有损恼，那么，说者也应当有损
恼。是故认为对⾃⼰有毁辱唯是从⾃⼰的分别⼼⽣，若起嗔
恚损恼，此损恼则是妄执由他所起。由于⾃⼰的分别故作损
恼，所以对他⼈不应起嗔。譬如有⼀牧⽜妇，闻暗⽳中⻝饮
⻝声，即妄执是守⽥⼥，她说：此⽜婆⼦在吃什么？后来知
是⾃⼰的⼥⼉，⼜说：这是⽼⿏在⻝。

　　（丑）三（典章说应治罚毁骂者是颠倒）

　　颂⽈：如对毁骂者，则说应治罚，如是对赞者，何不说
供养。

　　问⽈：典章说应当治罚毁骂者。答⽈：这唯独是不平等
的等起⼼（出发点），因为如对毁骂者，则说为应当治罚，
如是对赞叹者，何不说为应当供养？应当是供养，若不说是
供养，典章所说则是颠倒。譬如⻅诸⻦⻜翔⽃争，则起杀害
⼼，对说爱语者不作供养。

　　（丑）四（对能遣除他的⼼境过患不应起嗔）

　　颂⽈：汝不说可呵，若余亦知者，不应嗔说者，况嗔不
实说。

　　问⽈：由毁骂揭露⾃⼰的过失，使⼈知道，所以应嗔
恚。答⽈：汝是瞎⼦跛⼦等，汝纵然不说这是可呵，设若别
⼈讥毁时，亦不应对彼⽣嗔，因为不说余⼈亦了知故。若⾃
已是残废者，别⼈骂时，当不应起嗔；则汝⾃⼰没有过失，
骂者则⾮实说，则更不应嗔恚，是故不应嗔恚⼀切。譬如对



残废者说为残废，不是残废者说为残废，这两种说法，国王
都不应治罚。

　　（丑）五（对卑弱者说恶语不应起嗔）

　　颂⽈：从诸恶劣⼈，⾮仅出恶语，恶⼈发恶语，实属于
少分。

　　问⽈：闻卑弱者说粗恶语应当嗔恚。答⽈：从诸恶劣⼈
来说，他是乐于作⾮法，并且欢喜作诸恶⾏令他⼈⽣苦恼，
⾮仅不厌地出诸恶语，就是打杀等事也能作故。是故从恶劣
⼈仅仅发出⼀点粗恶语，这点过失实属于少分，所以应欢
喜，对彼不宜起嗔恚。譬如圣者满慈⼦，欲度“学那”河彼岸
的众⽣，随彼等所作，决⼼深修忍辱，所以⼤师乃允许他往
彼岸教化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破惩罚⽆故骂⼈者⽆过）

　　颂⽈：损害于他⼈，于⾃⽆少德，汝重⽆德嗔，唯属于
妄执。

　　问⽈：惩罚辱骂⽆有过失的⼈，是没有罪过的。答⽈：
于他毁骂的⼈作损恼报复，对于⾃已从前已受辱骂等损恼，
毫⽆少许补救，汝重视这种有过⽆德的嗔恚，唯独属于颠倒
妄执⽽已。譬如试验⼑的锋芒，利与不利都对⾃⼰有痛苦的
感觉。

　　（⼦）四（思维忍的功德后⽽破嗔）分三：（⼀）对骂
者应当修忍；（⼆）对压伏卑弱者的嗔忿不应尊重；（三）
忍受嗔忿是⼀切功德⽣处故应当欢喜修习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对骂者应当修忍）

　　颂⽈：若忍⽆劬劳，能得⼤福德，若于忍作障，有谁愚
同彼。

　　问⽈：有谁智者被别⼈⽆德的辱骂能修忍？答⽈：设若
修忍能使嗔恚⽆机会⽣起，⽽对他不作损恼，即⽆须劬劳就
能招感⾹、庄严、害⼼不能损恼的河流和⾊身端严等⼤福



德。那么，有谁⼠夫于修忍殊胜道作障碍，⼜有谁愚痴得同
彼⼀样呢？很快地摧坏⾃⼰功德故。是故能忍让辱骂者名为
智者。”譬如有⼀妇⼈⻅⾃⼰丈夫有病尚未死，她即杀害他命
（她的意思是免他活在受苦，不如死后安乐，世上有谁能同
这样的愚痴者。）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对压伏卑弱的嗔忿者不应尊重）

　　颂⽈：特对强⼒者，嗔恚则不起，嗔唯陵羸弱，汝何敬
重彼。

　　由此理由应当断除嗔恚，因为嗔恚对有强⼒者不能作损
害，所以嗔恚不易⽣起，是故嗔恚唯欺陵羸弱者，汝以何因
敬重彼嗔恚呢？不应敬重。譬如欺负妇⼈，谁肯称他为勇敢
者。

　　（丑）三（应欢喜修习忍受嗔忿是⼀切功德处）

　　颂⽈：若于嗔处忍，能⽣诸修德，于德处云畏，汝唯是
愚夫。

　　问⽈：若修忍辱，别⼈认为⽆⼒报复，⽽⾏欺侮，所以
应起嗔恚。答⽈：不合道理，因为若谁能于可⽣嗔处修忍，
他就能⽣起诸修习慈⼼三昧等功德，乃⾄挤⽜乳顷若能修习
慈⼼，亦能引⽣⼋种功德，如《中观宝鬘论》云：“⼈天⽣欢
喜，天⼈常护佑，得喜、众安乐，毒害、⼑⽆损，易得诸利
乐，当⽣梵世界；虽未得解脱，有慈法⼋德。”以上所说，若
于忍功德处或云畏惧别⼈讥笑⽽作报复，放弃修忍，汝唯是
愚夫，因为汝摧毁殊胜功德处故。譬如有⼀⼠夫想遮⽌恶
⾏，遂认为这是羞愧，仍作恶⾏，这是最愚痴者。

　　（⼦）五（他⼈轻毁应当修忍）

　　颂⽈：谁灭尽侮毁，⽽⽣于他世，与其⾃作恶，受侮尤
善哉。

　　问⽈：被卑下软弱者毁骂，⼒量强盛者难忍，应当对骂
者予以惩罚。答⽈：谁⼈能灭尽⼀切仇敌对⾃⼰的侮毁？永



远也报复不尽的，⽽英雄之名谁能保⾄他世亦不灭尽？是故
与其报复⽽积集罪恶，堕于恶趣，⾃⼰为摧伏仇敌⽽作罪恶
相⽐较，宁肯受侮毁犹为善哉。所以应忍受侮毁，由此即不
堕恶趣，由积集罪恶当堕恶趣故。譬如辘轳旋转，⽆有始
终，所以报复等亦不能尽的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明拔除烦恼种⼦修习对治的轨则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谁能真知，内识住等相，有此智慧者，烦恼终
不住。

　　识是因因缘⽽⽣，⽣即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则是刹那变
异，⽆⾃性住，由于⾮⾃性住，所以⽣灭皆⽆⾃性。由于⽣
住灭⽆⾃性，悟⼊三界⼀切有为法如幻，⼀切烦恼则应断
除。若谁瑜伽师能真知内识⽣住灭等相，⽆有微尘许⾃性；
若有修习此三界如幻，识⽆⾃性的智慧者，那么，烦恼在他
的意识智慧上终不能住。譬如拔除毒树根。是故先应修习压
伏现⾏烦恼的对治，然后⽅能通达缘起⽆⾃性，断除⽆余烦
恼种⼦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障碍利⽣菩提⾏，随顺贪等烦恼转；

　　修慈不净瑜伽师，达真⽽住解脱乐。

&a, mp;a, mp;n, bsp;

　　第七品 明⼈远离贪着欲财⽅便品

　　（戊）三（明远离烦恼所缘——贪着五欲受⽤境的⽅
便）：已说⽣死过患，为了对⽣死⽣起厌离故，于能引后有
的业，修习远离贪着。此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
品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明⼈远离贪着欲
财⽅便品第七。


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三：（⼀）思维⽣死的过患；
（⼆）远离引发⽣死的因——有漏业；（三）明永断业的必
要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思维⽣死的过患）分⼆：（⼀）思维⽣死的
总过患；（⼆）别明远离于乐趣⽣爱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思维⽣死的总过患）分⼆：（⼀）必须修习
怖畏⽣死的理由；（⼆）如何⽣起厌离的轨则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必须修习怖畏⽣死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于此⼤苦海，毕竟⽆边际，愚夫沉此中，云何不
⽣畏。

　　为了断除⽣死的因，⾸先应当思维⽣死的过患，因为由
⽆明、我慢和从爱所⽣的爱结三⼗六种毒蛇遍布，三⼗⼆种
恶⻅罗刹，搅动⽣死使诸有漩复流转。众⽣⽆始时来流转于
此⽣死⼤苦海，毕竟⽆有边际，愚夫异⽣，汝从⽆始时来沉
没此⽣死海中，由何因缘不⽣畏惧呢？应当畏惧，因为现⻅
沉没有边底的海中尚须畏惧，何况⽆边。譬如有⼀五通仙
⼈，欲了解世间边际，即运⽤神⾜通，⾜踏须弥顶运⾏，结
果未⾄边际⽽死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如何⽣起厌离的轨则）分四：（⼀）不应耽
着韶华；（⼆）为业烦恼所⾃在故应当怖畏；（三）教示努
⼒断除⽣死轮回的因；（四）断除为远离⽣死⽆须努⼒的诤
执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不应耽著韶华）

　　颂⽈：韶华适落后，复⼜现于前，虽住此世间，现⻅如
赛跑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要多缘⽣起的过患，但是，在韶华等时代，
应该骄逸，勿须怖畏。答⽈：韶华时代等，并不是恒常久
住，所以在少年时代不应该傲慢，因为此时韶华适落于后，
渐渐地趋向于⽼，乃⾄死后韶华复⼜现于前，⽽⼜渐渐地趋



向于⽼。虽然耽著住于韶华时代，但是，于此世间上现⻅有
少年、⽼、死等各各都想奔趋于前。犹如赛跑，刹那变化⽽
⾮恒存，所以在少年时代不应该骄傲。譬如压芝麻油的轮辐
影像，⼀刻不停地在旋转变动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随业烦恼⾃在故应当怖畏）

　　颂⽈：汝于三有中，⾮能随愿往，随他转⽆畏，岂成有
慧者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须往后世，但亦不应怖畏。答⽈：愚夫！汝
于三有中，⾮能随⾃⼰的意愿往⼈天等善趣，完全是随他业
烦恼⾃在⽽转，不会超越怖畏阶段。若⽆有点怖畏⼼，岂能
成为有智慧的聪明者？由于随顺业烦恼⾃在⽽转，所以应当
恒常⽣起厌离。譬如河⽔所漂流的树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教示努⼒断除⽣起轮回的因）

　　颂⽈：未来⽆边际，常时为异⽣，如汝过去世，理应勿
复尔。

　　问⽈：此⽣虽然耽著乐受⽽不能断除⽣死，但是，在后
世⽣中可以努⼒断除。答⽈：未来⽣中⽆有边际，过去世中
亦⽆有始，在过去⼀切⽣中常时为异⽣。如汝, , , 在过去世未
曾如是解脱三有，现在未来理应勿复再像过去⽆义地虚度尔
许时光，应当精进。譬如有⼈对调戏他⼈的妇⼥，虽经亲友
的劝⽌，但仍如是作⽽不改悔。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汝应忆念
过去世，贪⽆义事损坏体；誓修⻓远菩提⾏，住戒精进离贪
欲。”

　　（癸）四（断除为远离⽣死⽆须努⼒的诤执）分⼆：
（⼀）正明；（⼆）遮⽌不于现世努⼒⽽希求后世之诤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明）

　　颂⽈：闻者所闻教，说者皆难得，以是说⽣死，⾮有边
⽆边。




　　问⽈：⽣死有边耶，抑⽆边耶？若如第⼀有边，那就不
须努⼒修习当得解脱，因为有边故；若如第⼆⽆边，那纵然
努⼒修习亦不能得解脱，所以断除⽣死故努⼒修⾏应成唐
劳，因为⽣死⽆边故。答⽈：已得暇满殊胜之身，已得解脱
道身⼼的闻者，与所闻开示真如的教授和说法者——如来，
皆如“优昙花”出现世间，实属难得，因为如来须经三⽆数劫
积集资粮，真实难得。法宝和僧宝亦是观待如来⽽有，以是
总说⽣死者，对观待⽣起解脱圣道身⼼的因——具⾜三宝的
补特伽罗，则⾮⽆边，因为具⾜解脱⽣死的因缘故。若是观
待不具⾜彼等因缘的补特伽罗，则⾮有边，因为在此短时期
中不能解脱⽣死故。若是观待胜义谛的实际，有边⽆边⼆者
在胜义谛中有，如来未曾记别。闻者、说者和所闻的教法，
譬如优昙花出现世间真是难得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遮⽌不于现世努⼒⽽希望后世之诤）

　　颂⽈：由于诸⼈类，多持不善品，以是诸异⽣，多堕于
恶趣。

　　问⽈：有佛经住世和有宣说教法的善知识，所以希求在
后世努⼒断除⽣死并不为迟。答⽈：虽有佛经和宣说教法的
善知识，但是，⾃⼰能够成为闻者实在难得，因为由于诸⼈
类，多半坚持⼗不善业恶品，以是随业⾃在⽣住的诸异⽣，
多半决定堕于恶趣，所以有法宝和善如识时，闻者应须努
⼒，勿待后世。应当像如救头燃⼀样的精进求解脱，若不精
进，就像国王与⼤⾂灌顶⼀样的空⽆所得。譬如担麻弃⾦。
（佛经中说：有⼆⼈担麻⾏脚，途中得⼀囊⾦，⼀⼈因爱著
麻担即弃⾦囊，⼀⼈即弃麻持⾦，回家⼤富。）

　　（⾟）⼆（别明远离于乐趣⽣爱）分⼆：（⼀）明于乐
趣亦应修厌离；（⼆）明由爱⽽住⽣死犹如颠狂者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明于乐趣亦应修厌离）




　　颂⽈：地上恶异熟，故意为损恼，圣者观三有，等同备
宰处。

　　问⽈：恶趣虽然是⽆暇处和有众苦逼恼，应当断除，但
乐趣是欢喜处，故不应厌离。答⽈：乐趣亦应像恶趣⼀样的
厌离，因为世⼈虽往乐趣，但是，由于过去的所有余业⽽招
感⽀节损坏、诸根残缺和贫穷等苦。凡是地上所住的诸⼈，
都不乐意恶异熟果，然⽽仍须领受，是故诸圣者观察三有，
等同杀害有情的备宰处。譬如有⼀最受国王宠爱的⼤⾂，对
王⽆有畏惧，后来⼀时触犯了王，即被国王杀害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明由爱⽽住⽣死犹如颠狂者）

　　颂⽈：若识不正住，世说为颠狂；则住三有者，智谁说
⾮狂。

　　问⽈：若诸圣者观察三有，等同备宰处，何故世间⼈不
⽣厌离呢？答⽈：犹如⼤象颠狂，是本性颠狂故。问⽈：怎
样颠狂呢？答⽈：若世⼈身界不和，就会使识不能正常安
住，世间就说为“颠狂”。设若成了颠狂⽽住三有者，有智慧
者谁能说安住三有⾮为颠狂呢？然诸异⽣特别是乐于众多⾮
理轨则，说粗暴语，使识不能正常安住。譬如有⼀国王最可
爱的⼉⼦，⼀时识不正常颠狂，国王⻅⼦⼼即不喜，其后病
愈，则如常爱念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远离引发⽣死的因——有漏业）分三：
（⼀）总示远离能引后有的业；（⼆）必须远离能引后有业
的理由；（三）正明如何远离的轨则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总示远离能引后有的业）

　　颂⽈：现⻅⾏等苦，违时则消失，以是具慧者，发⼼尽
诸业。

　　智者应该断除随业⾃在受⽣的⽣死，亦应遮⽌随业⽽转
的作⽤，因为现⻅⾏、住、坐、卧等威仪⽽引⽣的苦恼，若
以住等威仪与⾏违时，前所⽣的苦则渐渐消失，由断⼀切业



的相续，则灭⼀切苦故。以是具有智慧者，应当发⼼断尽能
引后有的诸业，获得涅槃胜位，以及得涅槃的⽅便。譬如愚
⽣异⽣安住⽣死，有⻓远⾏道的疲倦痛苦和缺乏道粮的苦
恼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必须远离能引后有业的理由）分四：（⼀）
⽣死是可畏处故应远离业因；（⼆）思维业果⽽修怖畏；
（三）思维业的本体之后应当励⼒断除；（四）不应由于业
是乐的因⽽起贪著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轮回是可畏处故应远离业因）

　　颂⽈：若时随⼀果，初因不可⻅，⼀果⻅多因，谁能不
⽣畏。

　　诸具慧者应当从遮⽌有漏业⽽断除⽣死，因为从⽆始相
续的⼤种、⼤种所造和⼼等，随拈⼀果，⽽果的初因谁亦不
可现⻅。是故随⼀果法亦现⻅有很多因缘，愚夫异⽣谁能不
⽣怖畏呢？因为此业相续是由⽆量⽆明荆棘丛林所遍满的，
所以对于难可测量的⽣死旷野应恒常⽣起厌离和努⼒修习解
脱⽣死的⽅便。譬如随拈⼀个泥瓶，很显然的须要有很多因
缘差别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思维业果后⽽修怖畏）

　　颂⽈：既⾮⼀切果，决定能成办，所办⼀定灭，为彼何
⾃害。

　　若谁由爱为等起⼼（出发点）作业的果决定成就，这到
可以努⼒作业，但是，既⾮⼀切圆满安乐等果，就决定能够
成办。并且所成办的⼀切果到了最后也⼀定坏灭，为彼颠倒
等事如何⾃⼰损害三业？以是应当努⼒断除能引⽣死的业。
譬如陶师烧窑不⼀定就件件能成功，纵然成功最后也决定坏
灭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思维业的本体之后应当励⼒断除）




　　颂⽈：业由功所造，作已⽆功灭，虽如是⽽汝，于业不
离染。

　　既然业也像果⼀样的决定坏灭，那就不应当努⼒造作⽆
义的有漏善业，因为建修城堡等事业，皆由功⽤造作，作已
⽆须功⽤⾃然坏灭。既然如是，⽽汝于业仍然不懈地造作，
汝的作业并⾮离染，这正显示⾃⼰愚蠢。譬如⽤⼒在⼭峰顶
端堆砌⽯头，其后⽆须造作⾃然就会倒塌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不应由于业是乐的因⽽起贪著）

　　颂⽈：过去则⽆乐，未来亦⾮有，现在亦⾏性，汝劳竟
何为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⽤⼒创造事业最后决定坏灭，但业是乐因，
所以不应远离贪欲。答⽈：依过去的识则⽆有真实的乐，因
为彼乐已灭故；依未来的识亦⾮有真实的乐，因为彼乐未⽣
故；依现在所⽣的识亦是刹那坏灭的⾏性，既⽆有真实坚固
的乐，那么，汝的劳作究竟有何所为呢？所以对空⽆果的事
业不应劬劳。譬如在虚浮的河⽔边建造房屋，毕竟倒塌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正明远离的轨则）分⼆：（⼀）破对福业⽣
爱；（⼆）破积集⾮福业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对福业⽣爱）分三：（⼀）总破为爱增上
⽣的义利⽽积业；（⼆）从乐趣⾄乐趣极难得；（三）别破
为求增上⽣⽽积业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总破为爱增上⽣的义利⽽积业）分⼆：
（⼀）圣者视增上⽣等同地狱故应怖畏；（⼆）异⽣若能如
是通达即身⼼顿时坏灭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圣者视增上⽣等同地狱故应怖畏）

　　颂⽈：智者畏天趣，亦等同地狱，彼等于三有，难得不
⽣畏。

　　问⽈：为求增上⽣的乐就应造作善业。答⽈：现证真如
的诸智者，怖畏天等增上⽣，亦等同烦恼炽盛的烈⽕和痴昧



⿊暗遮蔽等地狱，因为彼等诸圣者对于三有难得不⽣怖畏，
所以诸具慧者应当思维⽣死的过患。这⾥所破除的是：为⻅
三有不起厌离，执增上⽣（⼈天趣）实有⾃性，⼼⽣爱恋，
为求得增上⽣由爱⽽积业，并⾮破除为希求解脱积集⼈天身
的⼀切业因，若是破除即成颠倒。譬如虽然脱离吉巴国王的
牢狱，但寿命的死亡仍然存在，未曾解脱⽣死系缚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异⽣若能如是通达即身⼼顿时坏灭）

　　颂⽈：若凡夫亦知，⼀切⽣死苦，则于彼刹那，身⼼同
毁灭。

　　圣者如是观察天趣——增上⽣等同地狱，设若凡夫异⽣
亦能如是了知⼀切⽣死诸苦，则于了如彼刹那的顷刻间，身
⼼同时毁灭。若凡夫异⽣不通达天趣等同地狱，则于三有安
然⽽住。譬如帝释的儒童为贪爱遍⼊天位⽽舍身命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从乐趣⾄乐趣极难得）分⼆：（⼀）正义；
（⼆）破不作恶⾏⽽爱增上⽣，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义）

　　颂⽈：有情⽆慢少，有慢则⽆悲，从明⾄明者，故说极
难得。

　　在轮回中由种姓的尊贵和受⽤富饶就称为乐，但是，对
于种姓和受⽤应当厌离，因为由种姓尊贵等有情，⽆有仗势
骄慢者很少。由有骄慢即执⾃⼰殊胜，若与⾃已相等，或胜
⾃⼰，便起嫉妒，欲想毁灭他⼈，则⽆有悲愍，所以从明趣
⾄明处者，故就《阿含经》等所说极其难得。譬如扎墨格拿
的⼉⼦⼆⼗⼀次消灭刹帝利种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作恶⾏⽽爱增上⽣）

　　颂⽈：弃舍此境已，要求得境界，如是颠倒法，何因许
为正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应当呵斥有骄慢⽽作恶⾏，那么，没有骄慢
为希求增上⽣就应该努⼒积集福业。答⽈：在此世间为希求



后世——增上⽣修习梵⾏，厌离弃舍此五欲境已后，更希求
得天趣受⽤修法的果悦意境界。如是将⾃⼰所得的境界，厌
离弃舍之后，复⼜更希求天趣，这就是颠倒法，有智慧的⼈
以何因由许可如是作法为正确的呢？所以不应将⾃⼰殷重弃
舍了的东⻄复⼜取回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别破为求增上⽣⽽积业）分五：（⼀）破为
求受⽤⽽积业；（⼆）破贪着世间法规⽽积业；（三）破为
求可意境⽽积业；（四）破为求权势⽽积业；（五）破为求
后世富饶由爱⽽积业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破为求受⽤⽽积业）

　　颂⽈：福果为财富，常须防护他，若常防他者，如何为
我所。

　　虽然有⼤富受⽤的果报，但是，对它亦不应贪爱，因为
世⼈对于施等福果谓是财富，但是，汝所受⽤经常须要防护
其他盗贼、⽔、⽕等缘的侵损。若是经常⽤⼒防护他⼈的侵
损者，那么，如何能成为⾃⼰有所⾃在的我所呢？已经成就
的果实，还不能随意受⽤也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贪着世间法规⽽积业）

　　颂⽈：世间诸规律，随彼⾏名法，是故较于法，世间⼒
尤强。

　　问⽈：若是为求善趣⽽修施等法是颠倒，那么和符世间
共许的法规就应该随顺。答⽈：贪著世间共许的法规亦不应
理，因为凡是世间娶媳嫁⼥的诸法规，若随顺彼⾏就名为
法，为什么？于彼规律世间⼈共许为法。但是，娶媳嫁⼥等
规律亦有时间、地点不同的区别，并不是所有的地⽅都是⼀
样，是故这种规律较于佛法，则世间⻛俗习惯的⼒量尤其强
盛，所以不应贪著。譬如有些地⽅娶媳妇，有些地⽅娶男
⼦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破为求可意境⽽积业）




　　颂⽈：境由善可爱，彼境亦为恶，舍彼成吉祥，修彼复
何为。

　　问⽈：没有可意境当然不⽣乐感，可是彼可意境亦是福
果，所以为求安乐贪爱可意境就应该修福。答⽈：⾊声等境
是由施等善业所感的可爱果，但是，彼五欲境亦为诸希求解
脱者所呵毁厌恶，因为这是⽣⻓恶法的根本故；是被⽆常和
苦等恒常所搅乱故。若是弃舍彼过患的根源，即成为吉祥，
因此，为求可意境修彼有漏善业复有何为呢？没有任何的必
要。

　　（⼦）四（破为求权势⽽积业）

　　颂⽈：谁不⽤教敕，彼则不需法，谁求得教敕，是众中
愚⼈。

　　问⽈：对五欲境虽然应当呵责，但是，王位是出⽣安乐
富饶的因，所以为求王位权势就应该修福。答⽈：不合道
理，因为有些⼼得⾃在的瑜伽师，不假勤劳就能成办所欲
境，不需⽤王的教敕，对于彼瑜伽师则不需要求得王位权势
才能⾏布施等法，若谁求得仅说话就受⼈尊重的国王的教
敕，这是异⽣众中最愚蠢的⼈，因为所希求王位权势是极⼤
罪恶的根本故。譬如有⼀占⼘师推算⾃⼰最可爱的⼉⼦第六
天要死，如是他在第六天早上⼀⾯啼哭⼀⾯将⼉⼦杀死，这
是最愚蠢的⼈。

　　（⼦）五（破为求后世富饶由爱⽽积业）

　　颂⽈：由⻅未来果，汝贪爱法者，⻅贪未来边，岂不畏
何为。

　　问⽈：欲求后世富饶等果，就应该积集福业。答⽈：由
于现⻅未来富饶等果，汝即贪爱施等法者，这种夹杂贪爱的
施等法，必定会感到许多恶趣苦果。若⻅贪爱未来富饶果的
恶趣边际，岂不⽣怖畏还贪爱何为呢？对于夹杂贪爱的法犹



如恶趣⼀样，也不应当贪爱。譬如没有智慧的⼈收买⽣苦之
处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积集⾮福业）

　　颂⽈：如佣⼈修福，全同为⼯资，若尚不乐善，何能作
不善。

　　若果为后世的安乐⽽修福业，这就如像佣⼈为挣⼯资⽽
作事，这样修福完全同佣⼈⼀样的为挣⼯资，所以智者不应
由贪爱为等起⼼修积福业。若诸智者已⻅⽣死的因，尚且不
乐于能⽣爱的善业，何况能作不善⾮福的业吗？应当断除⼀
切恶业。譬如有⼀“让戛打”乞丐⾃⼰所⻝的东⻄被狗所⻝，
他即诬蔑修断⻝的苦⾏王⼦，认为是王⼦所吃。（⽉称疏：
有⼀王⼦修断⻝苦⾏，让戛打即说汝⻝了我的东⻄，王⼦
⽈：我宫内的丰富美馔尚且弃舍不⻝，岂能吃汝的东⻄
呢？）

　　（庚）三（明远离业的必要）分⼆：（⼀）通达真如的
智者永断爱染趣⼊解脱；（⼆）诸智者对增上⽣尚不视为可
爱，岂有喜爱可厌之处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通达真如的智者永断爱染趣⼊解脱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谁⻅众⽣，如机关幻⼈，彼等极明显，能趣于
胜位。

　　凡夫异⽣只喜爱轮回，若谁是现⻅缘起⽆⾃性的智者，
即能现⻅内外男⼥众⽣犹如⽊制机关的幻⼈，亦⻅幻⼈⾃性
本空。彼等极明显地超越⽣死能趣于解脱和⼀切智的胜位，
所以应当善于思维实际之境。譬如有⼀⽊制术师制⼀机器⼥
⼈，有⼀画师⻅已即⽤⼿触，⽣⼤羞愧；如是画师亦画⾃⼰
⾃刎形象，雕师⻅已⽣⼤苦恼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诸智者对增上⽣（⼈天趣）尚不视为可爱岂
有喜爱可厌之处）




　　颂⽈：若谁于⽣死，诸境皆不喜，则彼于此间，都⽆可
爱乐。

　　若诸智者了达真如境，即于⽣死诸可意境皆不爱恋欢
喜，则于彼等⽣⽼可厌处如何有喜爱呢？是故彼智者于此⽣
死中间，对于⼀切都⽆可爱乐。譬如“古夏”城有⼀⼤善⻅
王，舍离转轮王位及王妃等之后，即⽣起四静虑定。是故如
前所说，思维⾊声等五欲境的过患之后，则应当善于思维真
如实相境界，精进修习⽆上菩提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若善思维⽆常苦，苦海⽆边⽆底因；

　　永断爱著⾊等境，精修⽆上菩提道。

　　第⼋品 净治弟⼦品

　　（戊）四（明为成就道器故净治弟⼦身⼼（相续）的⽅
便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净治弟⼦品第
⼋。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三：（⼀）明烦恼能断的理
由；（⼆）⼴明断烦恼的轨则；（三）明后有结⽣⽆始有终
的喻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明烦恼能断的理由）分⼆：（⼀）正明；
（⼆）明烦恼可断的理趣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正明）

　　颂⽈：如对不顺⼈，爱念不久住，如是知众过，爱念不
久存。

　　问⽈：从⽆始熏习的贪欲系缚如何能断呢？答⽈：如对
不和顺⾮亲爱的⼈，由贪爱等起⼼所起的爱念则不能久住。
如是诸瑜伽师了知内外⼀切法所⽣的众多过患，贪爱则不久
存。若是善于观察贪欲，则烦恼根并不坚固，所以烦恼能断



除。譬如有⼀婆罗⻔闻听佛说：“婆罗⻔童⼦，汝若与贪欲系
结，即是系缚，若离贪爱，即得解脱。”婆罗⻔闻已即深观四
圣谛⽽得阿罗汉果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明烦恼可能断的理趣）分四：（⼀）烦恼所
缘的事不定故能断；（⼆）⽣烦恼的因⾮实有故可能断；
（三）破许烦恼不能断的能⽴（因）；（四）与现⻅有许多
未断烦恼者并不相违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烦恼所缘的事不定故可断）

　　颂⽈：有者于彼贪，有者对彼嗔，有者于彼愚，故⽆可
贪义。

　　由于现⻅五欲境的过患，不但说明烦恼能断，并且显示
烦恼所依的事⽆有实体故，所以烦恼亦能断除，因为贪欲是
依靠所贪的事⽽起的。但彼所贪的境亦⽆⾃性，例如在⼀事
上有些即于彼境起贪，有些即于彼境起嗔，有些即于彼境起
愚痴。是故要是所贪爱的境有⾃性，那么，即应当于彼境唯
独起贪，不应起嗔痴，但是⽆决定故，所以⼀切所缘皆是分
别虚妄。这是就所依事来说明烦恼也是可能断除的。譬如有
⼀⼠夫娶⼆妻，有⼥之妻⻅⾃⼰的⼥⼉即⽣欢喜；⽆⼥⼉之
妻⻅彼⼥⼉便⽣苦恼；⼥仆佣⼈⻅之则处于中庸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⽣烦恼的因⾮实有故可断）

　　颂⽈：若⽆有分别，则⽆有贪等，智者谁执着，真义谓
分别。

　　由于所缘⽆实体，不但显示烦恼能断，⽽且亦能了知⽣
烦恼的因⽆谛实，所以烦恼能断。如云：“贪欲嗔恚痴，从诸
分别⽣。”若⽆有⾮理作意的分别和⻅绳为蛇的虚妄分别，则
⽆有贪欲等杂染烦恼；然彼等有，唯是观待⽽有，⾮有⾃
性。若是有⾃性，智者谁肯执着与真义相违的法谓是分别假
安⽴的法呢？分别假安⽴的法与有⾃性是相违故。⻅绳安⽴
为蛇时，绳的⽀分（部分）与绳的有分（整体），时间的相



续（部分）与有相续（整体），都⽆有蛇的所依存在。五蕴
的和合（部分）和有和合（整体）、相续与有相续，都不应
有补特伽罗，⽽补特伽罗是依蕴假安⽴的，⽆有⾃性，由此
当知⼀切法亦⽆有⾃性。若是颠倒错乱，就会产⽣虚妄分
别，例如有⼀修静虑者，感觉⾃⼰头上另有⼀头，旁⼈为除
他病，即以假的⼈头扔在地上，即说：“这是汝的头掉在地
上”，由此即消灭了他的邪分别。这是依据⽉称疏义。例如
《六⼗正理论》云：“世间⽆明缘，是佛所说故，此世谓分
别，有何不应理。”当知应善于悟⼊此义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破许烦恼不能断的能⽴（因））

　　颂⽈：任谁与他⼈，都⽆同系缚，若与他同系，分离则
⾮理。

　　问⽈：世间男⼥彼此互由有境的贪欲，共同系缚，若不
弃舍⼥⼈则不能断除贪欲。答⽈：任谁某男⼦或其他⼥⼈，
都不是共同有⾃性地同⼀系缚，因为⾃性是不变坏的。若是
与他有⾃性地同⼀系缚，说有分离则⾮合理，因为有⾃性就
不应分离，可是现⻅有分离故。譬如⿊⽜与⽩⽜虽不是有⾃
性的系缚，但由犁和绳所系⼀样，根与境亦由爱⽽有系缚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与现⻅有许多未断烦恼者并不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薄福于此法，都不⽣疑惑，若谁略⽣疑，亦能坏
三有。

　　问⽈：若如汝说由观察就能断除烦恼，那么，为什么⻅
有⼤半众⽣部没有断烦恼呢？答⽈：是离开了对甚深法的增
上胜解故。是故薄福众⽣对于此⻰猛阿阇黎所说的：既是缘
起性空，⼜能建⽴⼀切因果作⽤的⼆谛法，都不⽣是否有⾃
性或⽆⾃性的疑惑，云何能断烦恼得解脱呢？若谁听说空性
略能⽣起或者是⽆⾃性的怀疑，亦能坏灭三有，因为能略略
地思维诸法实相的理故。有怀疑就决定有希求，并且能以教
理现证正⻅，断尽烦恼即得解脱。譬如有些商主被罗刹⼥迷



执，彼⼥即对商主⽈：不要往南⽅去。有⼀商主怀疑，即到
海边遇到“叭拿哈戛”⻢王，彼即依怙⻢⼒渡过⼤海彼岸，脱
离罗刹⼥返回家乡。由此也显示得解脱必须现证空性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⼴明断烦恼的轨则）分四：（⼀）教诲必须
现证空性的意义；（⼆）教诲希求解脱；（三）引导趣⼈空
性的次第；（四）教诲烦恼决定能断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教诲必须现证空性的意义）分五：（⼀）教
诲应当敬重实际之理；（⼆）示得解脱必须现证空性；
（三）示从流转趣⼊还灭的⽅便；（四）示于空性远离怖
畏；（五）示应断除特别贪著⾃宗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教诲应当敬重实际之理）

　　颂⽈：能仁说何法，增⻓⾄解脱，若谁不重彼，显然⾮
智者。

　　若谁有怀疑缘起性空，就能坏灭三有，所以能仁说，何
⼈能现证空性和由空慧所摄持的施等法，则从⻅道第⼀刹那
所摄乃⾄得解脱中间皆不退转，并且还能增⻓。若谁异⽣不
敬重彼空性理，彼显然⾮是智者，表示⾃⼰极其愚痴，所以
诸智者应当建⽴敬重空性的正⻅。世间的诸法出⽣异熟果后
即坏灭，由于通达空性，⽽修施等法亦能导种智智城。譬如
到⽢蔗⼭应当尝味，不应空过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示得解脱必须现证空性）

　　颂⽈：⾮不空观空，谓我得涅槃，如来说邪⻅，不能得
涅槃。

　　问⽈：为是诸法不空，为离贪故观它为空，或者实有本
空⽽如是正⻅耶？答⽈：是于空法修习现证为空，因为没有
通达补特伽罗和五蕴实有空，则执为诸法实有。谓“我修空性
证得涅槃”，并不是诸法不空观它为空，如来说：“于实际颠
倒执著即邪⻅，就不能证得涅槃。”佛说：“⼀切法⾃性空，



就是⽆⾃性的理趣。”所以要证得有余依、⽆余依和⽆住涅
槃，应当善巧空性之理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示从流转趣⼊还灭的⽅便）

　　颂⽈：何经说世间，彼即说流转；何经说胜义，彼即说
还灭。

　　问⽈：若是诸法⾃性空。就应该只说真如，为何还要说
有情世间和器世间的流转法耶？答⽈：不说世间流转法，就
不能现证空性。为了通达真如的⽅便，所以必须说流转法，
因为有些⼈执诸法实有，⽽执诸法从⽆因和⾮因⽣，诸经为
了破除彼等谬执，即说由⽆明缘⾏⽣有情世间和器世间，彼
经即是说流转的次第；因为说流转法是通达胜义的⽅便故。
何经说胜义谛法⾃性空，彼经即是说还灭的次第。譬如欲⼊
深⽳，必须弃舍其他⼀切物件，否则，有滞碍就不能趣⼊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示于空性远离怖畏）

　　颂⽈：若汝⽣怖畏，皆⾮有何为，若实有所作，此法⾮
能灭。

　　问⽈：若⼀切法空，“那就损减了⼀切因果作⽤，也不能
得解脱故，不许因果就会破坏⼀切。答⽈：若⽩性空便谓“⼀
切法皆⾮有，何必为求解脱勤修圣道”。这是汝对空性产⽣的
怖畏。设若诸法在胜义中实有所作者，那么，通达此空性的
法就⾮能灭除⽣死。但是，胜义中要是实有，⼀切因果作⽤
就会永远不变，谁也不能断除⽣死故。执蕴实有者，例如执
阳焰为⽔，都是虚妄分别。

　　（壬）五（示应断除特别贪著⾃宗）

　　颂⽈：若汝贪⾃品，不喜他品者，不能趣涅槃，⼆⾏不
寂灭。

　　若谓空性的宗能断除⽣死，就特别殊胜，旁宗都是颠
倒，这样特别贪爱⾃宗⽽嗔恚别宗的⼈。若汝不弃舍特别贪
着⾃已空性宗（品），⽽嗔恚不喜他宗（品）者，就不能趣



于解脱涅槃，若有实执取舍⼆⾏，毕竟不能寂灭三有。譬如
有⼀圣僧军⽐丘，教化⼀个精修戒律的在家弟⼦出家，弟⼦
说：我已深信佛教，⻅婆罗⻔就憎恶，所以我就不出家了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教诲希求解脱）分七：（⼀）精进则容易得
解脱；（⼆）若不修习厌离⽣死就不能得解脱；（三）⽣死
的过患极⼤故应精修解脱；（四）不应最初开示实际义；
（五）如何为引导的次第；（六）诸法的究竟实际体⽆差
别；（七）因此经说须修福德资粮并不相违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精进则容易得解脱）

　　颂⽈：⽆作得涅槃，有作招后有，涅槃⽆碍念，易得余
⾮易。

　　问⽈：涅槃妙乐最难得成就故，所以不能获得，世间有
漏法不努⼒就容易得，是故我们还是作容易得的有漏法。答
⽈：通达⼀切善不善业体空⽆作，当得涅槃，⽽实执善不善
种种有所作，则招后有，是故能遮⽌⼀切恶业，涅槃不消担
⼼就容易获得。其余⽣死的乐则⾮容易得，所以智者不应弃
舍希求不加励⼒就能获得的涅槃，⽽希求经⼤劬劳所得的⽣
死。譬如希求⽆病身⼒健壮，虽有多种因缘，但是，若不希
求健康，则不希求彼缘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若不修习厌离⽣死就不能得涅槃）

　　颂⽈：谁不厌三有，彼岂敬寂灭，如于⾃家室，难出此
三有。

　　问⽈：在胜义中都⽆有作为即是涅槃，为什么在此《四
百论》中还要说⽆常和苦等法耶？答⽈：为离⼀切⽣死的作
业⽽得解脱，所以要⽣起厌离⽣死故。若谁补特伽罗不厌离
⽣死，彼⼈岂能敬重寂灭⽣死苦的解脱吗？当然不能，例如
没有渴恼所逼的苦，必然不会产⽣迫切希求饮⽔⽌渴的⽅
便。⽐如对于⾃⼰⼩⼩的穷苦家室，不能完全断除贪爱，就
不能离家，所以劣慧众⽣难得出离此三有⽹，因为由爱系缚



故。譬如眼⻅没有离开家乡爱恋者，顷刻即赴刑场，还贪⻝
家乡美馔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⽣死过患极⼤故应勤修解脱）

　　颂⽈：有为苦所逼，现⻅求⾃死，时彼愚痴故，不能趣
胜道。

　　复次有些⼤权势的众⽣，特别贪爱五欲境的快乐，为离
家和在寂静处得解脱，不能精进，然由疾病和贫苦等苦恼所
逼，所以就应该弃舍欢喜⽣死。因为有些补特伽罗为贫困苦
（苦苦）和爱别离苦等苦恼所逼，并且现⻅有些为希求解脱
彼等苦⽽跳⽔、赴⽕和投岩等⾃死，如此可⻅就应该出离⽣
死等苦。若是远离我爱，很快地就能获得解脱安乐，是故尔
时只有对彼等取舍猛烈愚痴故，才不能趣⼊涅槃胜道。譬如
有病不服药，就不能解脱病苦，所以仅仅压伏现⾏烦恼，⽽
不依靠拨除烦恼种⼦的对治法，就不能解脱⽣死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最初不应开示实际义）

　　颂⽈：为下根说施，为中根说戒，为上说寂灭，常应修
上者。

　　问⽈：若是希求息灭⽣死的解脱，为得解脱就应该唯独
修真性的法，为什么⼤师还要说施戒等法呢？答⽈：⽆过，
因为众⽣有下根、中根和上根的差别，所以必须要有次第的
引导，最初只能⾏惠施，不能受持远离断命等律仪，就应该
对他说布施，所以佛为下根众⽣说布施，因为他暂时不是修
习戒律的法器故。佛为已经安住施法的中根众⽣说戒，因为
他已经成就感⽣⼈天的道器故。佛为上根众⽣说寂灭⽣死的
⽅便，主要是说真实性，是故，若是思维我决定能得解脱
者，就应当经常修习上根。譬如有三个王⼦，按年龄⼩的教
认字，中年的教读诵声论，年⻓的教读使⽤兵器的⽅法。对
⼀个补特伽罗也要有次第的教导，所以应当善于有步骤地教
导所教化的弟⼦。




　　（壬）五（如何为引导的次第）

　　颂⽈：先遮遣⾮福，中应遣除我，后遮⼀切⻅，知此为
智者。

　　对暂时不堪接受真性的法器，若说真性，就会毁谤⼀切
因果作⽤，认为善恶⽆有区别，因为作恶则堕恶趣，所以最
初若说善恶业因果，使⼈容易了解。⾸先应说善恶因果遣除
造作⾮福恶业，这是正说的时机故。中间应就我与五蕴以五
种寻求皆不可得，遮遣⼆⼗种萨迦耶⻅的实执境，断除粗
我。其后已经成就道器的众⽣，就应该说补特伽罗⽆我。说
⽆我亦显示诸法⽆谛实，遣除⼀切边执⻅的次第。谁若了知
此说法的次第，彼就可以称为有次第引导所化弟⼦的智者。
譬如有善巧的的良医，或以素⻝，或以荤馔，种种⽅法治疗
病者，能使病者得愈。

　　（壬）六（诸法的究竟实际体⽆差别）

　　颂⽈：说⼀法⻅者，即⼀切⻅者，以⼀法空性，即⼀切
空性。

　　问⽈：由依何道才能得解脱呢？答⽈：通达⼀切法⾃性
空。问⽈：说⼀切法⽆边，彼的法性亦⽆边际故，然彼等法
性谁才能了知？⼜说不了知⼀法实相⽽不断尽烦恼就不能获
得解脱，这岂不相违吗？答⽈：⽆过，因为若说⻅⼀法⾃性
空的实际者，即可说彼是⻅⼀切法的法性者。如《三昧王
经》（即《⽉灯三昧经》）云：“以⼀知⼀切，以⼀⻅⼀
切。”（汉⽂古译为：以⼀知⼀切，以⼀切知⼀。）《圣虚空
藏三昧经》云：“谁不执⼀法实有，便知诸法如幻焰。”例如
尝⼤海⽔滴⽔，便知其余海⽔皆是咸味，所以凡是⼀法的空
性，彼即是⼀切法的空性。谛实空即是⼀切法的实际；于彼
实际并⾮有如⻘⻩⾊那样的不同的形相，但是，若观待⽐量
智来说，不应就说通达瓶谛实空，彼定是通达⾐谛实空。如
像不同的器⽫中的虚空。




　　（壬）七（因此经说须修福德资粮并不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为乐天趣者，如来说爱法，为求解脱者，呵彼况
余事。

　　问⽈；设若⼀切皆空，则应当断除，为何经说：“应当敬
重修福德”耶？答⽈：并不相违。暂时不说通达真性的法，这
是为了爱乐天趣者怖畏恶趣不能修习微细⽣灭等，如来即为
说他所喜爱的施等法；为乐欲解脱者，则希求天趣尚且应诃
责彼，何况耽著其余恶事，如说：涅槃界中，法尚应舍，何
况⾮法。譬如世尊为极尊慈⽒授记说：汝当作佛，但其劫中
当作号⻆转轮王。有⼀慈⽒⽐丘闻已即发愿作转轮圣王，⼤
师给予严厉诃责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引导趣⼊空性的次第）分五：（⼀）对⾮法
器不应说真性；（⼆）通达真性的⽅便；（三）须从多⽅⾯
开示空性；（四）教诲于通达空性应起精进；（五）如是修
习能得涅槃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对⾮法器不应说真性）

　　颂⽈：求福者随时，⾮皆说空性，良药不对症，岂⾮反
成毒。

　　问⽈：既然通达空性就能灭除⼀切苦，那么，就应该唯
说真性。答⽈：不能这样，因为要观待根器的差别故。若对
不是接受空性的根器者⽽说空性，相反地，就会成为损恼的
因——或者诽谤空性，或者认为⼀切法完全⽆有就是通达空
性的义，从⽽堕于恶趣。是故具有⼤悲⼼欲摄受有情求福的
菩萨者，不应在任随什么时候不观察根器，对⾮根器者皆说
空性，如像良医若不能对症下药，⽽美好良药岂⾮反⽽成为
毒了吗？例如除毒的药给没有受毒的⼈服，决定杀害此⼈的
⽣命。如⻢鸣⼤⼠说：“如⽆垢⾐涂妙⾊，最初应当说惠施，
令彼善⼼已调柔；然后开示空性理。”这就是说，应当观机施
教。




　　（壬）⼆（通达空性的⽅便）

　　颂⽈：如对蔑栗⻋，余⾔不能摄，世间未通达，不能摄
世间。

　　最初应宣说世间众⼈共同许可的法，如像对蔑栗⻋，若
说其余的语⾔，就不能摄受他，应当以他⾃⼰的语⾔宣说教
法。如是就是对世间众⼈共许的施等法，最初也应当适合他
的⼼意宣说，因为说世俗谛法，如何安住，使⼈易知。若世
间⼈未通达世俗谛法，就教他通达胜义谛，这是不能摄受世
间⼈的。如《⼊中论》云：”由名⾔谛为⽅便，胜义谛是⽅便
⽣。”若他⾃⼰已经了解世俗法，然后才应说胜义谛。譬如对
⼩孩⼦说其余的语⾔，就能使他不能会义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须从多⽅⾯开示空性）

　　颂⽈：有⽆及⼆俱，亦说⼆俱⾮，由病增上故，宁⾮皆
成药。

　　佛陀说法都是摄受世间众⽣的⽅便，佛为令舍⽆⻅故对
所化众⽣说⼀切法有；为教化执实有的众⽣说诸法⽆谛实；
观待名⾔识说有；观待理智说⽆；以及为离断常⼆边⻅说有
⽆⼆均⾮实有；由于颠倒实执的病增上故，佛虽说⼀切法，
这岂⾮皆是成为除病的良药么？唯是良药，所以⼤师说的⼀
切法都是针对各各众⽣的执性，是得⼀切涅槃的⽅便。譬如
⼤疏中说：有兄弟三⼈，⼀个出家，⼀个修罗刹法得⼤神
变，⼀个堕饿⻤。对出家者说解脱法，对得神变者说施等
法，对堕饿⻤者说悭吝的过患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教诲于通达空性应起精进）

　　颂⽈：真⻅得胜位，略⻅⽣善趣，智者常发⼼，思维内
体性。

　　佛说有⽆等法，都是为离有⽆⼆边，这是最殊胜的教
法。这种殊胜的教法，若以出世间的⽆漏智真⻅真性，即得
涅槃胜位；若以世间的闻所成、思所成和修所成慧略⻅真



性，则能⽣善趣，是故智者应当恒常发起慧⼼，思维⼀切法
内体空性。

　　（壬）五（如是修习能得涅槃）分⼆：（⼀）正说；
（⼆）了知真性能得解脱但尚有未解脱的理由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正说）

　　颂⽈：今⽣知真性，设未得涅槃，后⽣⽆功⽤，定得如
是业。

　　若就修习通达真性的法⻔来说，则是了知缘⽣离⼀切戏
论边际，若是今⽣了知真性，设若未得涅槃，⽽在后世⽣中
独住阿兰若，⽆假功⽤决定能得涅槃，犹如由痴所作顺⽣受
业⼀样，不可转移。有智慧者谁肯对通达真性不起精进呢？
譬如吃芒果之后，将种⼦栽植，其后⼀切时中皆能获得果
实。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佛不出世，佛法已灭尽，诸辟⽀佛
智，从于远离⽣。”

　　（癸）⼆（了知真性能得解脱但尚有未解脱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如想所作事，成者极稀少，此⾮⽆涅槃，诸⾏解
脱得。

　　问⽈：既有不少的⼈了知真性，为何不⻅解脱三有？答
⽈：虽⻅有些得解脱，但是，仅仅⼀点思维还是不能成办圣
果，要以多种因缘，⽅能解脱，所以难得解脱。是故如仅仅
想⼀想所作的事，不去实修，不但得解脱果就是成办别的事
业者也是极稀少的。在此佛教中并⾮⽆有涅槃可希求，欲得
涅槃必须有外缘善知识的教导，内缘如理作意等多种因缘，
但是，遇此缘起诸⾏极其难得，是故得解脱者极其难得。

　　（⾟）四（教诲烦恼决定能断）

　　颂⽈：闻说身⽆德，贪爱不久住，

　　此道岂不能，永尽⼀切惑。

　　问⽈：久远⽆始积集烦恼，此处说有尽，如何能使⼈相
信呢？答⽈：如像久远以来种种享受保养⾃身，⽽不知是坏



灭的有法，有此分别的智者闻说身⽆少许功德，贪身的爱欲
则不能久住。如是若⻓久修习缘起离戏论边的道，由此缘起
空性之道岂不能永尽⼀切烦恼惑吗？决定能尽，获得解脱。
因此智者闻听身⽆德益，应当弃舍贪爱。

　　（庚）三（明后有结⽣⽆始有终的喻）

　　颂⽈：如⻅种有终，然彼⾮有始，如是因不具，故⽣亦
不起。

　　问⽈：众⽣从⽆始以来就随⽣相续，怎样说⽣死有边
呢？答⽈：如⻅⻨等种⼦被⽕毁坏，即为有终，然彼种⼦⾮
是有始。如是由于修习对治⼒，则能断尽补特伽罗我执，⽽
⽣后有的因⾃然不具⾜故，由业烦恼⽣后有的亦不起。譬如
灯中⽆油即不能燃。如佛护阿阇黎说：“虽⻅众⽣体性空，然
为解除众⽣苦，⻓久修习菩提⾏，此为世间最希有。”这就是
说，虽⻅众⽣⽆⾃性，但是，为了有情的义利，修习菩萨
⾏，此乃最为希有，所以⾃⼰亦应随顺众⽣，学修菩萨⾏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由业虽得⼈天位，但应⽣起牢狱想，

　　深修离边缘起理，⾃⼰堪为⼤乘器。

　　第九品 破常品

　　（丙）⼆（释依胜义谛的道次第）分⼆：（⼀）⼴释胜
义谛；（⼆）明造诸品的宗旨和远离余诤抉择师⻓及弟⼦的
修法。

　　（丁）⼀（⼴释胜义谛）分三：（⼀）由破有为法常的
⻔总破实有；（⼆）别破有为法实有；（三）破⽣住灭三有
为相有⾃性。

　　（戊）⼀（由破有为法常的⻔总破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
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破常品第九。


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三：（⼀）总破有为法常；
（⼆）别破有为法常；（三）断不许破实有之诤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总破有为法常）分⼆：（⼀）正破；（⼆）
破彼所答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⼀切为果⽣，所以⽆常性；故除佛⽆有，如实号
如来。

　　如是以上诸品是通达真性的⽅便之⽔，洗涤弟⼦身⼼堪
盛真性⽢露圣教的法器；以下是⼴释有为⽣灭法本来⽆有微
分实有。例如世间共认：雇⼯劳作是为挣⼯资果实⽽进⾏着
⾟勤的劳动，并⾮出乎他⾃⼰的本性。内外⼀切有为法都不
是单独⽽⽣，唯是随应各各环境条件和合⽽起。然彼等和合
是彼此互为因果，便令诸有为法存在，因此内外⼀切有为法
皆是为取果⽽⽣，所以是⽆常、⾮有⾃性⽣、⾮谛实有、⾮
以理智观察实有可得和⾮实有，是故能仁具⾜⽆学身语意，
唯除佛世尊外，⽆有任何⼈能如实了达诸有为法是⽆常空
性，因此余者不能号称如来。⼜如⼤师说：“凡有⽣的法，必
定有灭，所以⽣缘⽼死。”⽣就是为灭⽽⽣故，因为诸有为法
⾮有⾃性地住。⽉称疏中说：“有些认为（⾃续派）破常与实
有要以⾃续派的因乃能破除（⽴敌共许前陈实有，乃能破除
敌⽅主张实有的宗），这是不合理的。”因为观察芽等有法的
现量，彼即成为现量者。各各宗派各有不同的看法，在除开
应成派以外，其他⾃续派等皆许观察芽等⾃相有即成为现
量，应成派则不然，许它⾮有⾃相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破彼所答）

　　颂⽈：⽆有时⽅物，有性⾮缘⽣；故⽆时⽅物，有性⽽
常住。

　　胜论师问⽈：虽然⼀切法皆是为取果⽽⽣，不是常法，
但是，有些法不具备能⽣和所⽣两个⽀分，如虚空是意识的



究竟所缘，如诸极微是能⽣不是所⽣，所以“常”是实有的。
答⽈：⽆有任何法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⽅的事物，是有⾃
性的。⾮观待因缘⽽有的法是没有的。是故在任何时候和任
何地⽅没有有为法是常住不变的。凡是有，唯是由因缘观待
⽽有，⽆有微分的⾃性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别破有为法常）分五：（⼀）破补特伽罗的
我；（⼆）破三⽆为实有；（三）破时是常；（四）破极微
是常；（五）破解脱实有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破补特伽罗的我）分⼆：（⼀）正破；
（⼆）破彼所答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⾮⽆因有性，有因即⾮常，故⽆因欲成，真⻅说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设若苦乐等法是缘起⽽有，那么，“我”即是⽣苦
乐的因，所以有我并且实有常体。答⽈：补特伽罗的我应⾮
有，因为⽆⽣⾃⼰的因，因的有为法是没有的，假苦有因⽽
是常法，这也是没有的。是故⽆因⽽有的有为法，在现证真
性的如来说彼⽆因⽽有的法是⾮有的。如来说：“有因有缘乃
有法，⽆因⽆缘法⾮有。”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彼所答）

　　颂⽈：⻅所作⽆常，谓⾮作常住，既⻅⽆常有，应⾔常
性⽆。

　　设若⻅瓶与乐等是所作，即了知彼等是⽆常义；若谓我
等是⾮所作，便许我等为实有常住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因为，
既⻅瓶等有所作，是⽆常，即⻅我等是⽆常故，如虚空花。
（我是⽆常，是所作故。）

　　（⾟）⼆（破三⽆为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总破三⽆为实
有；（⼆）别破虚空遍常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总破三⽆为实有）




　　颂⽈：愚夫妄分别，谓空等为常，智者依世间，亦不⻅
此义。

　　问⽈：对法经说，虚空⽆为、择灭⽆为和⾮择灭⽆为，
则⾜以证明佛说常法有实体，若破常法实有，即破坏了佛经
所许。答⽈：⽆有过失，因为若不了达唯就远离变碍的⾊，
名⾔假安⽴为虚空等义，所以⽆智的愚夫异⽣便起虚妄分
别，谓⽆为虚空等为实有常；通达诸法真性的智者，对彼等
不但胜义中⽆有，就是依世间名⾔量的所量境，亦不⻅此虚
空等义是实有常故。经中最主要的是说：仅仅是就不变异⽽
假安⽴为常；并不是成⽴实有常体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别破虚空遍常）

　　颂⽈：⾮唯⼀有分，遍诸⼀切分，故知⼀⼀分，各别有
有分。

　　问⽈：虚空是常，因为遍⼀切⽅故，凡是⽆常法，它就
不能遍，譬如瓶⼦。答⽈：就破遍的⽅法来破实有常者，许
虚空遍⼀切⽅和⽆⽅分应成相违，因为东⽅的瓶中所有虚
空，名为虚空⽅，⾮是唯⼀个瓶的有分虚空，就能遍诸所有
⼀切时处的瓶等有分虚空。假若能遍，那么，⻄⽅瓶⼦的虚
空应住在东⽅，东⽅瓶⼦的虚空应住在⻄⽅故。有些想避免
这种过，便许：遍东⽅的虚空分，不曾住⻄⽅。是故必须了
知有分虚空的⼀⼀分，各各别有⾃⼰的有分，所以不应许遍
常法。如经云：“迦叶，常是⼀边，⽆常⼜是⼀边。”所以许
胜义谛为实有常，即置在此中观法之外，与中观毫⽆共同之
处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破时是常）分五：（⼀）若许时常为因亦定
许时常是果；（⼆）彼的理由；（三）变异与常相违；
（四）⾃⽣与待因⽣相违；（五）从常⽣与⽆常相违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若许时常为因亦定许时常是果）




　　颂⽈：若法体实有，卷舒⽤可得；此定从他⽣，故成所
⽣果。

　　吠耘多和密⾏派等⼈问⽈：若时是常法，体是实有，芽
等法在某些时候才有⽣⻓舒展作⽤的形象可得；虽然有其他
因缘，但是在冬季⽓节寒冷的时候，则有凋零卷缩作⽤的形
象可得，这种现象，⽤⽐量智就能了知有“时”，所以彼时由
于不观待因缘⽽有，故是常法。答⽈：那么，芽等法应成⽆
时不⽣，即恒时常⽣，因为是从常因所⽣故。问⽈：芽等⽣
⻓要待其他因缘。答⽈：那么，彼时亦应成为所⽣的果，因
为此芽等要从其他因缘为缘⽽⽣，要观待温暖⽔湿等缘⽽
⽣，是故汝所许的时应成所⽣的果。“时”我们也是许可的，
如经云：“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⾃
受。”

　　（壬）⼆（彼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若离所⽣果，⽆有能⽣因，是故能⽣因，皆成所
⽣果。

　　时因论者，若许时为因，亦定许时为果，因为若离⾃已
所⽣的果，即⽆有可能建⽴能⽣的因，要建⽴因必须观待⾃
⼰的果故。是故⼀切能⽣因，皆成所⽣的果，所以不应许⽆
果⽽有因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变异与常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诸法必变异，⽅作余⽣因，如是变异因，岂得名
常住。

　　若许为因，必定许因对果有饶益，因为种⼦等因，诸法
功能，必须先有变异，然后⽅有可能作芽等其余的⽣因。如
是诸有为法皆有前后刹那变异不同，彼因岂得名为常住不变
吗？所以⼀切时处皆不应许时等常为因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⾃⽣与待因⽣相违）




　　颂⽈：若本⽆今有；⾃然常为因，既许有⾃然，因则为
妄⽴。

　　设若不许时是变异，那么，不变异的常时应是芽等的
因。若芽等诸法是本⽆今有不待因缘⽽⽣，那就应是⾃然常
住为因了。既然许有⾃然为因，于彼⽴能⽣的因则为妄⽴，
因为不观待因故。

　　（壬）五（从常⽣与⽆常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云何依常性，⽽起于⽆常，因果相不同，世所未
曾⻅。

　　如⽴量云：芽等有为法（有法）云何成为⽆常？应不
成，因为是依常性为因所⽣故。道理决定是这样，因为⽆论
何时世间上也未曾⻅过：因与果⼆者⼀常⼀⽆常的相不同
故。

　　（⾟）四（破极微是常）分三：（⼀）破极微常；
（⼆）极微⽆⽅分则瑜伽师的识应不能⻅；（三）佛不说极
微是常的理由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极微常）分三：（⼀）有⽅分则应⾮常
法；（⼆）同类极微和合⽽有则不应⽣他体；（三）破未成
有⽀分之先的极微是⽆⽅分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有⽅分则应⾮常法）

　　颂⽈：若⼀分是因，余分⾮因者，即应成种种，种种故
⾮常。

　　胜论师说：四⼤种的极微是常，由往昔业⼒增上⽽成有
⽀分（粗尘）的物体，并且亦能⽣起器世间等。答⽈：不合
道理，因为从极微和合，则能成有⽀分（粗尘）的物体，遍
体和合就不可能增⻓粗⾊所量境。若有分和合，那和合的⼀
分就成为粗⾊的因，未和合的⼀分即成为⾮因，所以极微应
是有⽅分，因为凡是极微的某⼀分皆是有⽀分（粗尘）的
因，那么，其余未和合的⼀分即成⾮因故。是故极微即应成



为种种分不同，既有种种不同的极微，故有为法⾮是常法，
因为是有种种分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同类极微和合⽽有则不应⽣他体）分⼆：
（⼀）正说；（⼆）与许极微遍体不和合相违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说）

　　颂⽈：在因微圆相，于果则⾮有，是故诸极微，⾮遍体
和合。

　　问⽈：极微既是⽆⽅分，亦由遍体和合，所以要由同类
极微和合⽅能⽣其他⾊境，由此⽽⽣有⽀分——粗⾊。答
⽈：成就有⽀分粗尘之时，遍体和合⽽不应是和合极微，因
为遍体和合不能令有⽀分粗尘第⼀、第⼆量等向上增⻓。在
意识上显现⽆⽅分的因极微圆相，即是粗尘因的圆相，彼于
果体则⾮有粗尘因的圆相，是故诸极微，⾮遍体和合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与诸极微遍体不和合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于⼀极微处，既不许有余，是故亦不应，许因果
等量。

　　⼀切遍体未和合，尔时于⼀极微所住之处，既然不许有
其余极微同住，是故亦不应许因极微与果有⽀分⼆者等量。
纵然可能避免不是有⽀分粗尘为眼根所缘境的过失，但是，
不能避免极微有⽅分⽽⾮常体的正理依然存在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破未成就有⽀分的极微是⽆⽅分）分⼆：
（⼀）正破；（⼆）极微⽆⽅分不能成就境故成就有⽀分则
成相违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微若有东⽅，必有东⽅分，极微若有分，如何是
极微。

　　问⽈：⽆⽅分的极微若成就果体时，当成有⽅分的过
失，但是，在果极微体未成就以前，则诸极微应是⽆⽅分。
答⽈：不合道理，因为彼极微若⽆有⽅，彼⽅极微当成⽆



处。若有东⻄南北等⽅，必定有⽅分，因为极微若有东⽅，
⽽对于彼极微必定有东⽅的⼀分。由此理由，在所诤论的成
就有⽀分粗尘之先的极微若有⽅分，那么，如何说是⽆⽅分
的极微耶？极微若是⽆⽅分，应当承认它在⼗⽅遍际之中⽽
住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极微⽆⽅分不能成就境故成就有⽀分则成相
违）

　　颂⽈：要取前舍后，⽅得说为⾏，此⼆若是⽆，⾏者应
⾮有。

　　彼⽆⽅分的极微，不应是趣向境的⾏者（成就境的因
素），因为若是欲趣境的⾏者，必定要有前者取其前，后者
舍其后，⽅得说为⾏者。此前后取舍⼆者若是⽆有的话，那
么，⾏者亦应⾮有（⽆⽅分的极微⾮有）。若许⽆⽅分的极
微⽆有此取舍的作⽤，那许⽆⽅分的极微能成就有⽀分粗尘
体应成相违。是故不应许⼀切极微有实体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极微⽆⽅分瑜伽师的识应不能⻅）分⼆：
（⼀）正破；（⼆）破由有粗尘故许极微是常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法⽆初分，⽆中分后分，是法⽆所现，由何者
能⻅。

　　问⽈：极微是常，因为它是由瑜伽师的天眼所⻅故。答
⽈：极微若是常，诸瑜伽师皆不应⻅。若是极微法⽆有初
——前分，⽆有中分和⽆有后分，是这样的法应皆是⽆所表
现。既然极微是⽆⽅分，⼜有⾊体形像，由何者的眼识能⻅
呢？任何眼也不能⻅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由有粗尘故许极微是常）

　　颂⽈：若果能坏因，是则因⾮常，或是处有因，彼处即
⽆果。




　　问⽈：假若没有极微，粗尘当成⽆因，所以极微是有
的，亦是常住的，因为它是有为法，⾃体并不具⾜因故。答
⽈：因极微应不是常，因为⾕芽⽣起时⾕种⼦就变异坏灭。
若是由于果⽀分⽣起就能坏灭因极微，是则此极微因就⾮是
常法。难⽈：汝⽴的因不成，因为在因体未舍⽽就能⽣起别
余的果法。答⽈：或者于是处有极微因，彼处既⽆有果——
有⽀分，好像在各个处所的瓶⼦和⾐服，能同时住在各个的
处所，⽽因果则不能同时共存，定然要有因灭果⽣前后刹那
的差别故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佛不说极微是常的理由）

　　颂⽈：不⻅有诸法，常⽽是有对，故极微是常，诸佛未
曾说。

　　纵然汝由此种种理由辩解，但极微仍然不是常法，因为
在⼀极微处，决定⽆有其他极微遍体存在，因为它是有质碍
（有对）的，既是有质碍，它就不应是常。在任何时候诸佛
皆未曾说极微有常体的理由，所以不⻅有任何诸法既然是
常，⽽⼜是有对，是故⾔极微是常则不合理。诸唯识师⽤观
察胜义谛的理由⽽⼴破极微外境实有，但他⼜许内识实有，
这就可以⽤此相同的理由来破内识实有，因为外境与内识都
应为世间⼈共许⽽许的。

　　（⾟）五（破解脱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破内部许解脱实
有；（⼆）破外部许我体是解脱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内部许解脱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灭谛⾮实
有；（⼆）违反涅槃界中永尽诸苦之说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灭谛⾮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离缚所缚因，若有余解脱，彼都⽆所⽣，故不名
解脱。

　　佛教内部有些不了解⽆为法唯有名的诸师问⽈：诸佛虽
然说：“极微不是常法”，但说“⽆为法是常”。所以由道谛所得



的灭谛是实有，如像河堤，实有存在。若是⽆有灭谛，佛说
灭是第三圣谛也就不合理了。答⽈：离能系缚⽣死的集谛和
所系缚的苦谛，及为解脱苦集⼆谛因的道谛以外，若另有其
余的解脱法，彼法必定能饶益果，但是，于彼涅槃果都⽆有
所⽣，亦不起少许的饶益，是故不应说灭谛实有即名解脱，
若说则不合理。如佛对诸⽐丘说：“诸⽐丘，过去世、未来
世、虚空、涅槃和补特伽罗，此五法唯有名⾔⽽⽆实体。”若
许实有即违佛语，所以应当许解脱唯名⾔假安⽴，⽽不应许
实有体性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违反涅槃界中永尽诸苦之说）

　　颂⽈：究竟涅槃时，⽆蕴亦⽆我，不⻅涅槃者，依何有
涅槃。

　　佛世尊在《阿含经》中说：“永断诸苦即名为尽，乃⾄永
断诸蕴、爱尽、离贪欲，名为寂灭涅槃。”⽆论何时⼊究竟⽆
余依涅槃界时，皆⽆有诸蕴，亦⽆有依五蕴假安⽴的补特伽
罗，假若像诸实有师所说诸法实有，则在任何时处也不能成
⽴能依和所依故。既在任何时中皆不⻅所依的诸蕴及补特伽
罗，及断尽苦集⼆谛⽽现证涅槃者为实有体性，那么，能依
之涅槃云何有谛实？⽆有少许谛实，所以应当许解脱唯有名
⾔假⽴，并⽆实体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外部许我体是解脱）分三：（⼀）破数论
师计思所摄的解脱是常；（⼆）破有思功能所摄的解脱是
常；（三）明我执永尽即是解脱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破数论师计思所摄的解脱是常）

　　颂⽈：离爱解脱时，有思有何德，若⽆思有我，便同⽆
所有。

　　数论师说：若依我们所说，涅槃是有所依，因此即没有
⽆有解脱的过失，因为这是由瑜伽师了知⾃性与神我各别异
体时，则⼤等流转⽣死，从⽽就⽌息不⽣。但是，⼀切变异



在⾃性隐蔽不起作⽤时，⽽唯有神我独存，所以有解脱的
我。答⽈：于境远离爱欲⽽得解脱时，许有神我应不合理，
因为由汝所许的：“由觉所取的境，能了知的即是神我，虽然
有思，但神我的⾃体是不变异，所以许我体为常故。”若在解
脱位时，汝许有思，这有何功德呢？全⽆⼀点德益，因为汝
许神我能受⽤境，那所受⽤者即隐蔽不起作⽤故。问⽈：在
解脱时唯有神我独存，⽽⽆有思，答⽈：若⽆有思⽽许有解
脱的神我，那么，这种神我便同思⼀样的亦⽆所有，因为汝
许神我与思是等遍，如像⽕与热是同⼀体性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有思功德所摄的解脱是常）

　　颂⽈：若解脱有我，则容有思种，⽆我则于有，思维亦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在解脱分位时，虽然⽆有真实的思，但是，有不
知境的思的功能，所以有我。答⽈：这也不合理，因为在解
脱位时若实有所依的我，则容许有思种⼦的功能作⽤，但
是，尔时⽆有思故。问⽈：设若⽆有解脱的我，就是⽆有解
脱，因此⽣死就不能灭故，所以若如汝之所许即有种种不乐
意的过失。答⽈：由于有思的流转和实有思的功能的理由，
则计神我于三有流转与不流转的思维，亦应当⾮有，因为若
有所依我，彼思维乃能合理，但是，解脱时⽆我，所以⽆解
脱我故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明我执永尽即是解脱）

　　颂⽈：诸脱离苦⼈，定⾮由他有，是故应称说，我⼀切
永尽。

　　就永尽烦恼⻔来说，由于永远断尽⼀切取蕴，故诸离苦
得解脱的⼈，在涅槃分位时，决定没有⾮由他⽽有——不依
蕴⽆因的常我。是故应当说，诸希求解脱的诸众⽣，当以永
远断尽⼀切我执为善，不必要也不应当许有解脱的我。

　　（庚）三（断不许破实有之诤）




　　颂⽈：宁在世间求，⾮求于胜义，以世间少有，于胜义
都⽆。

　　问⽈：设若像你们所说，在解脱位时⽆有解脱的我，唯
有胜义名，名为涅槃，诸⾏息灭不复再⽣，故唯有我执永
尽，即名解脱，那么，如是希求胜义有何益处呢？若为希求
⾃⼰的安乐，宁可在世间以眼等所⻅和芽等事上去希求，⽐
较容易，⾮⼀定要希求于胜义，因为以世间⼈所许的善不善
业、家宅和园林等少许有的，⽽于汝所许的胜义中都完全⽆
有故。答⽈：此颂在下品⼴破我品中解释，是有重要的关
系。就是在⽉称疏中也说这是诤论的重点，此⻅解则应⾮⾃
宗所许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内外⼀切缘⽣法，唯由观待假名有，

　　若能了知⾃性空，善离边执住中道。

　　第⼗品 破我品

　　（戊）⼆（别破有为法实有）分五：（⼀）破我；
（⼆）破时实有；（三）破所⻅实有；（四）破根境实有；
（五）破边执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破我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
⽂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破我品第⼗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三：（⼀）别破我；（⼆）总
破我；（三）离许⽆我有断灭过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别破我）分四：（⼀）破胜论师所计的我；
（⼆）破数论师所计的我；（三）破尼也耶派所计的我；
（四）别说破我的功德等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胜论师所计的我）分⼆：（⼀）破我体；
（⼆）破能⽴。




　　（癸）⼀（破我体）分三：（⼀）正破；（⼆）破彼答
难；（三）缘其他补特伽罗的我亦应起我想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内我实⾮男、⾮⼥⾮⾮⼆，但由⽆智故，谓我为
丈夫。

　　有些⼈说：“我”是有⾃性，在证涅槃时由于未⻅有我，
即以为断灭⽽起畏惧故，所以他们在前品中说：“宁在世间
求，⾮求于胜义。”但是，“我”是⽆有⾃性的，若是有⾃性，
那么，就不应有男、⼥和⾮男⾮⼥⼆根等形像的变化故。诸
外道认为有两种我，即是内我和外我。第⼀内我，是住在有
情的身中，根等和合即能为我的⾏境，这种内能了别的神
我，即成为我执所缘境。第⼆外我，即身与根合为⼀体，对
内我有所饶益。答⽈：内我应⽆有⾃性，若是有⾃性，那
么，⼥⼈在后世⽣中，就唯独是⼥⼈，不会变为男，但是，
男⼥转变是不⼀定的；并且亦会⽆有⼥等我的功德故。是故
内我应⽆有⾃性、因为内我实⾮男、⾮⼥和⾮⾮男⾮⼥的⻩
⻔⼆根，尔时但由痴暗愚昧⽆智慧故，汝便谓我为实有。如
⻅杂⾊花绳便执为蛇。如经云：由有怀疑起毒想，虽未中毒
便晕倒。”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彼答难）

　　颂⽈：若诸⼤种中，⽆男⼥⾮⼆，云何诸⼤种，有男等
相⽣。

　　若男⼥等是与外我形像相联系着的，内我即是⽣起男⼥
等因，那么，外界四⼤种⽣男⼥等，亦应当成为我。若⼀切
法实有，谁男谁⼥皆⽆区别，⼀切⼤种皆应成为我。由于诸
⼤种中，⽆有实有的男、⼥和⾮男⾮⼥⼆根，那么，云何依
外我诸⼤种有内我男、⼥和⾮男⾮⼥⼆形等形相的⽣起耶？
所以由外界⼤种中有男⼥相是不合理的。若是外我有男等
相，那么，在羯罗蓝等位时，也应⻅有男⼥等相。问⽈：汝



也应有在羯罗蓝时⻅有男⼥等相的过失。答⽈：我们中观师
认为⼤种⽆⾃性，诸法是观待和合因缘安⽴⽽有，所以⽆有
过失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缘其他补特伽罗的我亦应起我想）

　　颂⽈：汝我余⾮我，故我⽆定相，岂不于⽆常，妄分别
为我。

　　补特伽罗的我应没有⾃性，因为，若是有⾃性，则某某
祠授缘某某天授的我时，也⼀定会⽣起天授的我执想，但
是，⽆有此事故。凡是汝的我，即⾮是我的我，是故汝的我
执境，应⾮实有我性，因为我们的我执境和我爱境，⽆有决
定的相故。如像缘⻘⾊时⼤家共同都起⻘⾊想，因此，汝岂
不是于有为⽆常有⾊等名⽆⾃性法上，⽣起虚妄分别，执为
有我吗？⼀切法唯依因缘假⽴为有，并⽆实体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能⽴因）分三：（⼀）破常我是流转与还
灭的因；（⼆）破常我是发动身体的因；（三）破常我的能
⽴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破常我是流转与还灭的因）

　　颂⽈：我即同于身，⽣⽣有变易，故离身有我，常住理
不然。

　　问⽈：常我是有的，因为它是流转⽣死者和还灭者故。
若是⽆有我，那么，谁造业流转⽣死和谁从⽣死得解脱耶？
是故必定有我。答⽈：汝认为离开身以外别有我体，常住不
变，其理不然。由有⽣天⼈等的⽣，所以我即同于身⼀样的
有变易，因为有转变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常我是发动身体的因）分⼆：（⼀）正
破；（⼆）示常我有违害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法⽆触对，则⽆有动摇，是故身作业，⾮命者
能造。




　　问⽈：若是⽆有我，就⽆有能令身体动摇的作业者，由
此也就⽆有身的举⽌屈伸等动作，常我能令身动摇，如像某
某天授拉⻋，要有天授⽅能令⻋动摇，所以内体能动的常我
必定是有的。答⽈：不合道理，身的动摇作业，应⾮是汝的
命者能造者，因为我不具⾜触对（质碍）故。的确是这样
的，如像⻋⼦唯独是触对法，⾮是能动摇的⼈。若是法⽆触
对，则⽆有能动摇余处有⾊物体的作⽤故。胜论师许有⾊
我，但⼜不许我是外界的所触等法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示常我有违害）

　　颂⽈：我常⾮所害，岂烦修护因，谁恐⻝⾦刚，执仗防
众蠹。

　　设若我是常，那么，为了防护我坠恶趣等的损恼，⽽作
不损害及说法，这些作法与计常我是相违的，因为常法谁也
不能损坏故。譬如对坚硬物质⽆有损害的疑⼼，谁恐防有⾍
⻝⾦刚，⽽执仗防护众蠹⾍呢？常我既不能损害，汝就⽆须
防护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破我常的能⽴）分三：（⼀）不能以有宿⽣
念为因成⽴我常；（⼆）⽆⼼的⾊法不能念宿⽣事；（三）
由具⼼等功德⽽念宿⽣事则应是⽆常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不能以有宿⽣念为因成⽴我常）

　　颂⽈：若有宿⽣念，便谓我为常，即⻅昔时痕，身亦应
常住。

　　问⽈：我是常，因为有念宿世⽣中的事故。诸⾏⽣起之
后即有⽆间坏灭性，所以它不应有回忆宿世⽣事。答⽈：⽇
忆我往昔⽣中受⼈⽣等宿⽣念故，汝便谓“我”为常住不变，
那么，既⻅过去⽣中身有疮痕，⻅为我昔时身所受的疮痕相
同，则应当说此是昔时疮痕，因为汝⻅的是昔时身受的疮痕
故，所以汝的身亦应是常住不变。我们认为，思维我的境的
这个我，在过去与现在都是有的，但这两个我唯是因缘假安



为名，所以叫做宿⽣念，并⽆有实体不变的常我。譬如有间
草房，房上站有灰⽩⾊的鸽⼦，屋中置有乳器，盛满乳汁，
虽然器中映有鸽⼦的⾜印，但鸽⼦⾜并没有在乳器中。如是
诸法缘⽣⽆⾃性，⽽⼀切因果作⽤宛然存在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⽆⼼的⾊法不能念宿⽣事）

　　颂⽈：若我与思合，转成思念者，思亦应⾮思，故我⾮
常住。

　　“我”不应当念宿⽣事，因为汝许我是⽆⼼的⾊法故。假
若我与思德相合，则许有念宿⽣事，也不合理，因为过去⽆
有念，后⼜与念相合，这就违背了汝⾃⼰所许的（⽆知体）
宗义故。如是若我是⾊法，由与思相合，若我亦应转成过去
等思念者，由此理由，思德亦应成为⾊法，因为思德与⾊法
所摄的我相合故，所以思德亦应成为⾮思，⽽是⾊法了。是
故我也⾮是常住，因为先⽆有念，然后新⽣起念故。

　　（丑）三（由具⼼等功德⽽念宿⽣事则应是⽆常）

　　颂⽈：我与乐等合，种种如乐等，故应如乐等，理不应
是常。

　　若是由于“我”与智等德相合，我便成为思，那么，我与
苦乐等德相合，命——我必须成为种种不同，如像领受凉爽
乐等和酷热逼恼等苦时，定⻅我亦成为苦乐等。是故我应当
如乐等，理不应是常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数论师所计之我）分三：（⼀）不应许我
思是常；（⼆）我未坏时思体应不坏灭；（三）不应以先有
思的功能便许为我体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不应许我思是常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谓我思常，缘助成邪执，如⾔⽕常住，则不缘
薪等。

　　数论师问⽈：若许我是⾊法，则应当有此过失，但是，
我们认为，“我”是思体，所以没有任何过失。答⽈：数论师



许所知法⽴为⼆⼗五谛，前⼆⼗四谛是⾊法，第⼆⼗五谛许
为思、神我和我；及为觉慧所取的境，⽽由神我来受⽤。这
些道理旁处已经⼴说，故不繁赘。若谓能受⽤境的我思是
常，那么，受⽤境的我思须加外缘眼等根的帮助应成邪执。
若果我思是常，眼等根应成⽆⽤，因为受⽤境的神我是常法
故。例如为了⽕的⽣起，必须要有薪，如⾔⽕是常住，则不
须要缘助⽣⽕的薪等事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我未坏时思体应不坏灭）

　　颂⽈：物不如作⽤，⾄灭⽽有动，故有我⽆思，其理不
成就。

　　问⽈：“神我”是思的体，是受⽤境者；思是受⽤境的作
⽤，所以彼我需要观待眼根等为缘乃能⽣起，故⽆过失。答
⽈：树等若⽆有⻛等吹动，即没有动摇的作⽤，乃⾄⻛等缘
没有息灭之间，树总是动摇的，因此有作⽤的法，必须依物
质（⻛）乃能动摇。这是显示同喻。若就异喻：物质（树）
动摇的作⽤，它必须依靠物质（⻛），不应认为⻛未息灭⽽
动摇亦如是息灭；⻛⾃⼰⽣起以后乃⾄息灭之间⽽没有有动
摇。如是汝许思与神我是⼀体，⼜是常住，是故在受⽤境
时，说有神我⽆思，其理则不能成就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不应以先有思的功能许为我体）

　　颂⽈：余⽅起思界，别处⻅于思，如铁链熔销，我体⼀
变坏。

　　问⽈：“我”在受⽤境之前虽然没有思体，但是，思的功
能是有，所以有我。答⽈：在离开受⽤境的阶段时，⻅到余
⽅起思界的功能作⽤，⽽在别处受⽤境时，则⻅于思。如像
铁链熔销成汁，然后变成铁锭，所以先有思的功能作⽤，然
后即思体显然变异，是故我体也应当变坏，因为汝许思与我
同⼀体性故。




　　（壬）三（破尼也耶派所计的我）分⼆：（⼀）破我品
（⼀分）具有极微意故能了知境；（⼆）破许我是常遍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破我品（⼀分）具有极微意故能了知境）

　　颂⽈：思如意量⼩，我似虚空⼤，唯应观⾃相，则不⻅
于思。

　　尼也耶派问⽈：我们所许的“我”⾮是思体，因为我的⼀
分具有极微那样⼤的意，所以能了知境的思，如像意量之
⼩。它与意结合以后，便产⽣思与境合为⼀体的我知，因此
我就似若虚空⼀样的是常，是遍，极其⼴⼤。答⽈：那么，
常、遍的我除与极微的⼀分有关系之外，与其他的我知等即
⽆关系了，是故汝所许的我，不能了知境⽽⻅。例如与极微
那样⼤的⼀粒盐⽔相连，不能就说恒河的⽔皆成咸味，所以
汝许⽆有思⽽有我，就不合道理了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许我是常遍）

　　颂⽈：我德若周遍，何为他不受，彼于彼⾃体，⾔障不
应理。

　　⼀切有情各个的我德若是⽆⽅分、是常、如虚空周遍的
理由要是有的话。那么，汝⾃⼰的我，何以不为其他的⼈执
受为他的我呢？应当执受，因为汝⾃⼰的我与他⼈的我是同
⼀体性故。若他的我取境时，⽆有汝⾃⼰的我，那么，汝许
我周遍⼀切则成相违。救⽈：这是由他⾃⼰的我所障碍，故
不能⻅我的“我”。答⽈：彼⾃⼰于彼⾃体，⾔说有障碍是不
应理的，因为⾃于⾃体分别不出能障与所障故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别说破我的功德等）分三：（⼀）许⾃性是
⾊法⼜是造⼀切者即同痴狂；（⼆）许是造善不善业者与不
受异熟相违；（三）破我常是造业者与受异熟者相违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许⾃性是⾊法⼜是造⼀切者即同痴狂）

　　颂⽈：若德是作者，毕竟⽆有思，则彼与狂乱，应全⽆
差别。




　　数论师说：苦乐舍三德平等时，从⾃性⾊法⽣觉的异名
——⼤，从⼤⽣三种慢，⽽从勇慢⽣五知根、五作业根和意
根，合为⼗⼀根。从尘慢⽣五唯（⾊声⾹味触），从五唯⽣
五⼤（地⽔⽕⻛空）。暗慢是能转前⼆慢者。答⽈：若如数
论师所许三德平等时的⾃性是能变易的作业者，与毕竟⽆有
思应成相违。因为如是许可，则彼等⾃性与识住颠倒的狂
乱，应当完全⽆有差别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许德是造善不善业者与不受异熟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若德能善解，造舍等诸物，⽽下知受⽤，⾮理宁
过此。

　　这种说法是与正理相违；世间⼈也认为是颠倒的，所以
极不合理，因为由苦乐舍三的⾃性功德，在⼀切时处若能善
了解营造房舍等诸物质，⽽不知道受⽤，这种⾮理的事，宁
有何⼈能超过此错谬呢？既违背正理，也违背世间法故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破我常是造业者与受异熟者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有动作⽆常，虚通⽆动作，⽆⽤同⽆性，何不欣
⽆我。

　　胜论师说：唯独“我”是作业者和受异熟者。答⽈：许我
是常，不合道理，因为若许我是作者，必定承认有作业的
因，不作业就不应是作者故。若有去来等动作即是⽆常，因
为前后作业定许有差别故。⼀切我体如虚空⼀样的通⼀切时
处，⽆有去来等动作，由此就会成为没有不⾄的境时故。问
⽈：⽆有作⽤的我是有的。答⽈：⽆作⽤的我绝对没有，同
虚空花⼀样的是⽆性，因此汝何不欢欣⽆我耶？应当欢欣，
因为通达我⾮常住就能解脱⼀切怖畏故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总破我）分四：（⼀）执有补特伽罗的我是
颠倒；（⼆）常我即不能解脱⽣死；（三）不应许解脱位时
有我；（四）破⽆我的解脱是实有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执有补特伽罗的我是颠倒）




　　颂⽈：或观我周遍，或⻅量同身，或执如极徽，智者达
⾮有。

　　执有补特伽罗我应是颠倒，因为若是有我，那就必定现
⻅与⾃性⽆有差别，如像胜论师和数论师等，或观察各个我
如同虚空⼀样的周遍⽆碍；尼犍⼦或⻅我的量同于蚂蚁和⼤
象身等量⼀样相称的⼤⼩，如云：“我形如身量，故说有⼤
⼩”。有些不许我有⼤⼩量的⼈，或⻅我如极微，可是在⽆倒
通达诸法真实性的智者，则了达补特伽罗⾮有我，因此认为
我有实体，则与诸外道⻅⽆有区别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常我即不能解脱⽣死）

　　颂⽈：常法⾮可恼，⽆恼宁解脱，是故计我常，证解脱
⾮理。

　　若许我是常法，那么，他就不得解脱，由于是常则⽆⽣
死等逼害可恼，若⽆⽣死逼恼，然后修道岂宁得解脱吗？决
定不得解脱故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不应许解脱位时有我）

　　颂⽈：我若实有性，不应思⽆我，定知真实者，趣解脱
应虚。

　　“我”若实有⾃性，就不应当思维补特伽罗⽆我，并且也
不应得解脱，因为还有随我执流转的因未坏灭故，所以外道
出家众说他是：决定了知“我”的真实性⽽永断我执者，趣⼊
解脱涅槃，则应成为虚妄了。因此，诸乐求解脱者应当许⽆
我义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破⽆我的解脱是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若解脱时有，前亦应⾮⽆，⽆杂时所⻅，说彼为
真性。

　　若是有我，那么，在解脱位时，就应当随顺我执所转⽽
起怖畏。设若认为：虽然⽆我，但是，解脱的我是实有。解
脱的我要是实有，那么，以前在⽣死轮回时亦应⾮⽆解脱的



我耶？因为要⽆夹杂其他我⻅时，唯独所⻅诸法⾃体⽽不错
乱，⽅可说彼为⻅真实性故。解脱时若⽆我，在⽣死位时也
不应当许有我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破许⽆我有断灭过）分四：（⼀）⽆我并没
有诸⾏刹那断灭的过失；（⼆）有我亦不应为流转还灭的
因；（三）能⽣所⽣的法唯是⽆常；（四）略示名⾔中离断
常的规则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⽆我并没有诸⾏刹那断灭的过失）

　　颂⽈：若⽆常即断，今何有草等，此理若真实，应皆⽆
愚痴。

　　问⽈：诸法若⽆谛实，那么，诸⾏刹那刹那坏灭的本
性，由于⽣已⽆间即灭，所以应当成断灭。答⽈：不应了解
⽆常就是断灭的义，若⽆常即是断灭，那么，从⽆始相续乃
⾄今天云何有草⽊等现象的存在呢？若⽆常即是断灭，凡是
⽆常皆有断灭的过失故。说“凡是⽆常皆是断灭”的⻅解，此
理若是真实的话，应皆⽆有愚痴的补特伽罗，因为是⽆常
故。如是也⽆有快乐和贪欲等事，因为汝许⽆常即是断灭
故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有我也不应为流转还灭的因）

　　颂⽈：设有所执我，现⻅⾊等⾏，唯从他缘⽣，从他缘
住灭。

　　设若有汝所执的“我”，也不应为⼀切众⽣流转的因，因
为⽕晶珠与⽇光相遇即⽣⽕；⽔晶珠与⽉光相遇即能出⽔；
从种⼦⽣芽；从羯罗蓝⽣诸根。所以现⻅⾊等诸⾏，唯从他
缘⽽⽣；现⻅从薪⽕燃等唯从他缘⽽住；⼜如现⻅⽆薪⽽⽕
即息灭等事，唯从他缘⽽灭故。是故不应许有我，若是有
我，必定不待他缘唯从我⽣⼀切果故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能⽣所⽣的法唯是⽆常）




　　颂⽈：如缘成芽等，缘成种等⽣，故⽆常诸法，皆⽆常
所起。

　　任何时候决定不可能从常法出⽣果，如现⻅世间从种⼦
因缘⽽成芽等，因缘成就令种⼦等⽣起，是故凡是⽆常诸
法，皆从⽆常的因缘所⽣起，因此诸⾏刹那⽣灭，没有断、
常的分位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略示名⾔中离断常的规则）

　　颂⽈：以法从缘⽣，故体⽽⽆断；以法从缘灭，故体亦
⾮常。

　　智者以缘起的正理，即能永远遮⽌来临的执诸⾏断、常
的⾦刚雷电⽽摧毁因果的关系；并且能建⽴以芽等果法是从
种⼦等因缘⽽⽣，是故体⽆断灭的过失；⼜能建⽴以种⼦的
因法是从芽等⽣起的因缘⽽灭，是故体亦⾮常住。如《中
论》云：“若法众缘⽣，即是寂灭性（⽆⾃性）。”这就是略
示名⾔中离断常的轨则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由修⽣死⽆常苦，及修不净空等法，

　　断除宗派假⽴我，俱⽣我⻅尽断灭。

　　第⼗⼀品 破时品

　　（⼰）⼆（破时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
释品⽂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破时品第⼗⼀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⼆：（⼀）破时体实有；
（⼆）破能⽴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破时体实有）分三：（⼀）破过去未来实
有；（⼆）观察有果⽆果⽽破；（三）破现在实有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过去未来实有）分三：（⼀）破未来实
有；（⼆）破过去实有；（三）别破未来。




　　（癸）⼀（破未来实有）分四：（⼀）示许未来实有的
违害；（⼆）破彼所答；（三）若未来实有应成现在；
（四）若三世实有应⾮⽆常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示许未来实有的违害）

　　颂⽈：瓶等在未来，即⾮有过现，未来过现有，便是未
来⽆。

　　吠耘多派等时论师说：常我以现量⽐量也不能成⽴，虽
然⽆有常我合符正理，但是，常法并不是没有，因为时是常
法故。由于虽然有⽔肥和种⼦等，但是现⻅芽和花等有时候
⽣，有时候不⽣，由此理由即可⽐知另有别因，这个因就是
“时”，所以离开三时中住的法以外，另有异体的常法，这种
时法即以刹那、腊缚和须臾等所表显。答⽈：这种说法不合
正理，因为，若是离三世法以外另有异体的时法存在，那就
必定可以现⻅，可是这种异体的时是不可能⻅的，这在前⾯
破常品中已经破除故。为了表现未来的时⾮有实体的理，所
以应当举未来的瓶来破未来实有，其余的过去、现在⼆时，
当知也应如是类推。瓶等若在未来时，即⾮有过去的瓶，尔
时亦应⽆有现在的瓶，因为在未来时若有过去和现在⼆时，
那么，当来将⽣的因法即成过去和现在，从⽽时间就成了错
乱；并且在⼀时中不可能有多种时故，什么原因呢？三时不
能同时共有。是故在未来瓶的时中若有过去和现在的话，那
么，过去和现在⼆时应当成为未来的时，因为汝许过现⼆时
在未来故。未来的未来若是实有，必定在未来，如是三时都
必定成未来。必定不可能有过去现在⼆时，这样，在任何时
候都不能建⽴未来，由此便是未来⽆有了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彼所答）

　　颂⽈：未来若已谢，⽽有未来体，此则恒未来，云何成
过去。




　　问⽈：未来的瓶并⾮完全⽆有过去的瓶，因为在未来的
体中有未来的分故，所以没有过失。答⽈：在未来瓶的时候
若瓶已经谢灭，⽽还有未来未来的体，那么，过去的瓶则应
成未来，因为在未来瓶的时候有未来实体故。若许过去的瓶
是未来，则应⽆有过去了。道理必定是这样的：假若过去的
瓶已经谢灭，⽽有未来的体，此则恒应成未来，云何成过去
呢？过去与未来是相违故。此等正理者，在瓶上若许未来有
实体，⽽必定承认唯有未来，⽽⽆过去和现在，所以有过
失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未来实有应成现在）

　　颂⽈：法若在未来，现有未来相，应即为现在，如何名
未来。

　　若如时论者认为：未来的体是实有，那么，未来的瓶体
则应成现在，为什么？法若在未来的时候，就表现有未来的
相。法若有实体，⼰⽣未灭，应即为现在。若许已⽣未灭为
现在实有，那么，如何名为未来呢？

　　（⼦）四（若三世实有应⾮⽆常）

　　颂⽈：未来过去有，现有复何⽆，若⼀切时有，何缘彼
⽆常。

　　胜论师和毗婆沙师等，许三世实有，即未来时实有、过
去时实有、现在时也是实有。若三世实有，那么，诸法复于
何时当⽆呢？若⼀切时皆是实有，由何因缘彼三世法是⽆常
耶？应⾮是⽆常法，因为汝许三世实有。若许三世实有，必
定承认：前时有的，后时也有；后时有的，前时亦有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过去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过去若过去，如何成过去，过去不过去，如何成
过去。

　　若于未来时中没有未来的时体，则未来⾮是实有。过去
时究竟有过去的实体呢，或没有过去的实体？若如第⼀，过



去时若有过去的灭体，那么，如何能成为过去呢？应⾮过
去，因为过去中有过去，已超越了过去时的体故；若如第
⼆，过去法的体还不成就过去，那么，⼜如何能成为过去
呢？应⾮过去，因为过去尚未过去，正起作⽤时，法体即是
现在，⽽⾮过去故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别破未来差别）分⼆：（⼀）破毗婆沙师等
所许；（⼆）破经部师等所许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破毗婆沙师等所许）分五：（⼀）观察未来
有⽣、⽆⽣⽽破；（⼆）若过现⼆时实有即应⾮⽆常；
（三）示未来法实有则有⼤过；（四）未来实有则有⽣已再
⽣过；（五）破瑜伽师有愿智故现⻅未来法实有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观察未来有⽣、⽆⽣⽽破）分⼆：（⼀）正
破；（⼆）破彼所答。

　　（寅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未来若有⽣，如何⾮现在；未来若⽆⽣，如何⾮
常住。

　　毗婆沙师等许瓶与未来同体。未来的瓶若已⽣，如何⾮
是现在？应是现在，因为⽣已尚未灭故。未来若⽆有⽣，那
么，未来的瓶如何⾮是常住？应当是常住，因为诸法未⽣
故。

　　（寅）⼆（破彼所答）

　　颂⽈：若未来⽆⽣，坏故⾮常者，过去既⽆坏，如何谓
为常。

　　问⽈：未来虽然未⽣，但是，由于因缘具备即能成为现
在，所以不成常法。答⽈：若未来法虽然⽆有⽣，但是，后
由因缘⽽有坏灭，故若未来的瓶是⽆常者；过去瓶既然⽆有
坏灭，你何谓过去瓶⾮常法耶？应当是常法，因为彼是有法
⼜未曾坏灭故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若过现⼆时实有即应⾮⽆常）




　　颂⽈：过去与现在，皆不成⽆常，除斯⼆趣外，第三亦
⾮有。

　　若如汝所许过现⼆时是常，如何有⽆常法耶？因为过去
法已经坏灭则不可能有灭法故；现在的⽆常法若是实有，后
来即与灭法有关，所以灭法亦应成⽆常的过失。除斯过去与
现在⼆时以外，第三未来亦⾮有未来的⽆常法，所以说诸法
有实体者，由于没有⽆常，因此许有时法则不合理。

　　（丑）三（示未来法实有则有⼤过）

　　颂⽈：若后⽣诸⾏，先已有定性，说有定性⼈，应⾮是
邪执。

　　问⽈：未来法是实有，因为先有法体，若遇因缘⽽后即
⽣故。若先⽆有实体，其后决定⽆⽣，如像⽯⼥⼉。答⽈：
若法先有实体然后⽣诸⾏，在⽣起之前先已有定性，是故说
诸法有定性不变的这些⼈，对许诸法不由⼈⼒造作、⽆因、
诸法⽆因⽽有⾃性的⼈（即定命论者，他们认为世间⼀切事
物皆是由命理或以前注定的），应⾮是邪执；但是彼等说
法，完全是邪执颠倒，因为与现⻅或未⻅等事，完全相违
故。

　　（丑）四（未来实有则有⽣已再⽣过）

　　颂⽈：若法因缘⽣，即⾮先有体，先有⽽⽣者，⽣已复
应⽣。

　　未来法若有实体，即不由因缘⽽⽣，若法由因缘⽽⽣，
那么，即⾮在⽣起之先⽽有实体；设若先有实体⽽后⽣起
者，应成⽣已复⽣、⽣⽽⽆⽤、唯从因⽣因的过失，永远⽆
有⽣果的机会故。

　　（丑）五（破瑜伽师有愿智故则现⻅未来法实有）分
三：（⼀）正破；（⼆）未来实有则⽆须防⽌新起不善；
（三）⽆常与⽣之前⽽有相违。

　　（寅）⼀（正破）




　　颂⽈：若⻅未来有，何不⻅⽆法，既现有未来，应不说
为远。

　　问⽈：未来法是实有，因为有瑜伽师由愿智⼒缘未来法
是有故；如来授记未来诸事将来能如是实现故；⽯⼥⼉是⽆
有的，所以就不能现⻅故。答⽈：在未⽣起以前的时候若现
⻅未来的有体法是实有，那么，汝如何不⻅未来的⽆体法呢
（凡未来的法均可说为⽆体）？应当现⻅，因为⻅未来⽆法
与不⻅未来⽆法应⽆有区别故，所以汝许过去和未来法有实
体，即有过失。我们许三世皆是缘起⽆⾃性，所以没有汝所
犯的这些过失，因为诸佛现在即能现观未来⽆数劫的诸法将
⽣起故。现观未来时的佛智，虽然现⻅未来法在未来时中，
但是，不成毕竟⽆和常住不变，因为诸法成就⾃果时即成过
去⽽不住第⼆刹那故。诸佛现观现在诸法，同时定能现观过
去和未来法，虽然未来时是⽆体法，总之皆能现量观察故。
如是诸瑜伽师的愿智对于将来的所愿虽未现⻅，但是，如像
梦中真实所⻅并不相违。例如⻨种⼦直到未⽣芽时，名为未
来芽，不应说芽体即是未来，因为芽是属于现在。应知过
去，现在⼆时也可⽤此例推论。诸佛现观三世诸法，⾃宗应
该承认，不应只以所化众⽣对佛的信⼼意乐⽽许佛有如斯功
德。⼜诸敌论者既然现⻅未来法实有，那就应该不说未来法
为远，应当说是现在，因为汝许未来有实体故（未来法实有
则不新⽣⽽恒时皆有，所以未来就成了现在）。

　　（寅）⼆（未来实有则⽆须防⽌新起不善）

　　颂⽈：未来法若有，修戒等唐捐；若少有所为，果则⾮
先有。

　　未来法若是实有，那么，就⽆须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、
成熟善根和守护律仪等事，也应当有善果，若有这样的果
法，那么，汝为了希求未来妙果⽽修戒等事，应成唐捐，因



为汝许未作⽽有故。设若为了成办善果要少有所为，那么，
未来的果法则⾮先有实体，要待修持善业⽽感妙果故。

　　（寅）三（⽆常与未⽣之先⽽有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诸⾏既⽆常，果则⾮恒有；若有初有后，世共许
⾮常。

　　诸⾏既然许是⽆常，那⼀切有为法皆是⽆常，如是果在
未⽣之前则⾮恒有，因为⽆常法与未⽣之前⽽有是相违故。
诸法若有新⽣起之初，和成就⾃果时，即成为过去⽽不住第
⼆刹那，世间⼈共许它是⽆常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经部师等所许）

　　颂⽈：应⾮勤解脱，解脱⽆未来，是则⽆贪者，应亦起
贪惑。

　　若如经部师等说：“未来法完全⽆有”。那么，为断未来
的烦恼和苦果，应⾮由精进修习圣道⽽得解脱，因此汝许未
来法完全⽆有故。如像已得解脱的阿罗汉。由⽆有未来的烦
恼等，则⽆须为断未来的烦恼和苦果⽽起精勤。若是未来法
⽆有，是则所依补特伽罗和识等⽆贪者，亦应⽣起能依贪
惑，若起贪惑则应成⽆因⽽⽣，这样就对已离欲的阿罗汉应
亦⽣起贪惑故。亦应的“亦”字，表示未来法⾮⽆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观察有果⽆果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执果先有，造宫舍严具，柱等则唐捐，果先⽆
亦尔。

　　数论师说：未来⽆体法没有⽣的功能故；由因中有果的
功能体性，故没有从⼀切⽣⼀切的过失。若如有部师许三世
实有等，执果法所⽣之先⼰有。若如经部师等虽然许有为法
是实有，但执果在未来先⽆。若如彼等所许⽽为造宫舍、庄
严、⼯具、柱等果，则应成唐捐。有些说未来果法本来有
故；另有许造家舍果未来是⽆体，如⽯⼥⼉相同故，所以他
们对说缘起性空者不但没有寻得过失的机会，⽽且性空师善



于成⽴⼀切法。彼等诸师不了解有学圣者的根本智，不⻅瓶
等诸缘⽣法为有和⻅为⾮有⼆者的差别；由于不善了知建⽴
⾃宗名⾔量，故发⽣种种错乱，因此以⾃宗的⼆谛量则能善
巧成⽴⼀切法义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破现在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诸法有转变，意亦不能缘，虽尔⽆智⼈，妄计有
现在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已破过去和未来，但现在是实有，由于现在
法实有，所以未来法亦是实有，因为由⾃性未来的酪位转变
为现在的酪位故，因此现在法是实有。答⽈：汝许的⾃性是
⾊法，它的体性是常，能由乳位转变为酪位，便执诸法实有
转变，是不合理的。如是转变就是意识亦不能缘，何况前五
识岂能缘它最微细之处吗？现在与现在的因全能转变是不可
得。虽然如是，唯尔等对真实义愚昧⽆智慧的⼈，乃妄计实
有现在。此处应加⼴破数论师所许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破能⽴）分⼆：（⼀）破时的因——有为法
实有；（⼆）破念过去的能⽴因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时的因——有为法实有）分五：（⼀）观
察有为法住不住⽽破；（⼆）观察时有住⽆住⽽破；（三）
观察有为法与⽆常⼀异⽽破；（四）观察住与⽆常⼒之⼤⼩
⽽破；（五）破住与⽆常同时俱有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观察有为法住不住⽽破）分⼆：（⼀）正
破；（⼆）成⽴住⽆⾃性的能⽴因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⽆常何有住，住⽆有何体，初若有住者，后应⽆
变衰。

　　问⽈：时是实有，因为有安⽴时的因——有为法故，从
缘有为法就能了别有时，⾮是时⾃⼰能表显，所以时是实
有。答⽈：时的因体——有为⽆常云何实有呢？应⾮实有，



因为有为法⾮有⾃性的住故，云何说有为法是有⾃性的住
呢？因为有为法数数被⽆常所吞⻝故。⼜最初设若实有住
者，后来就应当⽆有变衰。有为法不应是刹那变坏，因为有
为法若是实有，就不可能坏灭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成⽴住⽆⾃性的能⽴因）

　　颂⽈：譬如⽆⼀识，能了于⼆义；如是⽆⼀义，⼆识所
能知。

　　住是⽆有⾃性，譬如⽆有⼀识在⼀刹那时，能了于前后
⼆刹那相同的⼆种义相。如是也⽆有于⼀时⼀义，以前后⼆
刹那识所能了知，因为刹那⽣灭故。问⽈：那么，若如汝的
所许即与对法经所说相违，如经云：“当知⾊等五境，⽽⼀⼀
境以⼆识能缘。”答⽈：若不许刹那坏灭，即⾮是佛弟⼦，若
许刹那坏灭，那么，前刹那的眼识所缘缘，就不可能为后刹
那⽣起意识的所缘缘，因为经义是说：眼识缘⾊，清晰明
了，然后意识⽣起，尚未明了之际，所以⼆识能缘⼀⼀境并
⽆过失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观察有住⽆住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时若有余住，住则不成识；⽆住住⽆故，后灭亦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住有实体，因为它是现在时的能相故。答⽈：时
与住是异，若彼此实有联系，必定有能依所依。设若离时以
外另有其余能依异体的住，那么，住则不成为时，因为有⾃
性的时与住是相违故。假若时中⽆有住，由于⽆有住故，⽽
最后坏灭亦⾮有。由于时⾮实有⽽住，所以住是现在的能
相，不合道理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观察有为法与⽆常⼀异已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法与⽆常异，法则⾮⽆常；法与⽆常⼀，法应⾮
有住。




　　问⽈：住有实体，因为有住的⽆常故。答⽈：若有为法
与⽆常是异体，那么，有为法则应⾮⽆常，若许有为法⾮是
⽆常，即应是常。有为法与⽆常若是⼀体，那么，凡是⽆常
即唯是有为法，因此有为法即应⾮是有⾃性的住了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观察住与⽆常⼒之⼤⼩⽽破）分三：（⼀）
⽆常若⽐住⼒⼩其后不应⻅为⼤；（⼆）⽆常⼒若⼤则⼀切
时中应⽆有住；（三）⽆常⼒⼤则应先常后⽆常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⽆常若⽐住⼒⼩其后不应⻅为⼤）

　　颂⽈：⽆常初即劣，住⼒定应强；此⼆复何缘，后⻅成
颠倒。

　　问⽈：若在住的时候住的⼒就⼤，⽽⽆常⼒就⼩，⼒⼩
的⽆常不能摧坏⼒⼤的住。答⽈：那么，对于此住与⽆常⼆
法，复有何缘，后来现⻅成为⽆常，相反的⽆常⼒⼤呢？应
不现⻅。在住的时候，⽆常⼒最初既然微劣，住⼒决定应强
⼤，住性⼒既然强⼤，那么，对于住法谁也不能损坏故。
（住法既被⽆常⼒所损，可⻅⽆常⼒⽐住⼒强⼤。）

　　（⼦）⼆（⽆常⼒若⼤则不应有住）

　　颂⽈：若遍诸法体，⽆常⼒⾮劣，应都⽆有住，或⼀切
皆常。

　　设若⽆常⼒⾮劣，在⼀切时处遍诸有为法体，那么，⼀
切有为法，应都⽆有⾃性的住，因为摧毁住的⽆常遍⼀切时
处故。或者⼀切有为法皆应是常，因为汝许⽆常⼒⼩⽽住⼒
有⾃性的强⼤故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⽆常为⼤则应先常后⽆常）

　　颂⽈：⽆常若恒有，住相应常⽆；或彼法先常，后乃⾮
常住。

　　⼜⽆常与⽆常的所相——有为法是同时俱起，抑后有
“时”？设若⽆常的所相对于能相不错乱，常中应恒有⽆常
法，那么，住相就应恒常⽆⾃性。或者彼⽆常法应先已成为



常，然后乃成⾮常住的⽆常法。如是初刹那⽣起若住第⼆刹
那，此法当成常住，但是，决定⽆有⼀有为法亦常亦⽆常共
存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破住与⽆常同时俱有）

　　颂⽈：若法⽆常俱，⽽定有住者，⽆常相应妄，或住相
应虚。

　　设若许有为法的能相——⽆常，互不错乱，有为法住的
住与不住的⽆常同时俱有，⽽有为法决定实有住者，那么，
有为法是⽆常相应当相反的——即常，或者有⾃性的住，相
应当成为虚妄故。若许有为法虚妄⽆实体，⽆常与住则能同
时俱有；若有为法有实体。则不可能同时和合俱有了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念过去的能⽴因）

　　颂⽈：已⻅法不现，⾮后能⽣⼼，故唯虚妄念，缘虚妄
境⽣。

　　问⽈：时是实有，因为依过去的⾏上有过去的时故。设
若⽆有过去世，那就不应有忆念过去⽣的事，如佛说：“我于
过去世中曾作如是如是事”呢？答⽈：此成⽴时有实体的因，
完全没有意义。“念”是缘过去领纳的境，过去已经⻅过的法
今后不再现⻅，⾮有后来能⽣起再缘前世境的⼼，⽽⻅现在
同过去的相似境，便⽣起贪念，故名为“念”。是故唯由虚妄
不实的幻化念，⽽缘虚妄颠倒的境，⼼念⽣起颠倒错乱，并
⾮实有念体。但是，我们并不破过去的缘起⼼念，并且⾃宗
决定承认有念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不知相续刹那法，便说时常三世实；

　　欲知诸法如幻化，应善观察三世法。

　　第⼗⼆品 破⻅品

　　（⼰）三（破所⻅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
正释品⽂。




　　（庚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破⻅品第⼗⼆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三：（⼀）世间⼤部分⼈不⼊
此空性法的原因；（⼆）略示善说；（三）教诲求解脱者须
求善说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世间⼤部分⼈不⼊此空性法的原因）分四：
（⼀）明具⾜闻者的德相难得；（⼆）明真实义极难通达；
（三）明佛说甚深义⾮为诤论；（四）明⾃他教的粗细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明具⾜闻者的德相难得）分三：（⼀）闻者
的德相；（⼆）观察德相不全的过患；（三）断诤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闻者的德相）

　　颂⽈：质直慧求义，说为闻法器，不变说者德，亦⾮于
闻者。

　　问⽈：汝既⼴说此⽆我法，极其明了，如未亦是现证⽆
我者和教授者，为什么世间⼤部分⼈不能悟⼊此法呢？答
⽈：不仅现证此法者和演说者的殊胜体难得，就是闻者的殊
胜体也是最极难得故。问⽈：定要具⾜什么德相呢？答⽈：
必须远离梦著⾃宗和憎恶他宗的偏⻅，质直⽽住，如《中观
⼼论》云：“由堕宗派意热恼。永远不能证涅槃。”若不质直
⽽住。则不会了解他⼈的正确想法和善说故；必须具⾜分析
是善说和恶说的分别智慧，假若没有这种智慧，就会弃舍善
说⽽执取恶说故；必须具⾜希求善说的殊胜希求⼼，若没有
此希求⼼，就会像所画的⼈⼀样不起作⽤故，对于法义和说
法者必须⽣起恭敬意乐⼼，专⼼听闻。若具⾜这五种德相，
乃可说为是闻者的法器。若是具⾜德相法器，则不变说者的
德相为过失，唯⻅为功德。说者德相：正直不颠倒、说法明
了、不错乱、了解闻者的增上意乐和⽆著恋财物等⼼，亦⾮
于闻者的德相变为过失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观察德相不全的过患）




　　颂⽈：说有及有因，净与净⽅便，世间⾃不了，过岂在
牟尼。

　　说者虽然极其清净⽆垢，但是，闻者的德相若不具⾜，
就会不观察⾃⼰的过失，把过失⻅为功德，功德⻅为过失。
能仁宣说三有五取蕴——苦谛；及成为三有的因——集谛；
清净解脱涅槃的灭谛；与得清净解脱涅槃的⽅便——⼋圣道
⽀等道谛。能仁虽然对诸希求解脱者宣说了四圣谛，但是，
对于闻思修不起精进的诸世间⼈，⾃⼰不了知和不具⾜闻者
的德相法器，凡是不知如是义理者，都说如来未曾细细地宣
说，因此，这些过失岂能在牟尼吗？过失唯在闻者，⾮是⼤
师有失。譬如盲⼈不⻅⽬光，并⾮太阳有过失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断诤）分⼆：（⼀）成⽴能仁是⼀切智；
（⼆）明别者是相似⼤师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成⽴能仁是⼀切智）分三：（⼀）对于摧毁
苦集的空性教义应⽣喜欢；（⼆）除佛正法外其余⽆有解脱
的原因；（三）于佛所说的深隐法义⽣起定解的⽅便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对于摧毁苦集的空性教义应⽣喜欢）

　　颂⽈：舍诸有涅槃，邪宗所共许，真空破⼀切，如何彼
不欣。

　　问⽈：释迦能仁所说的增上⽣语，已经极其明显，⽽⼜
说决定善语，⼀切法空⽆⾃性，这不是⾃⼰破坏⾃⼰的⾔论
吗？我们既不了达法空，也不起恭敬信解。答⽈：由于舍贪
恋苦乐等⼀切杂染法，即名涅槃，这是数论和胜论诸邪宗所
共许为解脱，若是开示通达何法，即能破除⼀切杂染及能通
达补特伽罗和蕴⾃性空的法，汝如何不⽣欣悦？应⽣欢喜。
如经云：“涅槃寂静本性空，实执永离⽣死⽆，分别有⽆诸邪
⻅，毕竟不能寂灭苦。”所以说除开能仁⽆倒宣说真实性外，
其他数论诸师全不能说。当知这是佛教与外道不共的教法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除佛正法外其余⽆有解脱的原因）




　　颂⽈：不知舍⽅便，⽆由能弃舍，是故牟尼说，余定⽆
涅槃。

　　问⽈：若是由于舍诸有贪恋苦乐等杂染⼀切法，诸外道
邪宗共许为涅槃，那么，汝与外道有何区别呢？答⽈：数论
和胜论师等，只有舍的意乐，不知舍的⽅便，这就是区别。
别的部派不知舍离⽣死的⽅便，就是通达诸法⾃性空，所以
他们⽆由能弃舍，因为执著颠倒⽅便故。是故释迦牟尼说：
“此是初沙⻔果，此是第⼆沙⻔果，此是第三沙⻔果。此是第
四沙⻔果，外道论师便说⽆有沙⻔果。”故佛密意说，除佛法
以外其余部派决定⽆有寂灭法的原因。

　　（丑）三（于佛所说的深隐义⽣起定解的⽅便）

　　颂⽈：若于佛所说，深事以⽣疑，可依⽆相空，⽽⽣决
定信。

　　问⽈：设若佛陀是⼀切智，必定能现知⼀切⼭河⼤地的
度量深隐事，这些事他如何能现知呢？答⽈：由⽐量智定能
了知，因为若有对于佛所说的由境与时来判断六欲天等住处
的量、身量和寿量，及⼈的器世间量等，⽽在异⽣前，即成
为深隐莫测之事，以便对佛陀所说的法⽣起是有是⽆的疑
⼼。为了断除彼等疑⼼故，就可以依⼀切法⽆⾃相空性，安
住⼀切因果作⽤皆有的⼆谛法，所以最极微细的法义实难通
达。能仁宣说最极深隐的法义，唯由如是安住，⽽能对如来
⽣起是⼀切智的决定信解，因为由缘起离戏论边的理，则不
依经教为因，⽽以正理作为定解，所以定要随顺最极深隐的
教义，依据佛陀所说为正因。总的建⽴量，应依据陈那法称
师徒所说和与诸⼤⻋师相同的量。这⾥只建⽴四量（现量、
⽐量、圣教量和瑜伽现量），即能通达深义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明别者是相似⼤师）

　　颂⽈：观现尚有妄，知后定为虚，诸依彼法⾏，被诳终
⽆已。




　　诸外道⼤师，观察现在器世间及有情世间的粗⼤因果的
量处尚且难知，那么，对于观察微细因果定为愚昧⽆知。诸
外道由于随俱⽣和分别等我执之⼒⾃在⽽转，诸补特伽罗依
随彼外道法⾏，必然被它⻓夜欺诳⽆有已时，所以诸欲求妙
善安隐者，应当远离颠倒邪说的⼤师，恭敬信受正等⽆倒的
⼤师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明真实义极难通达）分五：（⼀）怖畏空性
的原因；（⼆）观察障他通达空性的过失；（三）为不失坏
真性⻅即应谨慎；（四）导⼊真性的次第；（五）认识真
性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怖畏空性的原因）分三：（⼀）诸求解脱者
有随外道⾏的原因；（⼆）认识怖畏空性的补特伽罗；
（三）愚夫怖畏空性的原因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诸求解脱者有随外道⾏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智者⾃涅槃，是能作难作，愚夫逢善导，⽽⽆随
趣⼼。

　　问⽈：为什么诸求解脱者有些随顺外道⾏呢？答⽈：闻
空性法⽣怖畏故。如是智者有善知识的摄受和能弃舍执诸法
实有的垢秽，即能⾃往涅槃城。这是极其难作能作，因为，
有些愚夫遇逢难⾏能⾏具⾜⼤悲的善导⼤师，⽽⽆有随顺趣
⼊喜悦之⼼，原因是怖畏空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认识怖畏空性的补特伽罗）

　　颂⽈：不知⽆怖畏，遍知亦复然，定由少分知，⽽⽣于
怖畏。

　　问⽈：谁怖畏空性耶？答⽈：凡是不知道功德和过失的
牧童等，虽听百次空性法，皆⽆有怖畏，因为他不⻅德失
故；若以闻思修的次第，遍知空性的⼈，相反的对空性不起
怖畏，因为他远离怖畏的因——我执故。是故决定应说，由
少分了知空性义的补特伽罗，⽽⽣于怖畏。例如善于调伏象



⻢的骑⼠，虽乘醉傲狂象亦不⽣怖畏；最极愚昧⽆知者，也
不起怖畏；唯有了知少分德失者，乃起怖畏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愚夫怖畏空性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⽣死顺流法，愚夫常习⾏，未曾修逆流，是故⽣
怖畏。

　　问⽈：是何原因愚夫怖畏空性？答⽈：对于空性的法未
曾熏习修持故。对于⽣死顺流的法，愚夫⽆始时来经常串习
⽽⾏，即是熏习俱⽣我执和分别我执。彼等愚夫由于未曾修
习还灭⽣死的解脱法，是故对于解脱⽣死的空性法⽽⽣于怖
畏，所以希求解脱者应当远离恶不善法，

　　（癸）⼆（观察障他通达空性的过患）

　　颂⽈：诸有愚痴⼈，障他真实⻅，⽆由⽣善趣，如何证
涅槃。

　　因此，为了报如来的恩德，⽽对于乐欲希求解脱、远离
怖畏的正法根器者，应当宣说空性。可是，诸有愚痴⽆知的
⼈，不但不敬重空性法，⽽且还由愚痴障碍、嫉妒和悭吝等
为缘，障碍他⼈说、闻和思维真性⻅，由此尚且⽆由⽽⽣得
⼈天善趣（增上⽣），如何能现证涅槃解脱呢？因为谤空性
有极⼤的罪过故。谤缘起离戏论边的空性法，⽐杀⼈的罪过
还⼤，所以若是不欲欺诳⾃⼰的⼈，对此处应当谨慎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为不失坏真性⻅即应谨慎）

　　颂⽈：宁毁犯⼫罗，不损坏正⻅，⼫罗⽣善趣，正⻅得
涅槃。

　　诽谤空性，对⾃他都有极⼤的损害，所以宁可毁犯⼫
罗，⽆论如何不应损坏空性正⻅，因为由于⼫罗能⽣⼈天善
趣的乐果；⽽通达空性正⻅，能得解脱和⼀切智的胜位涅
槃。如经云：“宁毁犯⼫罗，莫坏空性⻅。”

　　（癸）四（导⼊真性的次第）




　　颂⽈：愚宁起我执，⾮说⽆我理，⼀者向恶趣，胜者趣
涅槃。

　　此空性正⻅，智者应当观察是正法根器⽽开演说，如
云：“若对愚者说空性，当成颠倒不涅槃，如饮⾦翅⻰王乳，
反令毒害更增⻓。”所以对⼼未调纯的愚者，宁可让他起我
执，说有我法，因为由于他贪爱我胜，便能灭除恶⾏，易得
⼈天乐趣故。对⾮法器暂时不说空性⽆我理，这是因为他闻
空性起诽谤和起断灭⽆的倒⻅⽽损坏身⼝意三业故。是故观
察宣说空性有过失和有利乐两⽅⾯，⼀者不敬重、诽谤空性
法，或者实执诸法完全⽆有的断灭⻅，则损减业果⽽向恶
趣；⼀者善巧真性的利根胜者，即决定趣向涅槃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认识真性）分⼆：（⼀）认识实际；（⼆）
劣慧⽣怖畏的原因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认识实际）

　　颂⽈：空⽆我妙理，诸佛真境界，能坏众恶⻅，涅槃不
⼆⻔。

　　缘起⾃性空，真如实际、胜义谛、空性和⽆我的妙理，
是声闻、缘觉和佛三乘圣者所⾏的真妙境界；若是通达空
性，即能摧坏边执众恶⻅，也是获得涅槃不⼆空解脱的法
⻔，所以要趣⼊三乘菩提，定要通达空性，若不通达真性，
即不能断除三有⽣死的根本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劣慧⽣怖畏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愚闻空法名，皆⽣⼤怖畏，岂⻅⼤⼒者，怯弱不
⽣畏。

　　此⽆我法不应对劣慧异⽣宣说，因为愚夫异⽣闻此空性
法的名，皆⽣⼤怖畏，岂⻅有⼤势⼒者怖畏，⽽怯弱者不⽣
怖畏吗？譬如诸野⿅⼩兽，但⻅⻁狼狮⼦等，皆起⼤怖畏。




　　（壬）三（明佛说甚深义⾮为诤沦）分三：（⼀）佛说
此空性法虽⾮为的诤论但法尔（⾃然）能焚烧⼀切邪说；
（⼆）明彼能烧毁的原因；（三）对误⼊歧途者应⽣悲愍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佛说此空性法虽⾮为的诤论但法尔能焚烧⼀
切邪说）

　　颂⽈：诸佛虽⽆⼼，说摧他论法，⽽他论⾃坏，如野⽕
焚薪。

　　问⽈：此空性法，既能摧毁⼀切恶⻅，那么，为了摧坏
敌论者，对⾮清净根器应当宣说。答⽈：此空性法，如来不
是为摧伏他论之诤⽽说的，是为得解脱⻔⽽宣说故。但是，
诸佛如来虽⽆⼼宣说为摧坏他论的空性法，但是，由此空性
法⾃然有摧毁他论邪法的功能，例如⽕虽⽆有烧薪的想法，
但是，野⽕⾃然能焚薪。如阿阇黎说：“如草尖朝露，遇⽇光
消殒；诸敌论诤过，遇尊⾃消毁。”

　　（癸）⼆（明彼能烧毁的原因）分⼆：（⼀）正明；
（⼆）诸圣者不⽣怖畏的原因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明）

　　颂⽈：诸有悟正法，定不乐邪宗，故我⻅此法，如同能
灭⻔。

　　问⽈：此空性法若在具有信⼼⼠夫的相续⽣起，如何焚
烧他的恶⻅呢？答⽈：诸有由闻思修三慧悟⼊世⾃性空正法
⽢露味者，他决定不乐于执诸法实有的恶⻅邪宗，是故我阿
阇黎提婆⻅此空性法，如同能灭⼀切恶⻅的⽅便⻔。或者与
佛经所说的意思相同能灭⼀切恶⻅的⻔，可⻅阿阇黎所说的
空性，与佛陀所说的空性完全相同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诸圣者不⽣怖畏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若知佛所说，真空⽆我理，有亦⽆所欣，⽆亦⽆
所怖。




　　问⽈：诸圣者是何原因对空性不⽣怖畏呢？答⽈：坏灭
贪爱“我”的种⼦故。若是了知佛所说的内外诸法真性⽆我的
理，安住彼法，他就对于说有我亦⽆所欣喜，说⽆我亦⽆所
怖畏，对我⻅既⽆有贪爱，对⽆我也不起嗔恚。是故现证⽆
我的圣者，由于灭除了⽣怖畏的因，所以对空性不⽣怖畏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对误⼈歧途者应⽣悲愍）

　　颂⽈：⻅诸外道众，为多⽆义因；乐正法有情，谁不深
悲愍。

　　⽇常⻅诸外道众，为作很多⽆义流转⽣死受⽆量苦的种
⼦因，误⼊耽著诸法实有的恶⻅稠林，断灭顺解脱分的善法
命根，犹如毒蛇，杀害⾃⼰的弟⼦。若是爱乐解脱⽣死正法
的有情，悟⼊此法⾃性空的菩萨种姓，谁不对彼外道深⽣悲
愍呢？是故为诸有情不为外道邪师所夺，应当宣畅⽆⾃性之
道。

　　（壬）四（明⾃他宗的细粗）分⼆：（⼀）总明劣慧者
敬重其他教法不敬佛法的原因；（⼆）别释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总明劣慧者敬重其他教法不敬佛法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婆罗⻔离系，如来三所宗，⽿眼意能知，故佛法
深细。

　　问⽈：为什么诸有情虽有善⼼意乐，但是⼤多数跟随外
道宗所⾏的，⽽不⼊于佛教呢？答⽈：此空性法微细甚深，
难得通达故。婆罗⻔、离系裸形和释迦如来三种所宗的法，
如其次第由⽿、眼和意能知，是故佛法深细，⼤多数⼈不能
悟⼊。释迦如来的教法，是通达⽆⾃性⻅的太阳，能照亮愚
昧的身⼼，能摧毁⽆余恶⻅的荆棘稠林。由于现⻅有为诸法
如梦，乃能成就⽆垢的身⼼，但是必须要由根本定才能了
达，所以佛法微细甚深。离系裸形，身受寒⻛炎⽇的逼恼。
⽽远离清净妙⾏，所以世⼈⻅之即能了达。诸婆罗⻔唯由念
诵吠陀典籍为主，世⼈听之即容易通达。




　　（癸）⼆（别释）分三：（⼀）希求解脱者不应修习邪
宗；（⼆）劣根于彼宗起恭敬的理由；（三）彼等宗⾮是正
法的原因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希求解脱者不应修习邪宗）

　　颂⽈：婆罗⻔所宗，多令⾏诳诈；离系外道法，多分顺
愚痴。

　　问⽈：外道法是智慧通达的境故，所以多分世间⼈趣⼊
此法，你亦应如是修习。答⽈：不应修习，因为诸婆罗⻔所
宗的法，多分是令⼈⾏念诵、⽕供、吉祥和忏悔等，为了恭
敬利养，多分以谄诳诈现威仪，所以不是希求解脱者所⾏的
法。如是离系裸形外道所宗的法，多分是依拔发和五⽕炙身
等顺愚痴⾏的，所以希求解脱者在任何时处，对于彼法都应
远离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劣根于彼宗起恭敬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恭敬婆罗⻔，为诵诸明故；愍念离系者，由⾃苦
其身。

　　诸婆罗⻔所宗的法，主要是修忏悔，所以有些劣根众⽣
恭敬婆罗⻔，是为诵习诸吠陀明论故；如是愍念离系裸形
者，是⻅他由⾃⼰受炎⽇寒⻛等苦，修诸染污邪⾏，逼恼其
身，因此对他愍念⽽⽣起恭敬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彼等宗⾮正法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如苦业所感，不成为正法，如是⽣⾮法，是世异
熟故。

　　如身所受寒⻛炎⽇逼恼等苦，是不善业异熟所感故。如
地狱诸苦，不成为正法。如是虽然受⽣诸婆罗⻔处，也是过
去的业异熟故，如眼等法，⾮是得⼈天善趣的法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略示善说）分⼆：（⼀）正示；（⼆）外道
不敬信佛法的原因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正示）




　　颂⽈：如来所说法，略⾔唯⼆种，不害⽣⼈天，观空证
涅槃。

　　问⽈：若⽣和苦是⾮法，那么，什么是法呢？答⽈：损
害他的意乐，及由此意乐为等起的身语业，是名损害他；不
害即与此相反，是⼗善业道，是故如来所说的法，略⾔唯有
不害与涅槃⼆种。修不害为等起的善业，是⽣⼈天善趣的增
上⽣法；得解脱的法者，即观诸法⾃性空，是⾃性涅槃，⼜
现证真性，⻅诸苦毕竟不⽣，远离新垢，离新垢的涅槃。如
《六⼗正理论》云：“现法即涅槃，亦所作已辨。”得⻅道时
但得有余依涅槃，得此涅槃，⽆须⽆余永尽。此处须要说的
是：为得解脱必定要说现证空性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外道不敬信佛法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世⼈耽⾃宗，如爱本⽣地，于能灭彼因，汝何能
⽣欣。

　　问⽈：诸外道虽⻅释迦能仁的教法，但是，对此不害和
涅槃⼆法为什么不起恭敬呢？答⽈：耽著⾃⼰的恶宗故。⼀
切世间⼈耽著⾃宗，是从⽆始时的熏染，如爱⾃⼰本⽣的家
乡地⼀样的贪爱不舍，对于能遮彼⾃宗的因和与⾃宗相违的
不害和空性⼆法，外道，汝对此⼆法，有何因由能不⽣欢喜
呢？应⽣欣乐，所以由于耽著⾃⼰的恶⻅，即不能悟⼊佛法
故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教诲求解脱者须求善说）

　　颂⽈：有智求胜德，亦爱他真理，⽇轮于地上，有⽬皆
共睹。

　　聪明的⼈⻅⾃⼰本⽣家乡地有灾害的因，即应当弃舍远
离，依⽌其他富饶的区域⽽住，所以有智慧的⼈，修习何法
能得⼈天增上⽣和得解脱的理趣，虽是他宗亦应受持。譬如
⽇轮远离偏党⽽⽆私地照耀于⼤地上，⼀切有眼⽬的⼈皆能
共睹。如是修习此不害和空性⼆法也是⼀样，若能如理受



持，则对于⼀切所作唯是功德⽽⽆损恼，因此对此⼆法应当
殷重修学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应具善说德相器，谁证性空离边执，

　　断三有道究竟际，善巧缘起⾃性空。

　　第⼗三品 破根境品

　　（⼰）四（破根境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
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破根境品第⼗
三。

　　（庚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⼆：（⼀）⼴释破境实有的正
理；（⼆）明实有空与如幻相同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⼴释破境实有的正理）分三：（⼀）破所取
的根境实有；（⼆）破能取的有境（⼼⼼所）实有；（三）
明⽆实体如幻是极为希有的原因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所取的根境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总破；
（⼆）别破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总破）分⼆：（⼀）正破；（⼆）示其余
理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破）分五：（⼀）破由根识现⻅瓶有⾃性
相；（⼆）示由此理例破其余；（三）由⻅⾊⻔⾃相即成⽴
⻅其他⼀切有⼤过失；（四）破唯⾊⾃相是现量境；（五）
示彼能⽴与所⽴相同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破由根识现量瓶有⾃性相）

　　颂⽈：若⻅瓶⾊时，⾮能⻅⼀切，⻅真者谁说，瓶为可
现⻅。

　　问⽈：前品说：“有智求胜德，亦爱他真理。”那么，什
么是善说耶？答⽈：是⻅⼀切法⽆⾃性。问⽈：说⼀切法⽆



⾃性，我们不能了解，若诸法⽆⾃性，应该是完全⽆有，犹
如兔⼦的⻆是不能现⻅的；但是，瓶与⻘⾊等事完全能现⻅
故，所以⼀切法唯独有⾃性。答⽈：说现⻅瓶有⾃性，此不
应理，因为若⻅瓶的⾊的⼼，定须⻅瓶⼀切分，但是，若由
眼识⻅瓶的⾊时候，⾮能⻅瓶的⼀切⽀分故，谁说现⻅瓶亦
是现⻅诸法的真实？“亦”字是指⻘⾊⾃相。瓶是依⾊⾹味触
地⽔⽕⻛⼋极微体和合⽽假⽴瓶的名，所以瓶⾮是有⾃性；
及⾮是由⻅瓶⼀部分即说⻅⼀切分故。如是若⽕等有⾃性，
即有不观待薪⽽能恒常燃烧不息的过失。有些分辨师认为⼀
⼀根名为现量，离开能取和合总体的分别识，许为现量，这
就与正理和世间共许相违。识是刹那刹那不断地坏灭，应不
是现量；新⽉明朗的现量境，是世间众⼈共许为现量，不许
有境——⼼⼼所为现量故。如是由许根识现量，便许意识也
成为现量，是不合理的。⽉称⼤疏中⼴辨此理，⽂繁且⽌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示由此理例破其余）

　　颂⽈：诸有胜慧⼈，随前所说义，于⾹味及触，⼀切类
应遮。

　　若许根识现⻅瓶与⻘⾊等有⾃性，诸有殊胜智慧的⼈，
即可随前颂所说的正义来分别观察⽽破，并且于⾖蔻花等的
妙⾹、⽢蔗的甜味及⼀切所触柔软等，许由根识现⻅有⾃
性，这⼀切类均可照此遮遣。若许有为法谛实，则有⻅这⼀
部分与不⻅另⼀分、和合与不和合，远近亲疏等差别皆有不
能建⽴的过失。

　　（丑）三（由⻅⾊⾃相即成⽴⻅其他⼀切有⼤过失）

　　颂⽈：若由⻅⾊故，便⾔⻅⼀切，由不⻅余故，⾊应名
不⻅。

　　问⽈：瓶与⾊⾮是异体，是⼀体故，所以由于⻅⾊即⻅
瓶的⼀切部分。答⽈：设若由眼识⻅瓶的⾊故，便⾔⻅瓶的
⼀切部分，那么，由于眼识不⻅瓶的其余⾹味等故，⾊应名



不⻅。若许由⻅瓶的⾊⼀部分即⻅瓶的全部分，那么，不⻅
瓶的⾹⼀部分，也应许不⻅瓶的全部分，所以眼识不能现⻅
⾊⾃相。

　　（丑）四（破唯⾊⾃相是现量境）

　　颂⽈：即唯于瓶⾊，亦⾮现⻅性，以彼有彼分，此分中
分故。

　　问⽈：瓶虽然⾮现量境（整体），但由现⻅瓶的⾊（部
分），以此类推瓶有⾃性也是现量成⽴。答⽈：唯瓶⾊有⾃
性，亦⾮现量境，因为以彼⾊中亦有彼分、此分和中分，是
依许多⽀分和合假⽴为瓶的名故，所以现⻅诸法有⾃性，这
是完全没有的。

　　（丑）五（示彼能⽴与所⽴相同）

　　颂⽈：极微分有⽆，应审谛思察，引不成为证，义终不
可成。

　　如是若分析⼀⼀分，最后只剩极微，亦可⽤观察微尘有
⽆⽅分的⽅式来观察极微，因为极微若是有前后等⽅分，那
么，依靠众多分和合假⽴瓶名，则损坏了极微义不成其为极
微。极微若是⽆有前后等⽅分，则应⽆所取，当成完全⽆
有。是故由引极微不能成为诸法有⾃性的证据，因此所⽴瓶
有⾃性，是现所量境的义理，始终不可能成⽴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示其余理）

　　颂⽈：⼀切成分⾊，复成为有分，故⾔说⽂字，此中亦
⾮有。

　　复次由有⾊根观察所取的境时，则应不知⼀切都是观待
⾃⼰的有⽀分（整体）⽽成为⽀分⾊（⽀体），复⼜观待⾃
⼰的⽀分⽽成为有⽀分。是故诸法唯是依⾃体⽀分假⽴为
名，如是观察极微名的最终点，即是⾔说阿等⽂字，⽂字亦
是此世间中唯有名⾔安⽴，亦⾮有实体。所以应当了知：凡
是由因缘所⽣的⼀切法，唯有名⾔所表，全⽆实体。




　　（癸）⼆（别破）分⼆：（⼀）破境有⾃性由根所取；
（⼆）破意识取境有⾃性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破境有⾃性由根所取）分⼆：（⼀）破所⻅
实有；（⼆）破所闻实有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破所⻅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破境实有；
（⼆）破有境实有。

　　（寅）⼀（破境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破内部；（⼆）破
外部。

　　（卯）⼀（破内部）分三：（⼀）由显⾊与形⾊所摄的
⾊⾃相为眼识所取的境，观察显形⼆⾃相是⼀是异⽽破；
（⼆）破由有四⼤种的因由便许为眼识所取的⾊境是实有，
则眼识应当能取⼤种和所造⾊；（三）明彼所许有违害。

　　（⾠）⼀（由显⾊与形⾊所摄的⾊⾃相为根识所取的
境，观察显形⼆⾃相是⼀是异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离显⾊有形，云何取形⾊，即显取显⾊，何故不
由身。

　　问⽈：由显⾊与形⾊所摄的瓶⾊⾃相，是由眼识所⻅，
所以瓶⼦成为现⻅。答⽈：显⾊与形⾊是异体耶，抑⼀体
耶？设若离开显⾊另有⻓短等形⾊的异体，那么，眼识云何
能取形⾊？应不能⻅，因为离开显⾊另有形⾊的异体故。设
若形⾊即是显⾊，是有⾃性的⼀体，那么，取显⾊何故不由
身识了别呢？如像身识在暗室中应能取⻓短等形，因为汝许
显形⾊是⼀体故。

　　（⾠）⼆（破由有四⼤种的因由便许为眼识所取的⾊境
是实有则眼识应当能取⼤种和所造⾊）

　　颂⽈：如离于⾊外，不⻅于⾊因，若如是⼆体，何故眼
不取。

　　问⽈：⾊处是实有，因为有因⾊——四⼤种故。答⽈：
如离于果⾊以外，即不⻅于地等因⾊，因为因⾊是依果⾊⽽



假安⽴，体性不异。若因⾊与果⾊是有⾃性的⼀体，因⾊与
果⾊必定是⼀，彼因果⼆体，何故眼识不取呢？应当取，因
为汝许因⾊与果⾊是⼀体故。

　　（⾠）三（明彼所许有违害）

　　颂⽈：⻅地名为坚，是身根所取，以是唯触中，乃可说
名地。

　　现⻅“地”名为坚性，⽽地⼤是由身根所取，所以唯是触
尘中的差别，乃可说名为“地”，因为⾊处（果⾊）是眼识所
取境；四⼤种（因⾊）是身识所取境，所以四⼤种与⾊处有
不同的区别。若许因⾊与果⾊是实有，那么，它们彼此之间
则⽆有关系，这样就会犯果⾊应成为⽆因的过失。

　　（卯）⼆（破他部）

　　颂⽈：由所⻅⽣故，此瓶⽆少德，故如所⻅⽣，其有性
⾮有。

　　胜论师说：瓶⾮⾃体所⻅，亦⾮⾮所⻅，因为瓶具有所
⻅的总相，所以成为现量所⻅。答⽈：这不合理。瓶是由⾃
因所⻅⽣呢，或不由⾃因所⻅⽣？若如第⼀，此瓶是由⾃因
所⻅⽣者，此瓶所⻅的总相与余者有关，如是，现⻅应成⽆
有少分的功德，因为所⻅是从⾃因⽣故。是故由此因由，如
所⻅瓶⾮成他相⽣，这就与所⻅⽆关，并且不成为所⻅的
瓶，其瓶有⾃性即成为⾮有⾃性。所以汝之所许，瓶既是现
⻅实法，⼜是假者，任何时候也不合理。

　　（寅）⼆（破有境实有）分五：（⼀）破眼能⻅⾊有⾃
性；（⼆）破识是作者；（三）破眼是作者；（四）眼应观
待眼为能⻅；（五）破三缘和合是能⻅⾊者。

　　（卯）⼀（破眼⻅⾊有⾃性）

　　颂⽈：眼等皆⼤造，何眼⻅⾮余，故业果难思，牟尼真
实说。




　　问⽈：现⻅⾊等境有⾃性，因为有能缘⾊等境的眼等根
故。答⽈：眼等根皆是⼤种所造⾊，任何⾊处唯由眼识能
⻅，⾮是其余⽿等根所能⻅故，所以眼不能有⾃性地⻅⾊，
因为是⼤种所造⾊故，犹如⽿根。问⽈：假若没有眼等功
能，则与经上所说的异熟相违。答⽈：我们并未破眼等。问
⽈：为什么不破呢？答⽈：我们只是破诸法有⾃性，对于缘
起所摄的诸法，不但不破，⾃宗完全承认。通达真性的正
理，不可思议，虽然诸法⽆有⾃性，但是，眼能⻅⾊，不能
闻声，因为不能领受，是故当知业异熟果难可思议。必须承
认唯由名⾔⻅⾊，不应以理智观察，因为理智是观察诸法有
⽆⾃性，这是释迦牟尼真实⽽说。如经云：“有情异熟难思
议，世间⼀切从因⽣。”

　　（卯）⼆（破识是作者）

　　颂⽈：智缘未有故，智⾮在⻅先，居后智唐捐，同时⻅
⽆⽤。

　　问⽈：眼等有⾃性，因为有眼根的果识能⻅⾊故。答
⽈：眼识（智）⾮在⻅⾊之先⽽有，因为在⻅⾊之先⽣识的
缘尚未有故。设若是先⻅⾊⽽眼识居后，那么，⻅⾊的眼识
（智）应成唐捐，因为在眼识⻅⾊之先已有⻅故。设若分别
与⻅及眼识同时有，那么⽣眼识⽽⻅的作⽤应成为⽆⽤，因
为它们是彼此互不观待同时⽣故。

　　（卯）三（破眼是作者）分三：（⼀）眼有⻅⾊的功能
（⾏）则有⼤过；（⼆）⻅⾊后为⻅⾏法则⽆⽤；（三）眼
若不⾄境⽽能⾃性⻅⾊眼则应⻅⼀切境。

　　（⾠）⼀（眼有⻅⾊的功能（⾏法）则有⼤过）

　　颂⽈：眼若⾏⾄境，⾊远⻅应迟，何不亦分明，照极远
近⾊。

　　问⽈：眼是能⻅者。答⽈：若由眼能⻅⾊，是⾄境⻅
耶，或不⾄境⻅？若是⾄境⻅，那么，眼根⻅⾊时，假若要



⾏⾄境⻅⾊，即对于极远处的⾊境，⻅时应当迟到。若是要
由眼相触⾊境乃能⻅，那么，照⻅极近的⾊如眼上的药与治
眼器等，何不亦可以同样的分明呢？应当分明，因为与眼相
触⽽⻅故。

　　（⾠）⼆（⻅⾊后为⻅⾏法则⽆⽤）

　　颂⽈：若⻅⾊眼⾏，其⾏则⽆德，或名所欲⻅，⾔定则
成妄。

　　若是⻅⾊以后眼识⽅能⾏⾄⾊境，其⾏则⽆有⼀点功
德，因为，为了⻅⾊⽽先⼰⻅故。倘若未⻅时，或名就所欲
⻅，⾔论决定能⻅，应成虚妄，如像盲⼈不能⻅说有可⻅
故。

　　（⾠）三（眼若不⾄境⽽能⾃性⻅⾊眼则应⻅⼀切境）

　　颂⽈：若不往⽽观，应⻅⼀切⾊，眼既⽆⾏动，⽆远亦
⽆障。

　　设若欲避免未⻅⾊⽽眼识去的过失，便许眼不往境⽽能
⾃性地观⾊，那么，由此处的眼应当往极远、极近、有障碍
和⽆障处⻅⼀切⾊境。眼既然⽆有⾏⾄境的动作⽽⼜能⾃性
地⻅⾊，那就必定会有：⽆远境、⽆近境、有障碍境和⽆障
碍境的区别故。

　　（卯）四（眼应观待眼为能⻅）

　　颂⽈：⼀切法本性，先应⾃能⻅，何故此眼根，不⻅于
眼性。

　　如闻⽊兰花和优昙花等的⾹味，先应有⾹的所依
（花），然后嗅⾹；⼜如先⻅芝麻然后⻅油，所以⼀切有为
法的本性，先应成为⾃⼰能⻅，然后⽅能说眼是能⻅实有⾃
性。若要观待眼⽽⼜不舍其⾃体，那么，何故此眼根不能⻅
于眼性？应不合理，因为彼眼根必须要观待眼⽅有作⽤，⽽
不能舍弃能⻅的⾃体故。是故以眼根缘眼是为正量所破，如



⽴量云：眼（有法）⾮⾃性地⻅⾊，因为⾃不⻅⾃故，譬如
⾊不⻅⾊。

　　（卯）五（破三缘和合是⻅⾊者）

　　颂⽈：眼中⽆有识，识中亦⽆⻅，⾊中⼆俱⽆，彼何能
⻅⾊。

　　问⽈：有些眼虽然⽆有⻅⾊的功德，但是，由三缘和合
（即根境识）即能⻅⾊。答⽈：眼根是⾊。⽆有能了别⾊境
的识，识亦⽆有能⻅⾊的作⽤，⽽⻅与识在所缘缘的⾊中则
⼆俱⽆有，由此，彼根境识三缘和合如何能有⾃性地⻅⾊
呢？应不能⻅，因为单⼀的根、境、识没有⻅⾊的功德，所
以三缘和合也不能⻅故。

　　（丑）⼆（破所闻实有）分三：（⼀）观察声⾳是否能
说者⽽破；（⼆）观察与声相合是否取境⽽破；（三）明不
取声初分的违害。

　　（寅）⼀（观察声⾳是否能说者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声说⽽⾏，何不成说者，若不说⽽⾏，何缘⽣
彼解。

　　如不能有⾃性地⻅⾊，亦不能有⾃性地闻声，若是有⾃
性地能闻声，那么，声识⾄不⾄所闻的境？若声识⾄所闻的
境，那么，是声⾳往⽿识境时，声⽣起⽽往呢，或⽆声⽽
往？若声⽣起⽽往⽿识，声与说⽽⾏⾄⽿，由何因缘不成为
说者呢？应当成为说者，如说某某天授即出声⽽⾏故。若承
认是说者，那就应⾮是声。设若不说⽽⾏⾄⽿识，由何缘因
缘彼声⾳⽽⽣起了解呢？因为没有发出任何声⾳故。

　　（寅）⼆（观察与声相合是否取境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⾄⽿取声，声初由何取，声⾮单独⾄，如何能
单取。

　　设若⾳播要⾄⽿根乃能取声，在⾄⽿根之前的声⾳，最
初是由何者来取？应⽆有取者，因为⽿根既不能取，其余的



眼根等亦不能取故。若许⽆有取者，那就应⾮是声，因为声
要由九种因素乃能⽣，⾮是单独的能⾄⽿根。声⾳既要具⾜
九种因素，如何能单独的取声？若是单独能取，那么，与声
和合性质相同的⾹等亦应能取声，所以像汝的主张，⾹也和
声⼀样的必定与⽿根相合。

　　（寅）三（明不取声初分的违害）

　　颂⽈：声乃⾄未闻，应⾮是声性；⽆声后成声，此定不
应理。

　　问⽈：假若不取声的初分有何过失？答⽈：有损害声性
的过失。声⾳乃⾄未闻之间，应, ⾮是声性，因, 为还不是⽿
根, 的境故，犹如⾹等。问⽈：若是听闻应名为声。答⽈：若
最初⽆有声性，⽽后来成为声性，那么，⾹等也应听闻，因
为最初⽆有声性故，所以汝许诸有为法常住（常法则不应先
⽆⽽后有），此决定不应道理。如经云：“譬如有⽊及丝弦，
琴师⼿动三和合，能出琵琶箜篌声，彼等美⾳从何出？是故
智者应观察，彼从何来往何去，⼀⼀⽅隅遍寻求，声⾳来去
不可得。”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意识取境有⾃性）

　　颂⽈：⼼若离诸根，去亦应⽆⽤，设如是命者，应常⽆
有⼼。

　　问⽈：⼼能⾄境⽽取，所以意识取境是⾃性有。答⽈：
不合道理，因为⽿识和⽿根不能同⾄境，根唯住于身故。⽿
识等⼼能离开诸根⽽⾄境去，那么，⻅闻等亦应⽆作⽤，如
像盲⼈没有取境的功能故。设若是这样，命者——我法，应
恒常⽆有⼼。若以这些正理观察，便知境和根识取境的功能
⽆有⾃性了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能取的有境（⼼所）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
明想蕴的相；（⼆）破想蕴实有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明想蕴的相）




　　颂⽈：令⼼妄取尘，依先⻅如焰，妄⽴诸法义，是想蕴
应知。

　　问⽈：根境等若是⽆有⾃性，那么，观察根境各各不同
的想蕴应当⽆有。答⽈：若以正理观察，想蕴虽然⽆有⾃
性，但是，它在世俗名⾔中并⾮⽆有，因为令⼼妄取⾊等尘
境，必须先依所⻅的境，然后由意识取各各不同的境像，譬
如阳焰，虽然完全⽆有⽔的性质，但是它能⽣起有⽔的想
蕴。由于能取各各境像不同，便妄安⽴诸法各各不同形相⼼
所法，应知这就是想蕴。所以诸法唯由想念⽽安⽴名⾔，完
全⽆有⾃性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想蕴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眼⾊等为缘，如幻⽣诸识，若执为实有，幻喻不
应成。

　　问⽈：想蕴若⽆有⾃性，则⼀切法都不能建⽴。答⽈：
应⽆此过，因为，诸法虽然⽆有⾃性，但是，由于依眼⾊等
为缘，就能如幻的⽣起诸意识故。若诸法有便执为实有⾃
性，那么说如幻的喻则不应成⽴，犹如世间真正的⼥⼈等
事，就不能称为如幻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明⽆实体如幻是极为希有的原因）

　　颂⽈：世间诸所有，⽆不皆难测，根境理同然，智者何
惊异。

　　问⽈：既说诸根不能取境，⼜说依眼⾊等为缘能⽣眼
识，这真是希有难测了。答⽈：这并不是唯独希有的因，若
以理智观察胜义谛时，都不应说有种⼦灭⽣苗和不灭⽣苗等
事；若观察世俗时，依靠种⼦⽽⼜能⽣苗等；是故，世间⼤
地上诸所有事，⼀切皆是如幻⽽有，⽆不皆难测量。尔时通
达根境⽆⾃性的理，也与此同然，因此，智者有何惊异的
呢？这是⼀切有为法共有的现象故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明实有空与如幻相同）




　　颂⽈：诸法如⽕轮，变化梦幻事；⽔⽉彗星响，阳焰及
浮云。

　　如上所说，诸法虽然⽆⾃性，但有因果作⽤，是故诸缘
起法，犹如有⽕棍迅速转动的旋⽕轮；如由三昧⼒变化的美
⼥；如梦中的身体虽然⽆实，但能引起贪爱我的颠倒邪因；
犹如幻师变化的少⼥等事，虽然不实，但有迷惑⼼情的作
⽤；如⽔中⽉；如彗星（雾）；如⼭峦丛林；如依空⾕响的
回声，能引颠倒识⽣；犹如阳焰，能引错乱分别的识起；以
及远处浮云，⻅似⼤⼭等像。当知⼀切器世间的所有现象，
也与⽐喻相同，虽然诸法⾃性空，⽽有⼀切因果现象等作
⽤。如经（《三摩地王经》即《⽉灯三昧经》）云：“譬如有
童⼥，夜卧梦产⼦，⽣欣死忧戚，诸法亦复然。如幻作多
身，谓男⼥象⻢，是相⾮真实，诸法亦复然。如净虚空⽉，
影现于清池，⾮⽉形⼊⽔，诸法亦复然。如⼈在⼭⾕，歌哭
⾔笑响，闻声不可得，诸法亦复然。譬如春⽇中，辉光所焚
炙，阳焰状如⽔，诸法亦复然。⻅野⻢如⽔，愚者欲趣饮，
⽆实可救渴，诸法亦复然。如虚空⽆云，忽然起阴曀，知从
何所出，诸法亦复然。如焰寻⾹城，如幻事如梦，观⾏相空
寂，诸法亦复然。”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三有虚妄如幻城，由业幻师⽽转动，

　　如寻⾹⼥幻歌舞，追逐阳焰甚希有。

　　第⼗四品 破边执品

　　（⼰）五（破边执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
品⽂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破边执品第⼗
四。




　　（庚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四：（⼀）成⽴诸法⾃性空；
（⼆）妄执诸法为常为实有的错乱因；（三）略示成⽴⽆实
有之理；（四）明通达⽆实有的所为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成⽴诸法⾃性空）分⼆：（⼀）略示；
（⼆）⼴释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略示）

　　颂⽈：若有任何法，都不依他成，可说为实有，然彼皆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汝说诸法是从因缘所⽣故，所有的现象皆如旋⽕
轮，⽆有⾃性，那么，什么叫做有⾃性耶？答⽈：有⾃性的
法完全⽆有故。如是假若有任何法是有⾃性，它都不应依靠
其他因缘⽽⾃⼰单独的能成就，但是，完全⽆有⾃然⽣和不
依靠其他因缘⽽有的法。若是⼀切法有⾃性，那么，以观察
胜义谛的理智来观察时，真正有⾃性，乃可说为实有，然彼
不依仗他缘独⾃⽽有的法皆⾮有。这⾥说⾃性有，是指⾮唯
由名⾔世俗假安⽴⽽有，就是实有。⾃然有、⾃体有、⾃相
有、⾃性有、实有，都是实有的异名，意思是⼀个。所以只
是破除以上实有等，即是离所破实执所缘境，显示它是所遮
的法。破除实执戏论时，对于所破的法须加简别语，这在⽉
称疏中，再再⼴说，所以不应诽谤中观⻅是破除⼀切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⼴释）分四：（⼀）观察四边破积聚（总
体）实有；（⼆）破有聚（⽀分）实有；（三）观察⼀与多
⽽破；（四）由破四边的理例破其余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观察四边破积聚实有）分⼆：（⼀）略示；
（⼆）⼴释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略示）

　　颂⽈：⾮⼀⾊即瓶，⾮异瓶具⾊，⾮依瓶有⾊，⾮有瓶
依⾊。




　　若谓瓶是众多极微积聚的，是有⾃性，那么，瓶与⾊是
⼀体耶，或是异体？若是⼀体，⾊应即是瓶，但是，⾊与瓶
应⾮是有⾃性的⼀体，因为瓶⾊要是⼀体，应成何处有⾊，
彼处即有瓶故。若计⾊与瓶是有⾃性的异体，应如某甲天授
有⽜（天授与⽜是异体），但是，⾮有离开⾊另有异体的瓶
⽽具⾊，因为要是异体，不观待⾊也应当缘瓶故。⾮异于瓶
另有⾊相，亦⾮瓶依于⾊相，如像盘中有枣，所以瓶⾊⾮是
有⾃性的异体故。

　　, （⼦）⼆（⼴释）分⼆：（⼀）破他部；（⼆）破内
部。

　　（丑）⼀（破他部）分⼆：（⼀）破能相；（⼆）破所
相。

　　（寅）⼀（破能相）分⼆：（⼀）破实总是异体的所
依；（⼆）破德是异体的所依。

　　（卯）⼀（破实总是异体的所依）

　　颂⽈：若⻅⼆相异，谓离瓶有同，⾮尔是则同，何不异
于瓶。

　　胜论师说：⾊与瓶虽然不是异体，但是，与有性是异
体，因为瓶是“实”，它与⼤有性的同是异体联系，所以说瓶
是实有。答⽈：若⻅有性与瓶，总、别⼆能相是异，便谓离
瓶（实）有同（⼤有性），但是理应⾮尔。若是离瓶有同
（⼤有性），那么，则应离瓶⽽有有性，由何因由同不异于
瓶呢？若许离瓶有有性，此瓶则应⾮有。

　　（卯）⼆（破德是异体的所依）分⼆：（⼀）正破；
（⼆）许异德不依德有相违。

　　（⾠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⼀不名瓶，瓶应不名⼀，此具⾮相等，由此亦
⾮⼀。




　　问⽈：瓶有实体，因为有⼀、⼆等德数异体所依故。答
⽈：德与实句义，各各是异体故，若许⼀数等不名为瓶，则
瓶应不名⼀，因为句义各别故，譬如⼆等。若许瓶不名为
⼀，那么，说有⼀个瓶的这句话，则不应引起⼈们的注意感
觉。问⽈：瓶有具⼀故，所以瓶能成⼀数，但是，⼀数不能
成瓶。答⽈：此瓶具有⼀数，⼀数不成瓶，⼆者⾮不相等，
如⼼与境是相等⽽有。汝许瓶与⼀、⼆亦⾮相等，说瓶具⼀
数，⼀数不成瓶故，由此道理，也可以说，瓶亦⾮是⼀，因
为汝许⼀与瓶是异体故。

　　（⾠）⼆（许异德不依德有相违）

　　颂⽈：若⾊遍于实，⾊实得⼤名，敌论若⾮他，应申⾃
宗义。

　　汝许德可依实，异德不依德，此⼆应有相违，因为，若
是瓶等⼤⼩⾼低种种形像，即是⾊的⼤⼩纵⼴量等，如⾊能
遍于实，那么，如⾊实得⼤德的名称⼀样，德如何不是⾊
⼤？汝许⾊与⼤德是异体故。问⽈：第⼆德不依德，是我们
的宗义，所以细与⼈等德不依于⾊。答⽈：敌论假若⾮是汝
宗的他宗，⽽是汝⾃宗，乃可⽤此理来论难，应申汝⾃宗教
义，但是，对我宗就不应⽤此理，因为我就是要破除汝宗，
汝何⽤⾃宗⼜来难我呢？

　　（寅）⼆（破所相）

　　颂⽈：⾮由于能相，能成其所相，此中异数等，实性亦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他性等异体的德，虽然已经破除，但是，所相
——瓶尚未破故，因此瓶是有⾃性。答⽈：虽说有性等是相
顺的能相，瓶是相反的能相，但是在任何⽅⾯都⾮是说由于
相反的能相，就能成其所相瓶是有实体，所以此中离⼀、⼆
异数等，实性有⾃性的瓶体亦应⾮有。总之，离能相则⽆有
异体的所相，离所相则⽆有异体的能相可得。




　　（丑）⼆（破内部）分⼆：（⼀）⼴破⼀聚实有；
（⼆）略破聚者虽多⽽所聚⼀体是有⾃性。

　　（寅）⼀（⼴破⼀聚实有）分五：（⼀）观察⼀异已⽽
破；（⼆）破诸⽀分互相和合⼀聚是实有；（三）示破⼀聚
实有之其他理由；（四）破瓶从⾃因⽽实有⽣；（五）破由
观待⾃⽀分故瓶是实有⽣。

　　（卯）⼀（观察⼀异已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离别相⽆瓶，故瓶体⾮⼀，⼀⼀⾮瓶故，瓶体亦
⾮多。

　　经部师说：瓶是由⾊⾹味触地⽔⽕⻛⼋微合为⼀体，所
以瓶是实有。答⽈：瓶应⾮为实有的⼀体，因为离开⾊等⼋
微各各能相，则⽆有⼀体之瓶，瓶体⾮是有⾃性的⼀故。问
⽈：瓶体既⾮是⼀，那就应成多。答⽈：瓶若是多体，⼋微
⼀⼀体定应成瓶，但⼀⼀体⾮是瓶故，所以瓶体亦⾮多。

　　（卯）⼆（破诸⽀分互相和合⼀聚是实有）分⼆：
（⼀）正破；（⼆）破彼所答。

　　（⾠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⾮⽆有触体，与有触体合，故⾊等诸法，不可合
为瓶。

　　问⽈：由⼋微互相和合成⼀瓶，所以瓶是实有。答⽈：
瓶⾮是由于⽆触体的⾊⾹味触，与有触体的地⽔⽕⻛，同时
和合⽽实有⼀体，是故⾊等⼋微诸法，在任何时中皆不可能
合聚为实有的⼀瓶体。

　　（⾠）⼆（破彼所答）

　　颂⽈：⾊是瓶⼀分，故⾊体⾮瓶，有分既为⽆，⼀分如
何有。

　　问⽈：触与⾮触虽然互不相触，但是，有触⾮触的和
合，故瓶为实有。答⽈：瓶的⾊仅仅是瓶的⼀分，故⾊体⾮
瓶，例如⾹等。问⽈：观待⽀分（⼋微）乃有有⽀分（瓶）



所以瓶是实有。答⽈：由于⾊⾹等⼀⼀⽀分中既⽆有瓶，是
故有⼀⼀⽀分的瓶亦⽆有⾃性，是故⽀分亦⾮有⾃性，分⽀
定是有⽀分故。

　　（卯）三（示破⼀聚实有之其他理由）分⼆：（⼀）瓶
若实有则⼀切有⾊应成瓶；（⼆）瓶的⼋微亦应成⼀。

　　（⾠）⼀（瓶若是有则⼀切有⾊应成瓶）

　　颂⽈：⼀切⾊等性，⾊等相⽆差，唯⼀类是瓶，余⾮有
何理。

　　若是某⼀类有⾊是瓶，其余⾹味等有⾊⾮是瓶，有何理
由呢？瓶应相等。⾹味等在瓶⾐等上及⼀切⾊上，也应当成
为⾊等体性，因为⾹味等与⾊等有变碍之能相（变碍是⾊的
能相）⽆有差别，所以有⾊（瓶）若是实有，所有⼀切应相
等故。

　　（⾠）⼆（瓶的⼋微亦应成⼀）

　　颂⽈：若⾊异味等，不异于瓶等，⽆彼等⾃⽆，如何不
异⾊。

　　假设问⽈：⾊⾹等亦应是⼀，因为与瓶是⼀故。救⽈：
⾊⾹等不是⼀⽽是异。答⽈：⾊⾹味触是眼⽿等异根所取境
故，汝若许⾊法是异于⾹味等，⽽不异于瓶等，那么，若⽆
有彼异于⾊的⾹味等法，瓶⾃⼰则⽆法建⽴，因此彼瓶如何
不异于⾊呢？应当异⾊，因为汝许瓶与⾊⾹味等是有⾃性的
异体故。

　　（卯）四（破瓶从⾃因实有⽽⽣）

　　颂⽈：瓶等既⽆因，体应不成果，故若异⾊等，瓶等定
为⽆。

　　瓶上既⽆有⾃性的⾊等因，则瓶体应不成为有⾃性的
果，是故若异⾊等⽀分，任何时中瓶等决定为⽆⾃性，因为
离⾊等以外瓶不可得故，所以离开⼋极微等即⽆有异体的
瓶。




　　（卯）五（破由观待⾃⽀分理瓶从实有因⽽⽣）

　　颂⽈：若瓶由因⽣，因复从他成，⾃体尚不成，如何能
⽣他。

　　问⽈：瓶是观待⾃⼰的⽀分泥团等的果，泥团等是瓶的
因，所以瓶是从泥团等实有的因⽽⽣。答⽈：若瓶是由⾃因
泥团实有⽽⽣，泥团等因复⼜从其他⼋极微等因⽽成。任何
因法有⾃体尚不成，由它如何能⽣其他有⾃性的果呢？是故
凡是要观待因⽽⽣的法，皆⾮有⾃性的⽣。若是诸法有⾃
性，应有⽆因⽣的过失故。此处由破瓶从有⾃性因⽣的理，
亦可类破⼀切果有⾃性。

　　（寅）⼆（略破聚者虽多⽽所聚⼀体是有⾃性）

　　颂⽈：⾊等和合时，终不成⾹等，故和合⼀体，应如瓶
等⽆。

　　问⽈：瓶虽然是众多⽀分合聚的，但是合聚⼀体的瓶是
实有。答⽈：⾊⾹等⽀分互相和合时，⾊法始终不会变成⾹
味等性，⾊等众⽀分合聚⼀处⽽住，由于各各的能相不同，
所以各不舍其⾃体故。⾊⾹等虽然互相和合，但是始终不能
变成⼀体，是故⾊等和合不离各各能相，所以说瓶⾮是⼀
体，应如破瓶等⼀实有，则应⽆有和合⼀体的实有了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有聚实有）分四：（⼀）如离⾊⾹等别⽆
实聚⼀样不观待⼤种实⽆有⼤种所造；（⼆）破⼤种实有；
（三）破彼所答；（四）破⽕极微为实有⽕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如离⾊⾹等别⽆实聚⼀样不观待⼤种实⽆有
⼤种所造）

　　颂⽈：如离于⾊等，瓶体实为⽆，⾊体亦应然，离⻛等
⾮有。

　　若以如上所说的正理观察，如离于⾊⾹等，和合集聚的
瓶体实为⽆有，如是若离⻛等四⼤种，⽀分⾊（⼤种所造



⾊）亦应仍然⾮有，因为离⻛等四⼤种则⾮有⾊法，所以⼤
种所造是依⼤种⽽假安⽴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⼤种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暖即是⽕性，⾮暖如何烧，故薪体为⽆，离此⽕
⾮有。

　　如离于⻛等⼤种，⾊⾹等则⽆有，然诸⼤种⽆有互不观
待⽽有⾃性，因为⽕是能烧者，余三⼤种即是所烧。若许余
三⼤种的薪体，唯独由⽕能烧，那么，薪的暖即是⽕性，它
即⾮是所烧的薪。薪若⾮是暖，它如何为能烧呢？应不是能
烧，因为汝许薪与⽕互相⽆联系故，是故不观待⽕的薪体则
为⽆体，因为离此薪，⽽不观待薪的⽕，亦⾮有体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破彼所答）

　　颂⽈：余暖杂成故，如何不成⽕，若余不成暖，不可说
彼有。

　　问⽈：薪是坚等体，⾮是暖性，由于⽕正燃烧时即使它
成为暖，所以薪是所烧，⽕是能烧。答⽈：设若其余薪等不
是暖，是由于⽕正燃烧时薪与⽕交织混杂故为暖故，那么，
彼薪如何不成为⽕呢？应成为⽕，因为暖⽽且烧是⽕相故。
设若尔时薪不成为暖，那么，其余⾮暖的其余三⼤种法，则
不可说彼上有⽕，是故离开余三⼤种单独⽽有的暖，若成为
⽕，则诸⼤种⼀法⽆⽽其余⼀切则应同时俱⽆故。假若不是
这样，则违反诸法在正⽣时“俱有互为果”的说法故。

　　（⼦）⽈（破⽕极微为实有⽕）

　　颂⽈：若⽕微⽆薪，应离薪有⽕，⽕微有薪者，则⽆⼀
极微。

　　问⽈：由于⽕极微中⽆有余三⼤种，所以虽然⽆有薪⽽
⽕是实有。答⽈：设若⽕极微中⽆有薪，是故应是离薪⽽有
⽕，假若离薪⽽有⽕，则应犯⽆因⽽有⽕的过失，亦不应如
胜论师许有实极微。若想避免⽆因的过失，便认为⽕微中有



薪者，则应⽆有单独⼀体的极微，因为⼀⼀极微中决定有余
三极微故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观察⼀与多⽽破）分⼆：（⼀）由离⼀及多
的因破有为法实有；（⼆）示他宗亦有此过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由离⼀及多的因破有为法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审观诸法时，⽆⼀体实有，⽆体既⾮有，多体亦
应⽆。

　　若仔细审观瓶⾐等任何法是否实有时，任何法皆⽆有单
独实有的⼀体存在，因为任何⼀法都不离其余的有分故。由
此理由，便知诸法实有的⼀体也⾮有，是故实有的多体亦应
⽆有，因为多体是从⼀体集聚⽽有故。如⽴量云：内外诸法
（有法）皆⾮实有，离实有的⼀与多故，犹如影像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示他宗亦有此过）

　　颂⽈：若法更⽆余，汝谓为⼀体，诸法皆三性，故⼀体
为⽆。

　　若认为⽴此种因破诸法实有，只适⽤于佛教内部许⼤种
和⼤种所造同时⽣，⽽不适应于外道他宗，其实不然；假若
许何法离地等极微更⽆其余诸法，汝（胜论师）便谓地极微
为常、为⼀体，也不是他宗的教义，因为彼等宗亦许诸法有
三性，如地极微中有实性、⼀性和⼤有性；德中亦有德性、
⼀性和⼤有性，以何原因⼀切中都有三性呢？是故唯有单独
⼀体的法，就是他宗（胜论）也认为⽆有，所以也可以⽤⼀
多的因同样能破实德⼤有等性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由破四边的理例破其余）

　　颂⽈：有⾮有俱⾮，⼀⾮⼀双泯，随次应配属，智者达
⾮真。

　　如数论师等许因中有果，经部师等许因中虽然⾮有果，
但因果是实有；裸形外道许本体是常，分位是⽆常，亦有果
亦⽆果；有许诸法虽是实有，但不可说有⼀、异，则因中有



⽆果俱⾮有。此等正理破法，随其次第应当配属。若观察诸
法真实性的智者，即通达实有⼀、⾮⼀、亦⼀亦异和⾮异等
双泯皆⾮真实。应以此因例破前第⼗⼀品的“若执果先有”
等，这就是说，应加缘起因、离⼀及多因或⾦刚屑因（破⾃
⽣、他⽣、共⽣和⽆因⽣）等⽽破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妄执诸法为常为实有的错乱因）

　　颂⽈：于相续假法，恶⻅谓真常，积集假法中，邪执⾔
实有。

　　问⽈：若是诸法完全⽆有⾃性，即不会使汝的敌者得到
满意，所以敌者认为诸法实有。答⽈：虽然完全不适合汝，
但是，如三天时，若许有前时，必须许有后时，观察初中后
三刹那，于建⽴相续假法，⽽愚夫恶⻅便谓诸法是真常。如
是于积集假法中，有邪执者便⾔诸法是实有。所以现⻅有很
多⼈，不知诸法是依因缘建⽴积集相续，纵然随⾏七部量论
（《释量论》、《决定量论》、《正理滴论》、《因滴论》、
《观系属论》、《辨理论》、《成他相续论》），也不出乎
外道⾏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略示成⽴⽆实有之理）

　　颂⽈：若有从缘成，彼即⽆⾃在：此皆⽆⾃在，是故我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若认为我们⻅诸法实有是邪⻅，汝不许诸法实
有，则应成诸法全⽆⻅，若诸法完全⽆有，这是不合理的，
因为⻅诸法实有与不⻅实有是相违的。答⽈：我们不是说诸
法⽆有，⽽是说诸法缘起故。问⽈：这岂不是说诸法实有
吗？答⽈：不是，是说诸法缘起故。问⽈：何为缘起义呢？
答⽈：如幻、如阳焰、⾃性空，⽽有⽣果的功能义，这就是
缘起义。若有诸法是从众因缘⽽成，彼法即⽆有⾃在。此等
诸法本来皆⽆⾃在，是故补特伽罗我和法我皆⾮有。补特伽
罗与蕴（有法）皆⽆⾃性，因为它是缘起故。问⽈：果⾮⾃



然⽣我们也许可，这与汝有何差别？答⽈：汝不了知缘起法
是观待义，所以与我们有差别。

　　（⾟）四（明通达⽆实有的所为）分⼆：（⼀）圣者不
⻅缘起实有；（⼆）由通达性空故解脱⽣死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圣者不⻅缘起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诸法若⽆果，皆⽆有和合，为果⽽和合，圣⻅彼
⽆合。

　　任何法皆不是有⾃性的⽣，是故诸法若⽆有⾃⼰所⽣的
果，那么，为果⽽集聚，皆⽆有和合。若诸法有⾃性，则应
恒常不观待果⽽有。凡是为取果⽽和合的法，在⻅真实性的
圣者根本智前，则⻅彼⽆和合，因为现⻅诸法皆⽆⾃性故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由通达性空故解脱⽣死）

　　颂⽈：识为诸有种，境是识所⾏，⻅境⽆我时，诸有种
皆灭。

　　若是永断执诸法实有的染污⽆知，当解脱⽣死，彼亦由
于通达诸法⾃性空。执诸法实有的识，即为诸有的种⼦，因
为⾊等境是识所⾏的境。若是已⻅⾊等境性⽆我时，数数修
习，则诸有的种⼦皆永息灭，⽽证得解脱。所以声闻、缘觉
阿罗汉和已得⼋地的菩萨，皆永断实执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善得暇满身⼠夫，随顺⻰猛师徒⾏，

　　通达空即缘起义，成办此义谁不勤。

　　第⼗五品 破有为相品

　　（戊）三（破⽣住灭三有为相有⾃性）分⼆：（⼀）标
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破有为相品第⼗
五。




　　（⼰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⼆：（⼀）⼴⽴缘起⽆⾃性⽣
如幻之理；（⼆）结破有⾃性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⼴⽴缘起⽆⾃性⽣如幻之理）分三：（⼀）
别破⽣有⾃性；（⼆）总破⽣住灭三有⾃性；（三）破正⽣
时由有⾃性⽣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别破⽣有⾃性）分⼆：（⼀）⼴释；（⼆）
略示所⽣的果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⼴释）分五：（⼀）观察有⽣⽆⽣⽽破；
（⼆）观察初中后三⽽破；（三）观察⾃他⽽破；（四）观
察次第及同时⽽破；（五）观察三时⽽破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观察有⽣⽆⽣⽽破）分四：（⼀）破有⽣⽆
⽣的因；（⼆）成⽴破有⽣⽆⽣的理趣；（三）观察⽣时⽽
破；（四）观察⾃体他体⽽破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破有⽣⽆⽣的因）

　　颂⽈：最后⽆⽽⽣，既⽆何能⽣；有则本来⽣，故有岂
能⽣。

　　问⽈：有为法是有⾃性，因为有有为法的能相——⽣住
灭故。答⽈：若认为⽣等能相实有，便许有为法是实有，但
是，有为法并不是有⾃性。若许由⽣就能⽣有为法，亦如
说：“因中⽆果”，那么，在种⼦位时尚未有芽，要由因缘和
合，种⼦在最后刹那灭时乃有芽⽣，认为在种⼦最后刹那灭
时，⽆有芽⽽是有⾃性的⽣，是不合理的，因为，若是因中
⽆有果⽽能有⾃性的⽣，那么，兔⻆等也应能⽣故。是故在
因中既然⽆有芽等果，如何能有⾃性的⽣呢？应不能⽣。若
许因中有果，如何能⽣呢？应不能⽣；因中有果则⾃⼰本来
在前刹那已有⽣，是故因中有果岂能再⽣故。芽（有法）是
⽆⾃性的⽣，因为因中有果既不是有⾃性的⽣，⽽因中⽆果
也不是有⾃性的⽣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成⽴破因中有⽣⽆⽣的理）




　　颂⽈：果若能违因，先⽆不应理，果⽴因⽆⽤，先有亦
不成。

　　在种⼦未变坏时，不能⽣芽，果芽若正⽣时能违害因种
⼦，是故在因种⼦位时，先⽆有果芽，说是有⾃性的⽣，即
不应道理。总之，在种⼦位时，尚⽆有果芽⽣，⽽许⽣是实
有，决定不合道理；假若认为⽆因⽽能⽣果的话，必定当许
兔⻆也能⽣故。设若果法在因位时已经成⽴，那能够成办果
的因缘则为⽆⽤，是故果法在因位时先已有，亦不能成为
⽣，因为因中已有果，则不须再⽣故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观察⽣时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此时⾮有⽣，彼时亦⽆⽣，此彼时⽆⽣，何时当
有⽣。

　　因中果芽⾃体已经有的时候，此时⾮有⽣，因为⽣已有
则⽆须再⽣故。彼因中果芽⾃体⽆有的时候，亦⽆有⽣，因
为⽆有⽣的功能故。既然在此因时亦⾮有⽣，彼因时亦⽆有
⽣，那么，何时当有⽣呢？离此时和彼时，则⽆有⽣的时间
故。

　　（⼦）四（观察⾃体他体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如⽣于⾃性，⽣义既为⽆，于他性亦然，⽣义何
成有。

　　问⽈：从乳⽣酪法时就是⽣，所以⽣是实有。答⽈：不
合道理，例如乳住在⾃体位时，则⽆需⽣于⾃体性，由此可
⻅，从乳⽣乳的义既为⽆有，如是于乳法已经成为他性的酪
法亦然，⽆有⽣义，那么，乳中的⽣义何成有呢？因为汝许
乳与酪法体性各异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观察初中后三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初中后三位，⽣前定不成，⼆⼆既为⽆，⼀⼀如
何有。




　　以此理由，便知诸法皆是⽆⾃性的⽣，由于初⽣、中间
住、最后灭三位，在⽣起以前决定不成为⽣，因为诸法在未
⽣位决定不可能有⽣住灭三法故。问⽈：是⽣时⽣、住时
住、灭时灭，时间有次第，所以⽣有⾃性。答⽈：除开⼀⼀
时，⼆⼆既然为⽆有，⼀⼀如何有呢？例如⽆有⽣，就⽆有
住灭。住灭⼆法也是这样，⽆有住就⽆有⽣灭，⽆有灭就⽆
有⽣住。如是三法都是互相观待⽽有，⾮单⼀存在。此能相
⼀⼀法既然⽆有，有为法也就⽆有了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观察⾃他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⾮离于他性，唯从⾃性⽣，故从⾃他俱，其⽣定
⾮有。

　　由以上的理由，便知有为法不应是有⾃性的⽣，例如泥
瓶⾮是离于其他泥团沙砾等性，唯独从⾃性⽽⽣，因为瓶要
依靠其他泥团所成故。泥团沙砾也是⽆⾃性的，因为它要依
靠微⼩的沙泥和合⽽成故。是故瓶⼦从⾃性、他性、⾃他⼆
性俱，其⽣决定⾮有，因为⾃、他既不是有⾃性的⽣，所以
诸法皆⽆⾃性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观察次第同时⽽破）分⼆：（⼀）正破；
（⼆）破由⾃性⽣的能⽴（因）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前后及同时，⼆俱不可说，是故⽣与瓶，同时⽣
⾮有。

　　⼜⽣是⽆⾃性，因为⽣等在瓶之前、后、及同时和前后
⼆时俱有，均不可说，是故瓶⼦的⽣与瓶同时有⾃性的⽣，
悉皆⾮有。否则能⽣所⽣同时，则瓶⼦趣向⽣的时候，必定
有瓶，应名已⽣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由⾃性⽣的能⽴（因））

　　颂⽈：若前⽣故者，前⽣不成旧，若谓后⽣者，后⽣亦
不成。




　　问⽈：瓶⼦的⽣是实有，若是⽆有⽣，则⽆有旧，因为
有破碎相的旧故。答⽈：不合道理，瓶⼦在新⽣时不能成为
旧，因为⽣起的时候还是新的故。在初⽣时，⾮有⾃性的为
旧；后⽣时，亦⾮是旧，因为尔时还是新的。若是从后来新
⽣，亦不是有⾃性的变成旧。然此是就破⽣有⾃性的⻔，也
就破了旧是有⾃性的主张。中观⾃宗对于唯是名⾔安⽴为
旧，也是承认的，只是不许有⾃性。

　　（癸）五（观察三时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如现在诸法，不从现世起，⾮从未来⽣，亦⾮从
过去。

　　由于三时不是有⾃性的⽣，所以⽣亦⾮实有。因果不同
时，例如现在的诸法，不是从现在世⽽⽣起的，亦⾮是从未
来⽣，亦⾮从过去⽣。因此认为有⾃性的⽣，在过去、现在
和未来三世⼀⼀分中，都⽆所有，是故应许“⽣”法如幻不
实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略示破所⽣的果）

　　颂⽈：⽣既⽆所来，灭亦⽆所往，如是则三有，如何⾮
如幻。

　　经云：“佛⾔，诸⽐丘，如是眼之⽣起⽆所从来，灭亦⽆
所往。”诸法若有⾃性的⽣，⽣时应如⽉出，有所从来；灭时
亦如⽉落，有所去。如是应当观察⽣灭变化，应许⽣灭唯有
假安⽴名⽽⽆实体，所以⽣灭如幻。诸法的⽣起既⽆所来，
灭时亦⽆有⾃性的所往，如是则三有内外⼀切法，如何⾮是
如幻呢？若是如实现⻅缘起，则知诸法因果如幻事，⾮同⽯
⼥⼉毕竟⾮有。在⽉称⼤疏中说：“若唯⽣亦破，如⽯⼥⼉的
所量境相同，这是毁谤缘起。”说中观宗“不许有⽣，完全⽆
有”，认为中观⻅是断灭。若得如是⻅解，即是堕恶趣的因，
所以应当像唾弃尘⼟⼀样的舍弃。




　　（⾟）⼆（总破⽣住灭三有⾃性）分四：（⼀）观察次
第同时破三相有⾃性；（⼆）出相⽆穷过⽽破；（三）观察
⼀异⽽破；（四）观察有⽆⾃性⽽破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观察次第同时破三相有⾃性）

　　颂⽈：⽣住灭三相，同时有不成，前后亦为⽆，如何当
有⽣。

　　有为法的能相——⽣住灭三相，⾮是有⾃性的同时有，
次第⽣，亦为⽆有⾃性，那么，何时当有⾃性的⽣呢？⽣住
灭三（有法）是⽆⾃性，因为⾮有⾃性的次第和同时有故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出相⽆穷过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⽣等诸相，复有⼀切相，故灭应如⽣，住亦应
如灭。

　　若有为法的能相，即⽣住灭等诸相，复有⽣⽣等⼀切
相，那么，⽣住灭各各定有⽣住灭三相，是故决定应许灭亦
应如⽣，当成灭灭，住亦应如灭，当成住住。如是展转⽣住
灭相应成⽆穷，根本的能相既不成其能相，所以有为法完全
⽆有⾃性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观察⼀异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所相异能相，何为体⾮常，或者彼四法，皆⽆有
⾃体。

　　问⽈：能相与所相是⼀体，或者是异体都可以说，如所
相有为瓶，异于能相⽣住灭，这就是异体。答⽈：如是所相
有为瓶，如何是⽆常呢？应⾮⽆常，因为汝许是有⾃性的异
体故。或者它们不是有⾃性体异，⽽是⼀体，那么彼有为能
相⽣住灭和所相瓶四法，皆⽆有它们各各的⾃体（能所不分
成为⼀体），这样，能相应不成其能相，因为它与所相是⼀
体故。如是所相亦不成其所相，因为它与能相是⼀体故。因
此能相和所相皆不成，所以皆不应许有⾃性的体⼀和体异。




　　（壬）四（观察⾃性有⽆⽽破）分⼆：（⼀）破由能⽣
因实有故所⽣等实有；（⼆）⽣等有体⽆体都⾮实有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破由能⽣因实有故所⽣等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有不⽣有法，有不⽣⽆法，⽆不⽣有法，⽆不⽣
⽆法。

　　问⽈：⽣等是有⾃性，因为能⽣的作⽤有⾃性故。答
⽈：已经成就了芽的有体法，不从种⼦的有体法再⽣，因为
种⼦未受坏芽即不能⽣故；并且芽法已经⽣起，再⽣则不应
理故。芽的有体法，不从种⼦的⽆体法⽣，因为⽆体法⽆有
⽣果的功能故。⼜⽆体果法不从⽆体因法⽣，因为烧焦的种
⼦不能⽣烧焦的芽故。⽆体果法不从有体因法⽣，过失先已
说故。是故由于⽆有有⾃性的⽣。所以彼⽣的因缘则成唐劳
⽆义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⽣等有体⽆体都⾮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有不成有法，有不成⽆法，⽆不成有法，⽆不成
⽆法。

　　⼜⽣灭是有体法的体性，或是⽆体法的体性呢？⼆者俱
不应理。因为已经⽣起的有体法，不能成为再⽣的有体法，
再⽣⽆义故。⽆体法也不能成为再⽣的有体法，假若能⽣，
⽯⼥的⼉也应当⽣故。是故有体⽆体⽣皆⽆有⾃性。已经坏
灭的⽆体法，不能成为再灭的⽆体法，因为这是没有的，如
⽯⼥的⼉不死故。已经⽣起的有体法，不能成为⽆体法，因
为彼此相违故。经云：“有为⽆为寂灭相，⼤仙说彼不分别，
⼀切有情证⽆为，寂灭⼀切我⻅相。”

　　（⾟）三（破正⽣时由有⾃性⽣）分三：（⼀）总破；
（⼆）⼴释；（三）略义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总破）

　　颂⽈：⽣时谓半⽣，故⽣时不⽣，或则应⼀切，皆我为
⽣时。




　　问⽈：虽然已⽣、未⽣都⽆有⽣，那么，正⽣时应当是
有⾃性的⽣。答⽈：芽正⽣时应不是有⾃性的⽣，因为在正
⽣时必须建⽴半⽣半未⽣，已⽣的⼀分即属于已⽣的范畴，
未⽣的⼀分即属于未⽣的范畴，除此⼆分之外则⽆有有⾃性
的⽣故。设若认为已⽣和未⽣之间为正⽣，那么，过去和未
来也应当成正⽣，或者⼀切三时，皆成为正⽣时，因为汝许
已⽣和未⽣的法都是正⽣法故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⼴释）分四：（⼀）观察⽣时义⽽破；
（⼆）破许过去未来之间住的法为正⽣时；（三）破许⽣以
先的法为正⽣时；（四）破许未⽣为正⽣时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观察⽣时义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作为⽣时体，则不成⽣时，不作⽣时体，亦不成
⽣时。

　　若正⽣时有⾃性，那么，已成⽣的体呢，或未成⽣时的
体？⼆者都不合理，因为⼆者都不应是正⽣时，善作为⽣时
的体，则不应成为正⽣时，因为正⽣时的体尚未成就故。⽣
时不作正⽣时的体，亦不成为正⽣时，因为⽣时不作为⽣，
谓是⽣时，则成相违故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破许过去未来之间住的法为⽣时）

　　颂⽈：若⼆时中间，⽆⽆中间者，则⽆有⽣时，彼有中
间故。

　　问⽈：正⽣时是有⾃性，因为它住在过去和未来之间
故，所以观待正⽣，定应安⽴过去和未来⼆时。答⽈：若任
何敌论宗，对于过去和未来⼆时的中间是有的，没有不许中
间的。决定有中间的宗中正⽣时亦⽆⾃性。为什么？彼正⽣
时另有中间故，此中间⼜另有中间等，则有⽆穷过故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破许已⽣之先的法为⽣时）分⼆：（⼀）牒
计；（⼆）破计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牒计）




　　颂⽈：由于⽣时灭，乃有⽣时⽣，是故应可⻅，有余⽣
时体。

　　问⽈：设若半⽣不是正⽣，那么，什么是正⽣呢？答
⽈：由于正⽣时种⼦灭芽⽣，乃有⽣，凡是在已⽣的分位，
则应说为正⽣时。问⽈：若已⽣是正⽣，是故即应可⻅，除
此半⽣半未⽣，则另有其余的⽣的体性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计）

　　颂⽈：若⾄已⽣位，理必⽆⽣时，已⽣有⽣时，云何从
彼起。

　　设若正⽣时，谓显示此中此事已⽣，那么，⽣时就是已
⽣法，这样就能了解⽣时有⾃性。若法⾄已⽣位时，尔时理
必⽆有有⾃性的正⽣时，因为在已⽣位正⽣时的体性已灭
故。就是⽤⽐量智观察正⽣，也不能成⽴已⽣的法体。问
⽈：倘若已⽣位就是⽣时，有何过失呢？答⽈：若已⽣位有
⽣时，尔时正⽣云何从彼已⽣法再⽣起呢？不应再⽣，因为
已⽣故。

　　（癸）四（破许未⽣为⽣时）分三：（⼀）正破；
（⼆）破彼断过；（三）若正⽣由⾃体⽣须许未⽣为⽣。

　　（⼦）⼀（正破）

　　颂⽈：未⾄已⽣位，若⽴为⽣时，何不谓⽆瓶，未⽣⽆
别故。

　　问⽈：此正⽣的义虽然是未⽣，但是，由于正趣向⽣时
应说名为⽣。答⽈：正⽣是未⾄已⽣位，若正趣向于⽣，成
⽴为⽣时，未⽣说名为⽣，那么，何不谓正作瓶时为⽆瓶
呢？应当承认，因为已⽣与未⽣⽆有差别故。

　　（⼦）⼆（破彼断过）

　　颂⽈：⽣时体未圆，异于未⽣位，是亦异已⽣，故应未
⽣⽣。




　　问⽈：正⽣时与未⽣还是有差别的，因为正⽣时说为⽣
的作⽤（体）有关系，未⽣即不⼀定与⽣的作⽤有关系。答
⽈：若正⽣时⽣体的作⽤尚未圆满，⽽与⽣的作⽤（体）有
关系。那么，许异于未来未⽣位时，如是⽣时亦应异于已
⽣，是故应当说未⽣为⽣。

　　（⼦）三（若⽣时由⾃体⽣则定许未⽣为⽣）

　　颂⽈：若说⾔⽣时，先⽆后乃有，此亦未⽣⽣，未⽣何
能⽣。

　　若正⽣时异于已⽣位故，不但定许未⽣为⽣时，就是说
⾔正⽣时为⽣，先⽆有⽣⽽后乃有⽣体有关系，是有体法，
然以此理，亦应与⽣体有关系的未⽣法为⽣，这也不合道
理，未⽣云何能⽣呢？因为未⽣尚没有获得⽣的体性，彼中
即⽆有⽣的作⽤，所以未⽣不是⽣时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略义）

　　颂⽈：体圆说名有，未作说为⽆，若尚⽆⽣时，说何为
⽣时。

　　由于⽣体（作⽤）圆满时，说名为有体，未作⽣体时，
说名为⽆体。若⽣体圆满与未圆满中尚⾮正⽣时，那么，尔
时说何为⽣时？所以⽣时完全⽆有⾃性，

　　（庚）⼆（总破有⾃性）

　　颂⽈：若时离其因，⽆别所成果。尔时⽣与灭，理皆不
可成。

　　若以正理观察，彼既⾮因时，⼜⽆有果时，尔时由于因
果⽆实体，则所依也⽆实体故。所以果⽣与因灭，说有⾃
性，理皆不能成⽴。如经云：“⼈与⼠夫及有情，⽣已死亡全
⽆⽣，诸法体性空如幻，外道诸众莫能知。”乃⾄⼴说。例如
幻师变化男⼥等形像，虽然⽆有实体，但能使观者有三种不
同的认识：（1）被咒⽔所迷惑眼者，⻅幻化执为实有男⼥形
像，起贪嗔等想；（2）幻师⾃⼰虽然⻅男⼥种种形像，但不



执为实有；（3）不为幻师咒⽔所迷惑者，全不⻅其男⼥种种
形像。如其次第配属未通达空性的诸异⽣、诸圣者后得智和
圣者根本智现前的三类有情。所以诸世俗法唯由名⾔量成
⽴；胜义讳是以有分别正智和⽆分别正智通达的轨则，已在
《⼊⾏论⼤疏）中⼴分别抉择，可参阅之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有为诸⾏⽣住灭，如梦如幻如焰等，

　　但由名⾔假安⽴，岂⻅⽆为有实体。

　　第⼗六品 教诫弟⼦品

　　（丁）⼆（明造诸品的宗旨和远离余诤抉择师⻓及弟⼦
的修法）分⼆：（⼀）标品名；（⼆）正释品⽂。

　　（戊）⼀（标品名）

　　示修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，教诫弟⼦品第⼗
六。

　　（戊）⼆（正释品⽂）分⼆：（⼀）略明造论的所为；
（⼆）断除敌论余诤。

　　（⼰）⼀（略明造论的所为）

　　颂⽈：由少因缘故，疑空谓不空，依前诸品中，理教应
重遣。

　　造此论的宗旨，是为了所教化的众⽣，永断⽣死贪惑，
得解脱位，因为若不如实通达空性的意义，则于永断⽣死贪
惑，及得解脱和得⼀切智即不⽣起欣乐。由于实执有我的绳
索系缚，曾未听闻空性，若闻说⼀切法空⽆⾃性，即会⽣起
怖畏，如前已说。如是对于未闻空性的众⽣，先应成熟身
⼼，然后乃能宣说解脱三有的甚深妙道。所以虽然诸法⾃性
空，但是，由于有实执等少许因缘故，认为不空⽽起执著，
此理依前⼗五品中已经⼴说，此品复依理教各各应再重遮
遣。




　　（⼰）⼆（断除敌论余诤）分⼋：（⼀）遣除破空性的
理；（⼆）破落边宗之实执；（三）有⽆⼆者是否实有其理
相同；（四）破成⽴毕竟⽆宗；（五）破由有空性的因喻则
不应成⽴空；（六）明开示空性的所为；（七）明有⽆⼆过
之执都是颠倒；（⼋）明⽆有理由能破离边。

　　（庚）⼀（遣除破空性的理）分三：（⼀）空性宗不能
破；（⼆）不空宗不能成⽴；（三）⽤余理破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空性宗不能破）分⼆：（⼀）正明；（⼆）
以相同义⽽破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正明）

　　颂⽈：能所说若有，空理则为⽆，诸法假缘成，故三事
⾮有。

　　问⽈：若是为了彼等所为义⽽造此论，则应成⽴诸法不
空，因为有汝能说论者及所说⼗五品的义故。若有汝能说空
性的辞句，那么，说⼀切法⾃性空的理则应成为⽆。答⽈：
我们认为辞句、所诠和说者等，依某⼀法假安⽴另⼀法，⾮
有⾃性，所以诸法唯是依缘⽽成，⽆有⾃性，是故说者、所
说和辞句三事，唯是依因缘安⽴故。故于彼等三事亦⾮有⾃
性，所以空性宗善能成⽴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以相同义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唯说空过，不空义即成，不空过已明，空义应
先⽴。

　　问⽈：若⼀切皆空，则根与境等应同驴⻆⽽有，由于有
根境故，所以⼀切法有⾃性。答⽈：若是有成⽴空性的过
失，那汝应许辞句等是缘起，不空的义即应成⽴，因为汝成
⽴诸法不空的过失我已说明，空性的义就应先成⽴。决定应
许空性，因为汝许辞句等是缘起故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不空宗不能成⽴）分⼆：（⼀）正明；
（⼆）破彼断过。




　　（壬）⼀（正明）

　　颂⽈：诸欲坏他宗，必应成⼰义，何乐谈他失，⽽⽆⽴
⼰宗。

　　汝唯破他说空性者⽽以为成⽴⾃宗，这不应理。由于许
⼀切法实有的诸敌宗论者，欲破坏他宗说空性，必应成⽴⾃
⼰实有的宗义，要有这两个条件，汝⽅能破坏说空性宗故。
汝为何只乐⼀⽅⾯谈他说空性宗的过失，⽽⽆有欢喜成⽴⾃
⼰的宗义呢？必定应当欢喜，因为成⽴⾃宗的⼀切能⽴因，
与说空性者所⽴相同，不能成⽴，所以成⽴诸法实有的宗，
应当完全舍弃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彼断过）

　　颂⽈：若观察即⽆，彼不成为宗，则⼀性等三，亦皆⾮
宗义。

　　问⽈：对于说空性宗，若以正理观察，则不合理，不能
成⽴；因为在所知境上既完全⽆有，所以彼之所许不能成⽴
为宗，唯有说诸法实有的宗才能成⽴。答⽈：若以观察胜义
的理智观察时，任何宗亦不应有，是故有何敌者许实有的⼀
性、异性和⾮⼀⾮异性等三。若以正理观察亦皆是所破，⾮
是宗义故，所以不应许诸法实有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⽤余理破）分⼆：（⼀）以现⻅因破实有空
不合理；（⼆）由成⽴空性⽽成⽴实有宗即不合理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以现⻅因破实有空不合理）

　　颂⽈：许瓶为现⻅，空因⾮有能，余宗所说因，此⽆余
容有。

　　问⽈：成⽴瓶是实有空的因当成⽆义，并且⽆作⽤，因
为现⻅的瓶是实有，我们许现⻅瓶是实有，故实有宗能成
⽴。答⽈：由谛实空的正理，则能成⽴说空的宗义，其余敌
者宗所说的实有因，在此性空宗中⽆有余宗所许的因，因为
空性宗就是要破除彼宗故。问⽈：那么，岂不是在任何时都



不能成⽴宗因吗？答⽈：不，在⽴敌⼆者同⼀宗派内可能成
⽴，因为他们宗义相同，并不相违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由成⽴空性⽽成⽴实有宗即不合理）

　　颂⽈：既⽆有不空，空复从何起，如⽆所治品，能治云
何成。

　　问⽈：汝说空性，应当许有空性的实体，因为空性是观
待不空⽽⽴，不观待不空⽽成⽴的空性是⽆有的，所以诸法
是实有。答⽈：由于成⽴空性，相反的不空宗应不能成⽴，
因为若空性是实有，空性所依的有法也应是实有。但是，既
然⽆有谛实不空的法，那么，空是实有复从何起呢？空性所
依的有法不是实有故。例如⽆有所对治的实有品，那么，能
破彼实有的能对治品云何成为实有呢？若空性是实有，则空
性所依的有法定须有实有的体性故。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有不
空法，则应有空法。”《⼆谛论》云：“若⽆有所破，即⽆有
能破。”

　　（庚）⼆（破落边宗之实执）分⼆：（⼀）正破；
（⼆）破救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正破）分三：（⼀）破⽆宗成宗；（⼆）破
法体实有之能⽴（因）；（三）明离⼀切边相同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破⽆宗成宗）

　　颂⽈：若许有宗者，⽆宗即成宗，⽆宗若⾮有，有宗应
不成。

　　问⽈：由于空性即是完全⽆有，所以彼空性宗亦不成，
如是则本⽆⾃宗亦许有⾃宗，因此要许⾃宗。若不依敌者有
⾃性宗，即⽆有⽆⾃性宗，因此与⽆⾃性宗相违的实有宗，
即成为实有。答⽈：我们若许有⾃性的宗者，那么，⽆⾃性
宗即成为有⾃性的宗，但是有⾃性的宗完全⽆有，因此观待
⽆⾃性宗的有⾃性宗也就⽆有了。⼀切实有宗以上诸品皆已
破故，如是⽆⾃性的宗若⾮实有，那么，有⾃性宗应不能成



⽴，由于有⾃性宗与⽆⾃性宗都是⽆有⾃性故。由此理由，
许空性是实有为⾃宗（⾃许应成宗）者，也是要破的，故不
应说我宗（中观）许空即是完全⽆有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破法体实有之能⽴（因））分三：（⼀）以
法差别实有不能成⽴实有；（⼆）以四边正理⽽破；（三）
不⻅有微尘许实有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以法差别实有不能成⽴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若诸法皆空，如何⽕名暖，暖⽕亦⾮有，如前已
俱遣。

　　问⽈：诸有为法是实有，因为⽕等差别法是实有故。答
⽈：⽕的暖云何有⾃性？应⽆⾃性，因为诸法⾮实有故，暖
的⽕亦⾮有⾃性；认为暖⽕有⾃性，如前⼗四品中⺒俱遗
除。如云：“暖即是⽕性，⾮暖如何烧？故薪体为⽆，离此⽕
⾮有。”

　　（癸）⼆（以四边正理⽽破）

　　颂⽈：若谓法实有，遮彼说为空，应四论皆真，⻅何过
⽽舍。

　　复次若谓现⻅⽕法本来实有⽕体，因为中观师为遮⽌彼
⽕等实有⽽说为空，那么，破实有空应符正理，则以缘起等
因破⼀、异、有、⽆等四论实有的过失时，汝⻅诸执真实者
何⼈能免过失耶？唯⻅四宗有过失故，所以在任何时候也不
应许有实有的宗故。

　　（癸）三（不⻅有微尘许实有）

　　颂⽈：乃⾄极微体，都⽆如何⽣，佛亦未许⽆，故彼不
应理。

　　然由此理故不应许诸法有实体，例如前第⼗三品说：“极
微分有⽆，应审谛思察。”诸法乃⾄最细的极微体都⽆实有，
若有实体应当能⻅，但实⽆可⻅，所以诸法在任何时中都⽆
⾃性，那么，如何⽣法有⾃性呢？在现证诸法真性的慧⽇光



明照破了⼀切⽆明暗昧的诸佛⼀切智前，亦未曾许本⽆⾃性
的法为实有，是故彼等许诸法有⾃性的宗皆不应理。

　　（壬）三（明离⼀切边相同）分⼆：（⼀）正明；
（⼆）对任何法也不应许有实⽆实之差别。

　　（癸）⼀（正明）

　　颂⽈：若真离有⽆，何缘⾔俗有，汝本宗亦尔，致难复
何为。

　　设若诸法本来真实，及远离实有⼆都⽆有，那么，汝由
何缘⾔极微等俗谛为实有呢？因为⼀切实有皆已破故。若谓
汝本宗亦与我们所说⼀样的合理的话，那就应许远离⼆边的
理趣，执你的实有宗，⽽致我们的责难复⼜何为呢？若依如
前所说的正理，应当许可离⼀切戏论边执。

　　（癸）⼆（对任何法也不应许有实⽆实之差别）

　　颂⽈：诸法⽆体性，不应有差别，诸物上共⻅，彼即⽆
差别。

　　汝由何理⾔此谛实空的宗不能成⽴耶？⽆理可⾔，因⽽
我们深信诸法实有皆不能成⽴故，所以汝应当承认我们的
宗。内外诸法若是有⾃性，皆不观待因缘⽽有，既⽆实有的
体性，则不应⾔实有的和⾮实有之差别，例如仅仅是离有对
⾊即名为虚空，⽆质碍与虚空⾮是异体，所以在诸物上共⻅
谛实空的性。如本论第⼋品云：“诸⼀法⻅者，即⼀切⻅者，
以⼀法空性，即⼀切空性。”⼜如经云：“若知何法⽆⾃性，
即于诸法不起贪。”这就是说，对于任何法上，即⽆有实有和
⾮实有的差别相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破救）分⼆：（⼀）许谛实空的宗应理若不
许彼空则应有所答但不能答；（⼆）责难谛实空的宗终不可
得。

　　（壬）⼀（许谛实空的宗应理若不许彼空则应有所答但
不能答）




　　颂⽈：⽆故于他宗，不能答难者，他因破⾃宗，何故不
⾃⽴。

　　问⽈：若谓我们先作是念：应当承认谛实空，或者不
许，⽽对于空宗作答复呢？但是，要于许诸法有⾃性者，我
们⽅能回答，⽽汝中观师许⼀切法皆⽆，我们如何回答呢？
因此不能回答。答⽈：若谓中观师许⼀切法皆⽆有故，汝即
对于他宗不能答难者，那么，他宗以成⽴空性的因破汝⾃⼰
的宗时，汝何故不成⽴⾃宗正理呢？若不能成⽴⾃宗的正
理，汝就不能破他中观宗故，所以汝的实有宗不能成⽴。

　　（壬）⼆（责难谛实空的宗终不可得）

　　颂⽈：说破因易得，是世俗虚⾔，汝何缘不能，遮破真
空义。

　　问⽈：虽然我们不能成⽴⾃宗，但是，说破他宗的因易
得，是世俗⼈共许为虚妄⾔说。答⽈：若汝宗也有易于破他
宗的因，那么，汝以何缘因不能遮破他宗中观师的真空义
呢？是故汝既不能遮破他宗，那么，破空性宗的因，就不是
易得。

　　（庚）三（有⽆⼆者是否实有其理相同）分三：（⼀）
实有空与实有两种名辞成不成⽴相同；（⼆）唯以假名实有
其义不成；（三）世间安⽴实有之名若是实有则世俗中有⾮
胜义中有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实有空与实有两种名辞成不成⽴相同）

　　颂⽈：有名诠法有，谓法实⾮⽆，⽆名表法⽆，法实应
⾮有。

　　有⾃性虽然不合理，但是，有名诠的诸法是实有，若谓
诸法在胜义中实有⾮⽆⾃性，那么，我们以⽆谛实的名诠来
表达诸法⽆谛实，由何理由不能成⽴诸法实有应⾮有呢？⼀
切时处其理相同故。是故我们⼆者除开说实有和毕竟⽆⼆边
之后，来说⼆⽆，所以离⼀切戏论宗善能成⽴。




　　（⾟）⼆（唯以假名实有其义不成）

　　颂⽈：由名解法有，遂谓法⾮⽆，因名知法⽆，应信法
⾮有。

　　有说：若胜义中⾮有，⽽说诸法有的“名”则不合理，如
说⽯⼥⼉有的名极不合理。答⽈：对于此理应作解说，什么
原因呢？若由法实有的名解说诸法实有，遂谓诸法⾮⽆谛
实。因此我们以⽆⾃性的名解说诸法，便知诸法皆⽆⾃性，
是故应当深信诸法⾮有⾃性；如对好眼者说瞎⼦，对短寿者
说⻓寿，其义皆不成⽴。若仅以⼀句话就能表达其事，那
么，如说实有就计为实有，⽽说性空也应许是性空。

　　（⾟）三（世间安⽴实有之名若是实有则世俗有⾮胜义
中有）

　　颂⽈：若由世间说，皆世间有者，诸法有⾃性，何成世
间有。

　　有说：语⾔不能表达事物的本体，假若能表达，说⽕就
应当烧⼝，说瓶应当塞⼝，是故我们认为语⾔不触事物的本
体，但是，能诠、所诠⼀切世间名⾔是实有。答⽈：设若⼀
切法有⾃性，不触彼等事物本体的语⾔，这是由世间⼈所
说，皆是世间中有者、⽽诸法有⾃性，这是胜义中有，如何
能成为世间有呢？唯成胜义中有。

　　（庚）四（破成⽴毕竟⽆宗）分⼆：（⼀）破由遮诸法
实有即成⽴毕竟⽆；（⼆）由诸法⽆实体便执⽆实体为有⾃
性亦不合理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破由遮诸法实有即成⽴毕竟⽆）

　　颂⽈：谤诸法为⽆，可堕于⽆⻅，唯蠲诸妄执，如何说
堕⽆。

　　问⽈；由于汝遮遣诸法实有，所以即成为诸法毕竟⽆。
答⽈：若说诸法⽆⾃性故，即成诸法毕竟⽆，那就是中观宗



诸师对诸法本来是实有，⽽由新破为诸法⽆了，并⾮如此，
因为诸法本来⽆有⾃性，并不是中观师把它说成为⽆有的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由诸法⽆实体便执⽆实体为有⾃性亦不合
理）

　　颂⽈：由⽆有性故，⽆性亦⾮有，有性既⾮有，⽆性依
何⽴。

　　由于所遮诸法⽆有皆性故，则遮彼所遮（有⾃性）的⽆
⾃性法亦⾮有⾃性。如世间⼈说：“有体法灭已即为⽆体
法。”本来没有瓶⼦，就不应说瓶⼦坏灭，所以有⾃性的法既
然⾮有，⽆⾃性的法依何⽴为有⾃性呢？因为⽆有所观待即
⽆有能待法故。

　　（庚）五（破由有空性的因喻则不应成⽴空）分⼆：
（⼀）明由有因故即是实有则有⼤过；（⼆）明由有喻故即
不能成⽴空义有⼤过失。

　　（⾟）⼀（明由有因故即是实有则有⼤过）

　　颂⽈：有因证法空，法空应不⽴，宗因⽆异故，因体实
为⽆。

　　问⽈：汝成⽴空性，必定要说因，因有因故，所以⼀切
法⾮空，因为虽然另有似因，但是实有故。答⽈：若是由于
有通达诸法谛实空的正因，便谓诸法不空，此不应理，如果
宗与因是有⾃性的异体，那么，宗因则成为⽆有联系，设若
宗因不是异体，⽽是有⾃性的⼀体，宗因必定成⼀，于是则
不能依因成⽴所⽴的宗，是故正因体性即为⽆有，那么，汝
许诸法实有，则有⽆因的过失。是故⼀切法皆⽆⾃性。

　　（⾟）⼆（明由有喻故即不能成⽴空义有⼤过失）

　　颂⽈：谓空喻别有，例诸法⾮空，唯有喻应成，内我同
乌⿊。

　　问⽈：若谓⾃性空的喻——影像等有，由此与喻相同的
其余诸法亦有故，所以诸法⾮空。答⽈：彼喻是与因义有联



系耶，或是⽆联系呢？若是与因义有联系，由于破因实有时
其喻不空皆已破除；设若与因义⽆联系，那就唯由与因义⽆
联系的喻义⽽能成⽴，如是则⼀切法皆应相同故。例如唯有
乌鸦⿊的喻，是否也应成⽴内我亦同乌鸦⼀样的⿊呢？当然
不能，因此仅以有喻即喻诸法实有，不合道理。

　　（庚）六（明开示空性的所为）

　　颂⽈：若法本性有，⻅空有何德，虚妄分别缚，证空⻅
能除。

　　问⽈：假若没有因和喻，⽽⼀切法亦应毕竟⽆，因此汝
造的论为破他⼈实有则成唐捐。答⽈：我们造论的宗旨是为
通达空性之后⽽得解脱和⼀切智，并不是专为破除他宗。设
若诸法本来是⾃性有，那就应该通达有⾃性以为正确，如是
现⻅空性有何功德呢？应成颠倒故。由于执诸法实有⽽造有
漏业，则流转⽣死。若是通达⼀切法⽆⾃性，当解脱三有，
所以由执实有的虚妄分别，若⻅诸法有⾃性，即紧缚⽣死，
因此实执的所执境，即补特伽罗和蕴有⾃性。这就是此论中
以⼴⼤正理说明由证空性⻅⽅能破除实执。如经所说：“⼀切
法空，即是⽆⾃性义。”⾃宗（中观宗）许⼀切法皆是缘起，
并不违经，所以特别造论开显诸法⽆⾃性。

　　（庚）七（明有⽆⼆过之执都是颠倒）

　　颂⽈：说⼀有⼀⽆，⾮真亦⾮俗，是故不能说，此有彼
⾮有。

　　内部诸唯识师没有如实了解经义，便认为内识实有，⽽
许外境在名⾔中亦⽆有，这是颠倒故。内识外境在名⾔中⼆
俱同样的有，在胜义谛中⼆俱同样的⽆。说这⼀法有另⼀法
⽆有，则⾮是真理；因为⼀有⼀⽆既⾮是胜义中有，也不是
胜义谛。⼀有⼀⽆亦⾮是世俗，因为彼⼼境⼆既是名⾔中
有，也是世俗谛。是故在名⾔中正蕴皆有，在胜义中皆⽆，



不能说此⼼、⼼所是实有，彼外境在名⾔中亦⾮有。因此外
境和内识，世间⼈和中观师都是共许的。

　　（庚）⼋（明⽆理由能破离边）

　　颂⽈：有⾮有俱⾮，诸宗皆寂灭，于中欲兴难，毕竟不
能申。

　　问⽈：汝说你们善于以多种正理破除诸实有师，实有师
不能破空性（中观）师，现在我们虽然不能答覆你，但是，
这样也就是答覆你了，因为现⻅有⼈对如来的教法在起精进
修特，可⻅诸法是有⾃性。答⽈：汝的这种想法是虚妄的，
若果我们是有过失的宗，汝可以⽤旁宗的理来难论我们。可
是说诸法有⾃性，完全⾮有，亦有亦⾮有，俱有俱⾮有等诸
宗的这些过失，对于中观师皆悉寂灭，所以对中观宗欲兴问
难，毕竟不能申。因为欲对智者空性师论难，当知如对虚空
画画和以铁槌击碎虚空，皆不可得。阿阇黎法⺠对于前⼋
品，每颂加⼀喻，由恐⽂繁，故不烦述。

　　总摄颂⽈：

　　⽈光能破诸⿊暗，⿊暗不能坏⽇光；

　　正⻅能破诸边执，难彼（正⻅）机会悉远离。

　　（甲）四（论末义）分⼆：（⼀）由何阿阇黎作；
（⼆）由何译师翻译。

　　（⼄）⼀（由何阿阇黎作）

　　此《菩萨瑜伽⾏四百论颂》是⼤⻋宗阿阇黎圣天菩萨
作。阿阇黎⽉称作疏。

　　（⼄）⼆（由何译师翻译）

　　此论是迦湿弥罗⽆⽐城宝藏寺中印度堪布苏⻢扎拿和⻄
藏博通显密的⽉称译师，由印语译藏，讲说听闻，抉择完
善。

　　佛记⻰猛获胜位，光显宏传⻰猛宗，

　　圣天吉祥⽉称师，愿为我等顶庄严。




　　弃舍⼤⻋论师宗，不具⽆垢正理眼，

　　随顺骄傲邪分别，谬说此宗⾮所忍。

　　住⼤乘种诸⼠夫，成熟解脱⾃身道，

　　显明⽆杂圆满疏，以易了辞释论义。

　　圣者密意难通达，我⼼愚昧修⼒微，

　　若释此论有过咎，上师本尊赐宥恕。

　　为显离边中观道，精勤作释⽩净业，

　　系三有狱诸众⽣，愿得⽆上解脱乐。

　　愿我于⼀切⽣中，⼤乘善⼠永不离，

　　由闻思修⼊此道，速得种智⼤菩提。

　　此《四百论释善解⼼要论》是由珍重三学具⾜三聚戒的
上师虚空贤，和特别担荷宏扬能仁圣教不倦的上师名称狮
⼦，供养礼物，数数劝请。其后⼜由住持三藏多闻博通显密
教典的则汤巴庆喜狮⼦等众多住持三藏的多闻的⼤德劝请。
谨从通达能仁的⼤秉教义，特别悟⼊内外诸法缘起，犹如⽔
中⽉影等的⼤菩萨极尊仁达瓦童慧，及善于受特诸佛正法⼤
愿、浊世的⼀切智极尊上师善慧名称（宗喀巴）师徒（童
慧、宗喀巴）⾜下，⻓久依⽌听闻。由彼⼆位上师善说教导
之恩，讲说正理⽐丘达⻢仁卿（甲操杰）在寂静⼭、嘎登寺
尊胜洲作。精进戒律，受持法藏宝法尊胜笔受。


全⽂终


